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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蔡邦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学部委员）。邦华先生 1902 年出生于江苏溧阳，早

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执教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

学等，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 13 年。1945 年抗战胜利后奉

命赴台湾参与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

任院长，1953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领衔昆虫学研究工作。作为我

国现代昆虫学的创始人之一，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教泽绵延，

为我国的昆虫学研究和育人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 
蔡邦华先生将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他热爱的科教事

业。20 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经济时局风云激荡，海外学成

归国的蔡邦华先生，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时局下，仍然醉心科学

研究、矢志教书育人，取得了蜚声海内外的学术成果。新中国

成立后，先生继续奋斗在科教战线，在昆虫分类、昆虫生态学、

森林昆虫学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我国昆虫学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蔡老光辉的一生及

其取得的杰出成就，应该归结于他始终遵循的奉献精神、科学

态度和为人准则。 
蔡老的奉献精神贵在始终将强烈的爱国心与事业心相结合。

少年时期的蔡邦华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离家远渡日本求学，

学成后立即回国，成为当时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抗战期间，浙大自宜山迁至遵义时，他受命作为浙江大学迁校

委员会成员，并被选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为学校西迁发展

和保存中华文脉做出了重要贡献。蔡老一生中所选择的研究课

题，均是当时国家面临的重大需求，上世纪30-40年代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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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害虫“南螟北蝗”、50年代最重要的森林害虫松毛虫、60-70
年代的建筑害虫白蚁都是他深入研究的对象，此外他很早就关

注和提倡害虫的综合防治，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和建议报告，

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 
蔡老的科学态度贵在始终将求是精神和创新精神相结合。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强调了发展植物检疫事业的重要性。

上世纪40年代，浙大在湄潭艰苦办学的期间，蔡老就地开创了

我国五倍子科学研究，其成果被李约瑟博士推荐发表在英国伦

敦皇家昆虫学会学报上。上世纪50-60年代，蔡老综合他对水稻

螟虫和松毛虫研究的经验，提出了农林害虫的综合防治思想和

措施。蔡老是我国最早开展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先

后发现昆虫类群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等150余
个，科学创建了昆虫分类的新系统，并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昆虫

分类学”。蔡老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和森林昆虫学的开拓者与奠基

人之一，他的许多开创性研究都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蔡老的为人准则贵在始终将正直为人和真诚待人的品格相

结合。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保护学生。平日平易近人，关

心学生成长，不仅与学生一起深入田野调查，而且亲笔为学生

写就业推荐信，鼓励学生为国家服务。蔡老在学术讨论中始终

发扬民主，倾听各方意见，鼓励晚辈畅所欲言，甚至公开修正

自己的观点，师生之间亲密如友、感情融洽。蔡老一生不仅为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的为人风范更是当代知识分子

的楷模。 
今年恰逢蔡邦华先生诞辰 110 周年，亦正值浙江大学建校

115 周年。蔡老一生，与浙江大学结下了世纪之缘，他见证和

参与了浙大筚路蓝缕、弦歌不绝的办学历程，他为保存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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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文脉而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他为维护学校秩序和学生权

益四处奔走呼吁，他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和最珍贵的回忆都

留在了求是园。我们将永远铭记蔡邦华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

教育家的功德业绩和精神风范，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坚定地

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 
这部《蔡邦华院士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乃是为纪念

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宗师而作，其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和

图片，选载了部分先生的重要著作和相关纪念文章。这些资料

和文章的汇集出版，充分表达了对先生为人、为学的崇敬和感

激，深切缅怀先生对浙江大学、对祖国科教事业的深厚感情和

重要贡献。余衷心希望文集能够引领后学、鼓舞志气，将先生

开创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是为序。 
 
 
 

 

                    浙江大学校长   

二○一二年元月一日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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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建立起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至今，浙江大学

已经历了 115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学校多次更名、分合和搬迁，直至新

世纪前夕，当年由老浙江大学分离，又经约半个世纪发展而形成的浙江大学、

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重新合并，成立了新浙江大学。

在这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自 1936 年至 1949 年由竺可桢先生担任校长期间，

是浙江大学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时期，曾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

冠以“东方剑桥”的美称。 

竺可桢校长成功治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拘一格地引进、培养和任用人

才，蔡邦华先生就是其中选贤任能的人才之一。1938年，竺可桢校长邀请蔡邦

华先生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并于次年任命年仅37岁的蔡邦华先生为农学院院长。

在浙大西迁贵州办学期间，蔡邦华先生成为当时学校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并

与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共同负责湄潭分部的大小事务。1945年抗战胜利后，

蔡邦华先生受命与罗宗洛先生等前往台湾，接收台湾大学，并任台湾大学第一

任农学院院长，于次年返回浙大。1946年6月，浙江大学农学院从湄潭迁回杭州，

在原址杭州华家池重建校区，蔡邦华先生主持制订了“四面楼群，一池碧水”

的远景规划，使农学院成为浙江大学最有优势和特色的学院之一。浙江大学当

时发展的成就，就是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经由一批如蔡邦华先生那样的杰出

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而取得的。 

 

蔡邦华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们不仅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我国最早的现代昆虫学家之

一的蔡邦华先生，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分类学、生态学、森林昆虫学和害虫治理

等多个领域，而且遵循务实、创新的基本原则；他研究的项目来自实际需求，

均取得了独特新颖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用于指导生产实际。特别需要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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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蔡邦华先生等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生涯正处在我国大变革的特殊时期，

经历了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经历了上一世纪50-70年代的各种政

治运动。在那段时期，老一辈科学家们既缺乏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设施，也缺乏

充足的教学和科研经费，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仅源自他们执著追求科学真理的

事业心，也来自于他们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爱国心，值得后人学习与弘扬。 

而今，我们祖国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文化是灵魂。高

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

建设和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蔡邦华先

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我们出版这一纪念文集，就是希望以

蔡邦华先生为榜样，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份重温我们前辈经历、贡献和

风范的精神食粮，以便从中得到启迪，从而激励后学继承前辈对伟大祖国和中

华民族的忠诚与热爱，对科技创新与探索及人生事业的执著追求。让我们共同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程家安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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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1963 年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接见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会议科学家代表。 

 
毛主席和全国农业科学家代表握手 

前排右三起为郑万钧、刘崇乐、蔡邦华。 



 

 

                                                                                

                                                                                  

 

 

 

 

 

1949年 10月 1日第四图：蔡邦华（右）和梁希（左一）作为科学技术界代

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仪式 

 

 

10+



10+ 

 
 
 
 
 
 
 
 
 
 
 
 
 
 
 
 
 
 
 
 
 
1949年 10月 1 日蔡邦华（前排左二）和梁希（前排左一）作为科学技术
界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仪式。 
 
 
 
 
 
 
 
 
 
 
 
 
 
 
 
 
 
 
 
 
 

蔡邦华自传中有关开国大典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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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9 月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科学技术界代表   ： 

    前排右起李宗恩、侯德榜、梁希、刘鼎、茅以升、曾昭抡； 

中排右起乐天宇、丁瓒、沈其益、贺诚、姚克方； 

后排右起蔡邦华、靳树梁、严济慈、恽子强、涂长望。 

15名正式代表李四光未出席；候补代表 2名：靳树梁、沈其益。 

 

经过文革劫难之后,在科学的春天的 1978 年,近百名学部委员与院领导合影于中国科学院门前(当时

有 117 名在世),准备恢复在十年动乱中停止的学部活动,并着手增补学部委员工作。 部分名单如下:  

第一排自左起:钱三强、童第周、华罗庚、李昌(左五)、俞大绂(左六) 、李连捷(左七)、蔡翘(左十一)  

第二排茅以升(左四) 、张孝骞(左七) 、周培源(右三)、裴文中(右六)  

第三排殷宏章(左二) 、赵忠尧(左三)、贝时璋(左四)、卢嘉锡(左五)、吴仲华(左六)、汪德昭(左八)、

钱学森(左九)、严济慈(左十一)、  

第四排陈世骧(左四)、诸福棠(左七) 、钟惠澜(左八)、蔡邦华(左九)、傅承义(左十一)、  

第五排黄秉维(左二)、侯祥麟(左五)、顾功叙(右三) 后排苏步青(右七)、柳大纲(右五)、王淦昌(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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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1920～1924） 
蔡邦华先生青年求学时代 

 

 

 

                                           蔡邦华 1920 年东渡日本求学    

 

            

在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正

在用切片做实验的同学

们。 

前排右一为蔡邦华，后排

右一为冈岛银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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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于 1924 年在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前排右二为蔡邦华。 

 

1923 年在鹿儿岛博物同

志会举办的野草展示会

上。蔡邦华（左六）、

永友勇君（左八）、冈

岛银次老师（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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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0 在浙江大学 

 
参与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工作 

前排左三为农业馆主任谭熙鸿，后排左三为蔡邦华、左五为邵均。 
1929 年谭熙鸿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邵均为教授。 

                 
1929 年在杭州浙江大学期间蔡邦华（左） 

与介榖虫权威桑名伊之吉博士            留德前摄于无锡梅园（1930 年） 



14+ 

 

 

蔡邦华（左）、邵均 1（右）于 1929 年杭州西湖博览会

 
1 邵均（1903—1977），字维坤，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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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1930-1932）赴德国留学 
 

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  ，在德国农林生物

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在此期间考察欧洲九国。随后入慕尼黑大学应用

昆虫研究院研究实验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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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巴黎的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 

前排左一为蔡邦华、二排左一为陈世骧。 

中国代表还有徐荫祺、杨惟义，共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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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至 1936 年期间 

 

 
 

反对郭任远校长,浙江大学农学院梁希、蔡邦华等 58 位教职工愤然离校。 

这是离校前在杭州西湖放鹤亭的合影 (1933 年 6 月) 

 

 
1936 年在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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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排右起蔡邦华、陈绵祥                   右起陈绵祥、蔡邦华、邵钧等 

  

 

1935 年蔡邦华、陈绵祥（右一、二）结婚， 

与证婚人柳亚子、郑佩宜夫妇（左四、三）等人合影 

   左起蔡邦华、

陈绵祥、郑佩

宜、柳亚子等。 



19 
 

 

 

蔡邦华和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同学、浙大、中农所好友、同事汤惠荪等在三十年代合影。

汤惠荪曾任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台湾中兴大学校长，1967 年去世。 

  



四十年代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湄潭 

1940 年 5 月 8 日，竺可桢与严溥泉、刘慕曾等在湄潭县政府前合影，（车前立者严溥
泉、胡宪之、刘慕曾、竺可桢、张杰孙、王佛艇；在车上者胡建人、舒厚信、贺壮予、
蔡邦华。） 

 

 

 

 

 

 

 

 

浙江大学农师生在湄潭（前排坐者左二为蔡邦华、左三蔡小丽（女 
孩）、左四陈绵祥、左五陈鸿逵、前为陈健宽（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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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1 秋-1942 年春期间浙江大学农学院师生在湄潭合影 

 

 

 

前排右起陈鸿逵先生、陈家祥先生、蔡邦华先生（前小孩为蔡小丽）、葛起

新、王銓茂先生、杨新美先生 

二排右起唐觉、李学骝、梁鹗、陈效奎、张逊言、项公传、岑 XX、张蕴华先

生（女）、肖刚柔、徐道觉。 

三排右起王就光、XXX、王宗溥、陆鑑熙、张大镛、姚心平、张宗旺、袁嗣令。 

 

 
1945 年蔡邦华夫妇与长子蔡恒胜摄于湄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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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右）及王漠显教授

（左）  于文庙前。 

 

蔡邦华（右）江恒源（左）摄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前。 

 

注：江恒源(1886 一 1961 年)，又名问渔。职业教育家。江苏灌云人。曾任中华职业教育

社主任、副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１９４９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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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 

       

 
蔡邦华（右七）与浙大部分教授在一起（1948 年） 

立者右起：藕舫（竺可桢校长），劲夫（王国松，工学院院长），鲁珍（沈思玙，地理教

授），今英（李今英，梅光迪夫人，外文系教授），子桐（陆子桐），邦华（蔡邦华，农学

院院长），家祯（谈家祯），季梁（王琎），祥治（孙祥治），季恒（孙恒），均一（吴定

良），晓峰（张其昀，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伯豪（董伯豪，英语教授），善培（朱

正元，物理学教授），俶南（顾谷宜，历史学教授），其楷（张其楷），浩培（李浩培， 
法学院院长），耀德（杨耀德，电机教授），步青（苏步青）， 时璋（贝时璋）， 允敏

（陈汲，竺可桢夫人），仲翔（朱庭祜，地质学教授）；前蹲右起：静波（杨其泳），厚信

（舒鸿，体育教授），坤珊（佘坤珊，外文系主任），觉予（谢家玉，总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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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6 年接收台湾大学期间 

 

右起蔡邦华、陈兆熙、陈达夫、杜聪明、苏步青、陆志鸿、陈建功、马廷英。 

 

1945 年接收台湾大学团队：右一蔡邦华，右二陈达夫（兼善），右三罗宗

洛，右四是苏步青，右五是陆志鸿。站立在后面的是杜聪明，左一陈建功。 

 
注：罗宗洛-国立台湾大学首任校长，陈建功-首任教务长，苏步青-首任理学院院长，

蔡邦华-首任农学院院长，陆志鸿-首任工学院院长、台大第二任校长，杜聪明-首任医

学院院长，马廷英-首任地质系主任，陈兼善-台湾博物馆馆长兼台大教授、总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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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陈达夫（兼善）、马廷英、苏步青、蔡邦华、陈建功、罗宗洛、 

陆志鸿、杜聪明。 

 
前左一陈达夫（兼善）、前左二陈建功、二排马廷英、三排苏步青、 

陈兆熙、四排蔡邦华、陆志鸿、杜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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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 

 

 

1951 年中国昆虫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二排左九为蔡邦华. 

     

 1954 年 5 月 14 日在广西龙州发现大白蚁塚。 
   

 

1960年在荆江大堤、沙市访治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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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冬于成都参加松毛虫防治会议：蔡邦华（前左 8）、刘崇乐（左 9）、肖

刚柔（左 10）、邱守思（右五）、侯陶谦（右 4）黄复生（三排左 8）。 

 
 

1963年蔡邦华在山东崂山上观察极为危险的松树害虫松干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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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 

 
              

上：1970 年在广州筹备编写等翅目会议，右起夏凯龄、孙仲康、蔡邦华、 

黄复生、李桂祥、平正明和岩昆。 

下：在福州鼓山考察白蚁。右起侯陶谦、唐觉、蔡邦华和黄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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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石樵山，蔡邦华（中）、李桂祥（右）、黄复生（左） 

 

 

在福建福州考察白蚁，蔡邦华（前中）、宋嘉珍（前左）、张英俊（前右）、黄复生（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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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中华农学会恢复活动：二排右三蔡邦华、左二为吴觉农。

 

 

1979 年蔡邦华参加青藏昆虫考察总结会议 

右起柳支英、黄复生、中排左起蔡邦华、吴福桢、陈世骧、唐觉、赵养昌、周尧。 

 

1978 年森林昆虫编委会 

同仁合影。 

   蔡邦华（前排左五）、

肖刚柔（前排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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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

 

1980 年 11 月动物志会议昆虫部分人员留影。 

右一周尧、右三蔡邦华、右四陈世骧、右五吴福桢、右六柳支英、右七朱弘复。 

 

1980 年 7 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部分会议 

左一蔡邦华、左二陈世骧、左三李汝祺、左六贝时璋、左七俞大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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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9 月中国昆虫学会白蚁学术讨论会  
前排右三唐觉、右四蔡邦华。二排右一黄亮文。三排右二黄复生、左二李桂祥。 

 

1981年 3月在云南石林 

右起黄复生、侯陶谦、倪健生、肖刚柔、蔡邦华、唐觉、方三阳、王平远、龚富生、蒋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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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在云南昆明召开了“森林害虫综合治理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蔡邦华作了题为“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上的几个问题”的重要发言， 

是生前最后一次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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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1956 年、1958 年访问前苏联 

哈萨克动物所 

   

与前苏联的加鲁柴院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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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寄生虫站                          哈萨克植物保护所 

 

蔡邦华在阿拉木图 

 

1956 年蔡邦华（中）与祝汝佐教授（右）访问罗马尼亚途中在莫斯科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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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5.25 王震副总理接见日本代表团。 

前排右三蔡邦华、右五王震、右六田村三郎、右七周培源。 

外事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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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院长接见日本科学代表团。 

前排右六郭沫若、右七田村三郎、右八吴有训。二排右二为蔡邦华。 

 

 

 

1973 年加拿大科学代表团访华 

前排右五吴有训副院长、右八郭沫若院长、右九索维团长、右十一竺可桢副院长、 

二排右二为蔡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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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1.24.欢迎瑞典微生物教授 Prof.Boman 及夫人 

 

 

 

1979 年会见瑞典微生物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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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骧、曹景熹、蔡邦华、钦俊德 

明尼苏达大学昆虫教授曹景熹为浙大农学院 1940 年植病系毕业生与蔡邦华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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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东京十六届国际昆虫会议 

 

 

前排左五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蔡邦华 

 

 

     

 

1980 年东京十六届国际昆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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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和 55 年前日本鹿儿岛的同学友人永友勇会面 

 

       

         

                               

 

                                                       

                                                                              

蔡邦华和永友勇夫妇、杉原氏

在京都神泉苑 

1980 年 8 月 10 日蔡邦华离开京都，

日本友人送行：右起中林威教授

（京都教育大学）、永友勇、蔡邦

华、福山葛治郎教授（京都府立大

学）、永友勇夫人。 

二排右起蔡邦华、肖刚柔、周尧 二位年近八旬的代表，东京帝

大同学蔡邦华和上远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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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8 月国际白蚁座谈会在日本京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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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友人照 
中关村的三只“老虎”（1902 年生）和他们的夫人们 

六十年代摄于北京动物园 

    

 

左起童第周、赵忠尧、蔡邦华     左起蔡邦华夫妇、赵忠尧夫妇、童第周夫妇 

 

 

左起童第周夫妇、赵忠尧夫妇、蔡邦华夫妇 

赵忠尧（1902-1998）核物理学家； 

             童第周（1902-1979）实验胚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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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动物所所领导和外宾合影 

左三起朱弘復、刘崇乐、外宾 1、2、陈世骧、蔡邦华。 

 

      

                                         蔡邦华、陈绵祥夫妇摄于中关村

家门前 

 

昆虫分类室二位女同事和蔡邦华家

人照：左起蔡邦华、陈绵祥、殷惠

芬、梁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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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蔡邦华和上远章同学二家人遊颐和园 

左起蔡小丽、蔡邦华、蔡恒息、陈绵祥、上远夫人、上远惠子、上远章。 

 

 

 

      

                                                                           

                                                                        左起蔡恒胜、郑虹、蔡邦华、蔡蕾、 

                               陈绵祥、蔡恒息。 

 

1981 年上远章之女上远惠子来访 

左起蔡邦华、蔡蕾（孙女）陈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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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初摄于福建石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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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于 1983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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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先生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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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传略和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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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院士传略 

蔡邦华（1902--1983年），昆虫学家,教育家。江苏溧阳人。早年留学日

本，就读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任国立北京农业大

学生物系教授。1927 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 

年回国，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 年受

学校选派到德国进修，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

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随后在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

院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 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并于年底

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次年,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螟虫生态和

防治的研究。1937 年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38年,重回浙江大学任教,从 

1939 年起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 直到 1952 年。日本投降后，被派赴台湾，

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推

任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应邀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

筹委会，并被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代表。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

往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

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62 年动物所与昆虫所合并，蔡邦华任研究员、副所

长。1980年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第 16届国

际昆虫学大会。1983 年 8 月 8 日因病逝世于北京。 

    蔡邦华 1951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杭州市

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农业组成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植保农药药械组成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

员，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52年前蔡邦华曾在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等单位工作。在

30年的教学历程、13年的院长生涯中，他重视基础教学，严格要求学生，在各

种调查、昆虫采集和科研实践中，强调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他坚持教书

育人，爱护学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昆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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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他的学生有林郁、蒋书楠、杨平澜、肖刚柔、唐觉、李学骝、张宗旺、

吴维均、管致和、汤仿德等;还有台湾的同仁，如汪仲毅、梁鹗、陈效奎和王宗

溥等，以及美籍华人徐道觉和曹景熹等。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他在动物所指

导研究生和助手，还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兼课讲授昆虫分类学，这时的学生有陈

宁生、杨有乾、李兆麟、黄旭昌、殷惠芬、侯陶谦、黄复生、蔡晓明、杨冠煌、

陈安国等。这些学生在生物学、昆虫学各个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有关

学科的精英。 

   蔡邦华的昆虫学研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研究生理、生态学问题，也研

究形态、分类学问题，还开展害虫综合治理的研究等，为我国昆虫学的发展做

出了杰出贡献。 

1929 年蔡邦华就开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发表了《螟虫对气候抵抗性之调

查并防治方法试验》的论文。1930 年留德期间，受爱雪立希教授的指导，以谷

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实验生态学的研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

使害虫“猖獗”的主导因素，论文发表后，受到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 

回国后的 50余年里，蔡邦华在螟虫、蝗虫和松毛虫生态学的研究上作了许

多开拓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成为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在浙大创制定

温箱，研究温度对于昆虫发育的意义，是我国昆虫实验生态学的最早研究者。

随后他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上深入研究，从 1930 年到 1936 年间发

表论文十余篇，如《三化螟猖獗与气候》和《螟蛾预测及气候观察之办法》等，

其中《 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 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这些

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

为防治螟虫的危害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上，也取得显著成就。

他发表了《 中国蝗患之预测》和《 竹蝗与螶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

例证》 等数篇论文。前苏联著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B. Bienko）多次引用

了蔡邦华的文献，认为很有实际意义。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

松毛虫发生“虫源地”的观点，并于 1960 年正式提出松毛虫“发生基地”的

新概念：认为向阳山拗的山地，由于种植纯松林，再加上幼林成长过于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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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闭度过高，使林下寸草不生，生物群落极为贫瘠，这样的地带容易促使松毛

虫大量发生，并由发生基地飞出，向四周扩散，暴发成灾，其论著有：《关于

防治松毛虫的研究》和《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等 10余篇论文。另外，

他对松毛虫分类学，主要种类的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及其综合治理研究都

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广泛收集标本的基础上对鳞翅目枯叶蛾类的松毛虫做了

大量的研究，查明我国松毛虫类共有 78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于 7个属，发现

了 20多个新种、新亚种，其中为害严重者有 6种，即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

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等。在松毛虫的防治上，阐

明了“生物潜能”的新理念，为松毛虫的综合治理提出一个崭新的途径。在此

基础上，提出改造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植被结构，采取营造混交林、改变纯松林

林相，提倡乔、灌、草三结合，增加地被物，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直翅目

的蝗虫，等翅目的白蚁，半翅目的蚜类，鞘翅目的小蠹和鳞翅目的螟蛾、毒蛾、

枯叶蛾等，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

达 150 多个。 

他早年在蝗虫、螟虫分类上做了许多工作，在日本东京帝大时对竹蝗做了

详细的研究，发表《中国蝗科三新种》论文，是我国在蝗虫分类研究领域发表

新种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又发表了《 螟蛾类概说》和《我国产既知螟蛾科目录》 

等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半翅目中五倍子蚜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几年的

调查研究，不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之间的关系，且进一步研究了各

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他和唐

觉合作的《贵州湄潭五倍子蚜虫的分类附三新属和六新种的描述》的论文发表

在伦敦英国皇家昆虫学会刊物上。 

1960年代蔡邦华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开始，对我国各省所发生的

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

《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及其发展》《西藏察隅

地区白蚁一新种》《中国的散白蚁调查及新种描述》《广西术鼻白蚁属四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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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和主持编写《中国动物志》等翅目。在我

国当时已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半数是蔡邦华和他的合作者定的新种。除此之

外，小蠹分类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点，在我国已知的 500多种小蠹中，有相

当一部分的种类是由蔡邦华和他的学生共同鉴定的新种。 

蔡邦华编撰了《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三册。他将昆虫分类体系构建成

了一个清晰、简洁、完整的新系统 ┈ 二亚纲、三大类、十部和三十四目，各

个目科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列出与经济有关的或我国特有的种类，有

关的分类阶元还涵盖了我国古代相关的记录，奠定了中国昆虫分类学在世界上

的位置。关于物种问题，蔡邦华认为，认识物种不仅要从形态学上找出区别，

而且还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来了解它的实际意义，进而用近代分子生

物学方法来探索物种的界线以及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凡此种种努力，都直接

推动了我国昆虫分类学的发展。 

蔡邦华自上世纪 50年代初来到中国科学院原昆虫研究所后，组建并主持了

森林昆虫学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森林昆虫学事业。他深入各大林区，从调查我

国森林昆虫的基本情况开始，由收集森林昆虫标本入手，对重要森林害虫进行

长期饲养观察，了解其生活史及其发生情况，从而找出防治途径和治理办法。

他主持出版的《中国森林害虫图志》，是我国第一本识别森林昆虫的图志，为

森林保护工作者提供一本精确的鉴定手册。在研究中，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森林

昆虫学研究人员和森林保护工作者。他的研究是全面的、系统的，不愧为我国

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陕西发现一种大小蠹，危害华山松十分严重。蔡邦

华凭他多年研究昆虫学的经验，认为我国陕西的大小蠹与众不同，与云杉大小

蠹区别更大，经查找文献，反复推敲，将其定为一个新种。他和学生李兆麟合

作，命名为华山松大小蠹 Dendroctonus armandi Tsai et Li,发表之后，曾轰

动一时。随后，他又主持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二十九册鞘翅目小蠹科

专著和其它相关的学术论文。 

    蔡邦华早在 1930 年代就注意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发表了《解决农业害虫

问题之途径》《齐泥割稻以治螟患之例证》《秋化稻苞虫之天敌性别及其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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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状之考查》《提高农业生产运动中对于冬季治螟的意义和应有的认识》等

论文，提出利用害虫的天敌进行治理害虫的思想。  

他的害虫防治思想与美国著名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 1962年提出“防治

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观点相符合。他明确指

出过去我国在防治农林害虫上，长期过度使用六六六的严重问题。他在第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提案，呼吁政府

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他建议农

林害虫的防治应以发挥生物潜能为基础，综合运用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

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调动自然生物因子的调控作用，即应用综合治理

措施。他这一倡议得到林业部门的重视，并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进行森林害

虫的综合治理。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蔡邦华预感到美国白蛾可能入侵我国有关地区，即向

农林有关部门呼吁，应加强对外检疫工作，科研部门要研究美国白蛾的生物学

习性，以及地理学扩散特点，并提出紧急警示和具体措施，把美国白蛾拒之国

门之外。 

蔡邦华在除四害灭麻雀的敏感问题上，他根据罗马尼亚科学家对于鸟胃内

涵的分析提出异议，反对把麻雀列为害鸟捕杀，虽遭“文革”冲击，但一位科

学家的正直和良知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蔡邦华在近 60 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主要学术论文和著作有 120余篇

（部）。教学上他搞五湖四海，不搞近亲繁殖；学术上他发扬民主，允许别人

有自己的看法，一旦发现别人的意见正确，他绝不会因自己是师长而拒绝。如

松干蚧学名问题，他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宣布他的学生杨平澜的论点是正确

的，给人很深的教育。 

蔡邦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在浙大期间，爱校如家，爱生如子。1942

年“倒孔”运动后，潘家苏和滕维藻被国民党特务诬陷被捕，他竭力营救；在

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事件中，他仗义执言，更是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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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蔡邦华病重住院，当听到中央领导提出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以实

现统一祖国大业时，遂命家人寻找在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充分

显示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 

（本传略以黄复生撰写的为蓝本，编者做了若干删节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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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院士年谱（1902 年-1983 年）
※

1902 年 10 月 6 日  

 

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蔡家兜。 

 

1917 年，15 岁  

毕业于溧阳县立小学《自传》（手稿） 

 

1917～1920 年，15-18 岁   

江苏省江阴南菁中学《自传》（手稿） 

 

1920～1924 年, 18-22 岁  

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现称鹿儿岛大学）《自传》（手稿） 

发表《我国当设植物检查所之管见》中华农学会报，1923，29． 

 

1924～1926 年，22-24 岁  

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自传》（手稿） 

发表《螟蛾类概说》中华农学会报，1926（50）：1—11． 

发表《鳞翅目幼虫研究纪要》中华农学会报，1927，58：39—52． 

 

1927～1928 年 25-26 岁 

第二次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自传》（手稿） 

                                                 
※ 注：本年谱由王祖望、黄复生编写的《蔡邦华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职期间年

谱》、张淑铿编写的《蔡邦华在浙大工作期间年谱》和《其余时间的年谱》三部分组合而

成，编者做了少量的订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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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ids from China,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 recorded.” 

Jour.Coll.Agr.lmp.Univ.Tokyo,1929, 10(2):139-149 

 

1928 年，26 岁 

 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自传》

（手稿） 

 

1929 年，27 岁 

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的蔡邦华先生于 1929 年 12 月 15 日在浙江大学农学院

园艺学会上所作《冬天的昆虫界》的讲演。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三十

九期 1931 年 1 月 31 日。 

 

1930～1932 年，28-30 岁 

支浙大原薪赴德国进修，初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院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

昆虫分类，同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暑期作欧洲九国修

学旅行，旋即转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追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锡立希教

授研究实验生态学。《自传》（手稿）  

发表“Zwei neue Oxya-Arten aus China(Orth.Acrid)” 

Mitt.Zoo.Mus.Berlin, 1932, 17(3): 436-440 

发表“Das reiszünslerproblem in China”   Z.Ang.Ent,1932,19(4):608-

614 

 

1932 年冬 

8月，参加巴黎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然后返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

《自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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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6 月～1936 年，31-34 岁 

南京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  

是年 6月，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先生与

梁希等多位教授愤而离校，转任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自传》（手稿）、

文集回忆文章。 

发表“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Einfluss der temperutur 

und Luftfeuchtigteit auf die Eiablage der Calandria granaria(谷象)”  

Agr.Sini, 1934,1(1):1-34 

发表“Epidemiological experiments with paddy borer, I.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n oviposition and hatching” 

[三化螟猖獗实验（一）产卵孵化受温湿度之影响]  Agr.Sini, 

1935,1(9):273-318  [中农所试验报告，1935，1（9）：273-318] 

发表《中国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 [注：此文被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

材] 中农所特刊，1936，16期：1-95 

  

1937 年，35 岁 

 回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自传》（手稿）  

 

1938 年，36 岁 

 是年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先生重返浙江大学任教。《自传》（手稿） 

  

1939 年，37 岁 

8月1日，浙大西迁到宜山。先生接受竺可桢校长任命，出任农学院院长。 

10月16日，竺可桢报告学校职员重大变动情况：教务长郑晓沧因病留浙东，

张绍忠继任教务长。总务长沈鲁珍辞职，贺壮予继任总务长。训导长新聘姜琦，

不日来校。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

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王进。新聘教授有佘坤珊、张肇骞，刘馥英、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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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李相勖、郦承铨等。这是竺校长来浙大后较大的一次人员变动。《竺可桢全

集》第7卷，第183页 

11月28日，浙大成立迁校筹委会，派定张晓峰、吴馥初、梁庆椿、贺壮予、

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7人为委员，定出紧急处置办法。《竺可桢全集》第7卷，

第210页 

12月23日，浙大召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请刚复、振吾、

邦华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赴遵。《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226页 

 

1940年，38岁 

4月11日，张绍忠、胡刚复、蔡邦华考察湄潭、永兴，关于筹建浙大湄潭分

部的报告及绘制的草图，浙大即由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湄潭。档案信件 

5月7日，湄潭县地方各界举行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请竺校长、胡刚复、

蔡邦华、胡家健等人列席。湄潭县中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文庙与民教馆让给

浙大。此外还协助浙大觅宅250间。《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52页 

 

1940 年～1946， 38-44 岁 
在黔北办学 6年，胡刚复、蔡邦华主持浙大湄潭分部，分管理学院和农学院。 

1942年“倒孔”运动后，助教、学生潘家苏和滕维藻被国民党特务诬陷被捕，

他竭力营救，使他们脱离险境。《自传》（手稿）、文集回忆文章。 

1945 年～1946 年， 43-44 岁 
受当局委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蔡邦华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罗宗

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李东华、杨宗霖编校（台大出版中心） 

1946年与唐觉合作发表“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ritan, 

Kweichow”Trans. Roy. Ent.Soc.London, 1946,97(16):405-418 

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又投入到

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

缘》 

1946 年～1947 年，44 岁-4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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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四面楼群，一池碧水”华家池农学院的远景，督建后稷、神农和嫘祖三

馆及其它建筑。《蔡邦华院士诞辰 110周年纪念文集·纪念恩师蔡邦华院士》 

 

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

学生于子三等被捕。10月29日晚八时，竺可桢校长、训导长、教务长、农学院

蔡邦华院长为保护学生的安全，先后发表谈话，要同学明天不要罢课抗议。

《竺可桢日记》，第1075页 

 

1948 年，46 岁 

1月4日上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安葬于子三同学暨浙大学生自治会

人权保障委员会成立大会”。竺可桢校长感到学生与政府当局严重对立，如期出

殡必生意外，故头一天约请蔡邦华等各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舒鸿教授到

校劝阻学生不要外出。竺可桢“对学生报告交涉经过，并说明原定4日出葬，因

自治会条件省府不接受，故已出布告缓葬。今日如出发，必至冲突，酿成惨

案。”《竺可桢日记》，第1108－1109页 

在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事件的“一•四”事件后，竺可桢即打电话给省府秘书

长雷法章抗议，并委托蔡邦华于当日前往南京代行辞职。他气愤地说：“这样的

大学，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军警包围和捣毁，是办不下去了”。《竺可桢日记》，

第1109页 

蔡邦华突破军警严密封锁，晋京向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愿。蔡邦华谒见朱家

骅时，朱劈面指责蔡在报上为“共党”于子三讲话，蔡邦华驳斥道：“于子三千真

万确是个好学生，我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讲话，不能不为他哀悼。” 《踏着

血迹前进——于子三运动纪念刊》，第28页，浙江大学馆藏档案，档案号：

2001-sw13-0001-001）  

 

蔡邦华建议成立江浙两省桑虫联合防治总队，蔡邦华任总队长、祝汝佐任副总

队长，唐觉、李学骝为督导，发动群众，刮除桑蟥卵块，进行实地防治，收到

显著效果。《蔡邦华院士诞辰 110周年纪念文集·纪念恩师蔡邦华院士》 



62 
 

 

1949 年，47 岁 

        1949 年 1 月 19 日校务委员会推举严仁赓、顾谷宜、胡刚复、蔡邦华 4 教

授，竺可桢又以校长身份邀请苏步青、王国松、李天助共 7 人组成校安全委员

会。浙江大学校史、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院史 

        4 月 24 日由胡刚复等 25 人组成“浙江大学应变委员会”，委员会由竺可桢

等 7 人组成主席团，严仁赓为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为联

络组负责人之一，采取护校措施。浙江大学校史、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院史 

        4 月 29 日竺校长离开，校务委员会和校应变委员会召集紧急校务谈话会，

推荐王琎教授主持会议，推举蔡邦华为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王国松、谭天锡

为副主席。” 《王国松传》《自传》（手稿） 

5月 3日下午 3时，杭州市解放。 

5月4日，举行校务会议及应变执行会代表会联席会议，决议由各院、处长，

一年级主任及应变执行会主席团组成临时校务会。随后举行第一次临时校务会

议，推举蔡邦华、王国松和谭天锡三人为常务委员，蔡邦华为主任委员。《国

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40号  

5月25日，第七次临时校务会议，决议成立改制研究会，严仁赓、蔡邦华、

王葆仁、谭天锡、包洪枢、李浩培、孟宪承、王国松、熊伯蘅、任知恕、郑奠、

王仲侨十三位先生为会员，并请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学治会、劳工会五

单位各自推定代表二人为会员，王葆仁为召集人。同日，《浙大改制研究大纲》

发布，向全校师生员工同学征求意见建议。《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48号 

    5 月 31 日，第八次临时校务会议，决议以临时校务会名义电请竺校长返校，

请蔡邦华、王国松、来虔三位先生赴军管会接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

152 号  

    6月 20日，蔡邦华、王淦昌、苏步青、王琎、贝时璋等五教授被派为参加

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代表，平安抵京。《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 159号 

    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期间，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十五名代表之一。《自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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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

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

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

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

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浙江大学简史》

（第一、二卷）第304页 

9-10 月 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勉励先生说：“我国

以农立国，你们农学家，今后要大有作为的。”同时得到周总理、董必武等领

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家宴《自传》（手稿） 

10 月 1 日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自传》（手稿） 

11月23日，杭州市各界举行欢迎本省出席人民政协返浙代表马寅初、何爕

候、沙文汉(张登)、蔡邦华四先生的盛大晚会，马寅初校长发表演讲，详细报

告人民政协召开经过、三大宪章的基本精神和共同纲领。《浙江日报》1949年11

月24日第一版 

 

       1950 年,48 岁 

先生继续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自传》（手稿） 

是年 2 月 12 日，中华昆虫学会改名为中国昆虫学会，同年 4 月，中国昆

虫学会筹备委员会根据新会章以通信方式选举出新理事 15 人，（中国科学院）

昆虫研究室蔡邦华、刘崇乐、陈世骧、朱弘复等当选。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 3、

4 期，1983年 12月、1984 年 5月。 

 
   是年 8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在北京翠华楼召

开昆虫学专家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昆虫学专家、医学昆虫学家、植物保

护学专家有：蔡邦华、杨惟义、何琦、冯兰洲、陆近仁、曹骥、周明牂等 22

人。陈世骧主持会议。昆虫研究室总址应设在何处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江

西农学院院长杨惟义说：“科学院昆虫部门是全国研究昆虫学的中心，应该设

在北京，因为北京天气好，适宜保存标本，但是上海方面也可以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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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说：“按照事实上的需要，昆虫中

心机构应该设在北京……，但是并不需要都集中在一处”。其他专家同意杨惟

义、蔡邦华的意见。此会亦为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确定新建昆虫研究所所址，

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1] 中国科学院档案，《昆虫研究室召开昆虫学专家座谈会记录》，

计长 52-4。 

 

1951年，49岁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受周恩来总理委派，兼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自传》（手稿） 

    是年 9月 1-7日，中国昆虫学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先生参加

会议，并当选为理事。 

 

1952年，50岁 

杭州三反期间，浙大农学院、医学院均发掘贪污案件，先生亦牵涉其中。

经浙江省政法委员会查明，以无事实根据，得以销案处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

农学院继任院长金孟加分别来信书面道歉。农学院举行二千人大会公布销案情

况。《自传》（手稿） 

在隔离审查期间，仍在写作《昆虫分类学》。《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

文集·纪念恩师蔡邦华院士》 

事后收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的道歉信件，沙文汉的原信为：「邦华

先生，来信收到。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曾误信片面材料怀疑你是贪污分子并

行隔离审查，事后虽未认为贪污分子，但既未当即做出结论予以公布，更未向

你道歉，使你精神上，名誉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是很对不起的。这个处理失

当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责。记得前年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会议

常务委员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我曾说明了你和王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受

了冤屈，这是我们的过错，然而这是远不足补偿你和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

所受的损失的。 这里特向你作书面道歉，如你认为必要，此信可向你的朋友和

同事们传阅。」1957 年 5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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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1月，院系调整上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自传》（手稿） 

 

                        1953 年，51 岁 

是年，先生从浙江大学农学院调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工作。1月23日，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调整扩充为昆虫研究所，设立林虫研究室，先生任研究

室主任。[5]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工作任务及努力方向和1953年工作总

结》，案卷号：1953-01-006，永久。 

 

是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院第43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任命蔡邦华为昆

虫研究所副所长。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室扩充为昆虫研究所及其聘任正副

所长和研究人员职务的通知》案卷号：1953-01-005，永久。 

 

是年，由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计划出版蔡邦华专著：《昆虫分类学

（上）》，该部著作是中国学者集合中外昆虫分类成就而建立的系统分类学，

是最早由我国自编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课本，被国内高等院校长期采用。[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卡片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 《动物研究所图书目录》，动

物研究所图书馆。 

                           

1954 年，52 岁 

是年，先生兼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昆虫专门化教授，主讲“昆虫分类学”。 

是年 9 月 7 日，中国昆虫学会以通讯方式改选第 2 届理事会， 陈世骧、蔡

邦华等 15人当选。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 4期，1984年 5月。 

 

是年 11 月 5 日，中国动物图谱编辑委员会召开常设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分

设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昆虫 3 个编辑组。聘请刘崇乐为昆虫组组长，蔡邦

华、朱弘复、陈世骧为副组长。[1]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室概况和 1954

年工作总结》，案卷号：1954-01-001，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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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53 岁 

是年 2月 7—10日，全国松毛虫防治技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松毛虫是我国林业之大害虫之一，严重地威胁松树的生长。自 1951 年以来，

又大发生于各地，范围逐渐扩大，迫切需要彻底解决。中国科学院接受林业部

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建议，在 2 月 7—10 日召开了全国性的关于防治松毛虫的技

术座谈会。目的在于交流各方面有关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经验，商讨今后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力量的组织等事宜。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有关林业、农业的研究机

构和高等院校，山东、湖南、浙江、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林业厅的专家和

代表 57 人，会议由昆虫研究所主持 。蔡邦华做了题为 “湖南马尾松毛虫天敌

种类及利用”的专题报告；各有关单位介绍了松毛虫从 1951 年以来危害各种松

树的严重情况；总结了过去几年在研究松毛虫发生规律、生物防治、化学防治

等方面的收获以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明确今后在松毛虫发生规律、综合性防

治和各种防治方法的研究上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昆虫所副所长、研究员蔡邦

华做了总结报告。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所组织召开全国松毛虫技术座谈会的请

示、批复和总结报告》，案卷号：1955-03-003，永久。 

 

是年 4 月，先生发表《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工作》，《科学通报》，第 43

—45页，1955年，4月号。 

 

是年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2次会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名单。”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公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名单共233人，其中：生物学地学部的学部委员84人。主任；竺可桢，副主任：

许杰、陈凤桐、童第周、黄汲清。动物研究室秉志、陈桢、童第周以及昆虫研

究所陈世骧、刘崇乐、蔡邦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国

科学院学部制的建立及发展专辑》，第52页，1991年第6期（试刊），院史文物资料征集

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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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2月1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建立学术委员会。1955年11月17日，

中国科学院第50次院务常务会议批准昆虫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12月1

日，中国科学院发文通知，主任：陈世骧，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姓氏笔划

为序）如下：朱弘复、刘崇乐、吴宏吉、陈世骧、周明牂、林昌善、马世骏、

黄瑞纶、钦俊德、冯兰洲、熊尧、赵星三、蔡邦华、龚坤元。[1] 动物研究所文书

档案，《中国科学院批准昆虫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案卷号：1955-01-005，永久。 

 

1956 年，54 岁 

1956年 昆虫研究所研究机构设置调整，共设12个研究室和标本室，蔡邦

华继续担任林虫研究室主任。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1950—1956年工作

报告》，案卷号，1956-01-003，永久。 

是年，先生《昆虫分类学》（上册）出版，财经出版社 

参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12年科技

规划制定。 

    是年 8月，先生与祝汝佐教授，奉中国科学院指派，履行中罗文化协定，

赴罗马尼亚作昆虫专业访问，历时 2个月。回国后撰写《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

科学界访问记》一书。 

 

                   1957 年，55 岁 

是年 3 月 2 日，先生招收研究生一名（黄复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 

同年，先生再版《昆虫分类学（上）》 

同年，先生出版《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科学出版社。 

 

                   1958 年，56 岁 

是年8—11月，大跃进期间，中国科学院昆虫所科研体制变动，昆虫研究所

在体制上，取消了以学科建室，从任务出发，调整为4个研究室：害虫防治

（主任蔡邦华兼，副主任朱弘复兼、马世骏）、化学防治（主任龚坤元，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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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熊尧）、昆虫资源（主任刘崇乐）和区系分类（主任陈世骧兼）以集中力量

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是年中国昆虫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考虑个别理事因反右运动不便参加会务活

动，经与有关方面联系，决定理事由原来的 15 人增加至 39 人。他们是：朱弘

复、龚坤元、岳宗、吴征镒、吴宏吉、林昌善、萧刚柔、吴福桢、陈世骧、蔡

邦华、邹钟琳、柳支英、任明道、傅胜发、周尧、曹骥、刘崇乐、高墨华、杨

惟义、周明牂、曾省、张若着、李俊、马世骏、钦俊德、赵养昌、冯兰洲、何

琦、杨平澜、黄其林、祝汝佐、孙本忠、赵善欢、蒲蛰龙、陈常铭、李隆术、

张学祖、朱象三、忻介六。理事长：陈世骧，秘书长：朱弘复，副秘书长：岳

宗。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 4期，1984年 5月。 

 

                    1959 年，57 岁 

是年，11月18日， 昆虫研究所调整研究机构，成立害虫防治研究 

室：主任：蔡邦华（副所长兼）；副主任：朱弘复（副所长兼）、马世骏。动

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所1959年研究机构重新调整的通知及中国昆虫学会下半年工作

计划》，案卷号：1959-03-004，永久。 

是年，12月 3日， 防治森林害虫协作问题座谈会在京召开，林业部邀请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林业科学院座谈如何开展防治森林害虫协作问题。昆

虫研究所副所长赵星三、蔡邦华和科研人员高金声、侯陶谦；林业科学院秘书

长陶东岱，王庆波和肖刚柔主任；林业部经营利用司汪滨司长和李学智科长等

出席了座谈会。会后组成森林害虫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滨（林业部） 副

主任委员：赵星三（昆虫所副所长）、蔡邦华（昆虫所副所长）、陶东岱（林

科院秘书长），委员（5人）：李学智、王庆波、肖刚柔、刘友樵及中心站所

在地区的委员 1人。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与林业部、林科院协作成立及

撤销松毛虫中心研究站的通知和会议纪录以及工作总结》，案卷号：1960-03-006，永久。 

 

是年，先生发表 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昆虫学集刊》,1959，

11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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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先生发表  中国三化螟预测预报研究现状。《昆虫学集刊》

1959,150-170 

 

                    1960年，58岁 

是年 1月 19日， 昆虫研究所赵星三和蔡邦华副所长陪同苏联专家前往湖

南荆江大堤对土栖白蚁“台湾黑翅螱”的危害进行考察。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

《动物研究所关于白蚁防治研究工作的报告和建议与院领导的批复意见》，案卷号：1960-

03-004，永久。 

是年 2月 13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被评为

1959年全国红旗单位，中国科学院为其举行授奖仪式。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

劲夫，副秘书长秦力生出席了授奖仪式。昆虫研究所在 1959年通过发出虫情预

测预报，提供综合防治措施，指导消灭三千万亩农田和森林的虫害，为粮、棉、

林、牧的增产贡献了力量，并完成论文和工作报告 87篇。先生作为林业害虫研

究的领军人，功不可没。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 1959年工作和工作成

就总结》，案卷号：1959-01-005，永久。 

 

是年2月29日， 昆虫研究所确定松毛虫、白蚁等研究项目。对松毛虫，

1960年将和林业部等单位协作。在推动各省大面积防治的任务下，进一步摸清

马尾松毛虫数量消长及冬季防治理论，在提高化学防治的同时，开展苏云金杆

菌生物防治松毛虫试验，提出长期预测预报方案及根治措施。在白蚁防治方面，

完成黑翅大白蚁发生规律的研究，提出消灭荆江大堤白蚁的有效方案。1960年

完成黑翅大白蚁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的研究，提出消灭荆江大堤白蚁的有效

方案。 [1] 科学报，1960年3月31日，第二版；[2]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

1959年工作和工作成就总结》，案卷号：1959-01-005，永久。 

 

是年 4月 1日—8日，  先生参加在沙市召开的荆江大堤防治 

土栖白蚁现场会议。白蚁是世界性的害虫，在我国南方各省分布广、危害重。

土栖白蚁最大的危害性，在于它筑巢地下，当繁殖初期，巢小而浅，但年代一

久，往往能筑成直径一、二米以上的大巢，在巢的四周，有大小不等的蚁路，

四通八达，当蚁巢位于堤防中时，江汛期间，江水沿蚁路内流，引起水灌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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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口为患。据历史记载，“1935年，荆江大堤溃口，就淹没江汉平原良田 716

万亩，受灾 31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 4万人，仅湖北省境内，堤防就有 9000

到 1万公里，都同样受到土栖白蚁的威胁” [1]。为保障堤岸工程的安全和人民

生命财产免受损失，必须开展大规模的防治研究，彻底消灭蚁害。 

1960年 4月 1日至 8日，昆虫研究所会同水利电力部、中国昆虫学会在湖

北沙市联合召开了“荆江大堤防治土栖白蚁现场会”。北京、上海和南方各省

的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等 74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了现场和展览会。会议还举行了土栖白蚁的防治经验及其

生物学特性和新技术的应用介绍等一系列专题报告会。草拟并通过了全国白蚁

防治研究规划的建议草案，各单位还根据规划进行了分工，组成了一条龙的全

国性的防治研究网。此次现场会是就解决白蚁问题而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全

国性会议。 

[1] 蔡邦华，科学报，92期，1960 年 5月 15日，第二版； 

[2]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关于白蚁防治研究工作的报告和建议与院领导的

批复意见》，案卷号：1960-03-004，永久。    

 

是年 8 月 28 日—10 月 27 日， 先生参与外事接待。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的邀请，英国昆虫学家兴顿来我国进行为期 2 个月的访问和讲学。兴顿

是我国解放后西方国家来访的第一位昆虫学家。在此期间，兴顿参观了昆虫研

究所的研究室、标本馆、图书馆，并分别做了“昆虫卵壳的结构和机能”等专

题学术报告 12 次，内容包括昆虫区系和生理、生态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兴

顿还介绍了英国昆虫学界情况，昆虫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年在维也纳召开

的第十一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情况。所长陈世骧，蔡邦华、朱弘复以及钦俊德等

参加接待。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所 1960 年接待英国昆虫学家兴顿博士的计

划与接待工作总结》，案卷号：1960-04-004，永久。 

 

                    1961 年，59 岁 

是年 5月 10日，昆虫研究所举行防治虫害和昆虫综合利用问题报告会。蔡

邦华、钦俊德分别作了“虫害防治的新发展”和“昆虫的综合利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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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详细介绍了几年来在化学、物理、机械、生物以及农业防治等方面的新

发展和新成就；并提出了今后根治虫害的十二点意见。  [1] 科学报，第 146期，

第一版， 1961 年 5月 19日。 

 

是年，先生发表：害虫根治策略的商讨。《文汇报》1961，5,4；《遗传问

题讨论集》1961:171-177，复旦大学。 

 

             1962 年，60 岁 

是年 1 月 1 日， 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根据精简机构和集中力量、

突出重点的精神，经国家科委批准，将昆虫研究所并入动物研究所，合并后的

研究所名称仍称为动物研究所，所长陈世骧，所址：海淀中关村。动物研究所文

书档案，《动物研究所与昆虫所合并及干部任免和所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案卷

号：1962-01-001，永久。 

 

是年 6月 9日， 经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批准：陈世骧任动 

物研究所所长，高墨华、蔡邦华、朱弘复、王鹤坪、寿振黄、张致一任副所长。

免去童第周兼任动物研究所所长职务；免去高墨华、蔡邦华、朱弘复昆虫研究

所副所长职务。 

与此同时，院务常务会议批准动物研究所所务委员会组成人选名单：陈世

骧  高墨华  蔡邦华  朱弘复   孟学荣  刘矫非  李震楠  寿振黄  张致一  秉  志  刘

崇乐  沈嘉瑞   郑作新  张春霖  马世骏  钦俊德  郑国章  龚坤元  王振江  王鹤坪

（1964 年 2 月 22 日，因工作调动免去该职务）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与昆虫所合并及干部任免和所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的通知》案卷号：1962-01-001，永久。 

 

是年，先生与殷惠芬、黄复生发表：小蠹科分类系统的修订和我国产两新

种的记述（小蠹研究之一）。《昆虫学报》，1962,11（增刊）：1-18. 

是年，先生与刘友樵发表：中国松毛虫属的研究及新种记述。《昆虫学报》

1962,11（3）：237-252. 

是年 8 月 9 日， 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任命下列人员为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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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副主任： 

沈嘉瑞任无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 

蔡邦华兼任昆虫分类形态研究室主任； 

郑作新任脊椎动物分类研究室主任，张春霖任副主任； 

刘崇乐任昆虫资源研究室主任； 

秉志任实验形态研究室主任（以下略） 

 

是年11月，先生参加中国昆虫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在广州召开的学术年会。  

 

1963年，61岁 

是年4月19日，先生参加国家科委林业研究项目及重点研究任务：“重大

农林害虫的数量变动、发生预测及繁殖控制（东亚飞蝗、粘虫、蚜虫、蓟马、

松毛虫等）”的制定。所文书档案，《中科院京区研究所1963年主持农业研究项目和

承担国家科委与农业有关的研究项目》，案卷号：1963-03-005，永久。 

 

是年，先生和陈宁生发表： 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昆虫学报》1963,12

（2）：167-198. 

                          

1964年，62岁 

是年3月23日，先生在十年生物学规划中主持并承担以下研究项目：1964

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联合下发1963—

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研究任务通知书。在承担十年生物学规划中，由动

物研究所负责主持的中心问题有8项，负责并承担的研究项目有18项 ，它们是： 

1．基 6-001 动物分类（中心问题主持人：陈世骧）： 

(1)动物区系调查及动物志编写（项目负责人：蔡邦华）； 

(2)动物分布与动物地理区划（项目负责人：郑作新）； 

(3)种下分类近缘种分类和物种形成（项目负责人：蔡邦华）。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主持并承担十年生物学规划研究任务中的中心

问题及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研究任务的通知书》，案卷号：1964-03-005，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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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8月 22日，蔡邦华参加北京大型国际科学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 

蔡邦华、周明牂、林郁、张若芷、杨惟义共同发表中国水稻三化螟防治研究的进展。 

植保学报3（4）：325-332（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报告） 

并接待外宾到所参观。陈世骧所长向外宾介绍了动物研究所概况，后按英、

法语分成两组分别由陈世骧所长和蔡邦华副所长陪同按不同路线参观了各研究

室、标本室和同位素实验室，并与外宾座谈。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

1964年接待北京科学讨论会外宾来所参观的请示与批复及接待工作总结》，案卷号：

1964-04-002，永久。 

 

是年，先生和陈宁生发表：《中国经济昆虫志  第八册 等翅目 白蚁》，

科学出版社，1964年11月。[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卡片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

[2] 《动物研究所图书目录》，动物研究所图书馆。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华北稻区灰稻虱的研究。昆虫学报 1964,13

（4）：552-571 

 

                    1965 年，63 岁 

是年 3月，先生参加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异常虫情”调查。[1] 王林瑶，

《冰雪上的疑案》，动物研究所所刊，第七期，2003年。[2] 陈永林，《动物研究所所史

补充材料——异常虫情专题资料》，2004年。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中国锉小蠹属的二新种（小蠹研究之六）。

《动物分类学报》，1965,2（2）：121-124.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发表：松毛虫的种间杂交及杂种生物学的初步观察。

《昆虫学报》1965,14（4）：347-359. 

 

是年，先生与殷惠芬发表：中国四小蠹属的研究及新种记述（小蠹研究之

七）。《动物分类学报》1965,2（4）：32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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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1971， 64-69 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各项工作停顿，作为“资产阶级权威”遭受批判，又因

以反对除四害和其它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为理由，受到隔离，批斗，农村劳动等

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先生坚信这是暂时的，一切终将过去。《自传》（手稿） 

 

                    1972 年，70 岁 

是年 9月 22日，《昆虫学报》复刊，先生继续担任该刊编委。  

 

1973 年～1976 年， 71-74 岁， 

是年 1月 25日，动物所恢复按学科建立研究室，先生担任昆虫分类区

系研究室主任；朱弘复、赵建铭任副主任。 

是年4月13日，《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人员调整，中国科学院同意

“中国动植物志编写工作会议”推荐的《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组成名

单（人员调整）： 

主  任：陈世骧 

副主任：刘承钊、陈心陶、朱弘复、郑作新 

常  委：郝桐生、蔡邦华、肖采瑜、钱燕文（兼秘书）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国科学院关于中国动物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和编写工

作会议纪要及动物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停刊、复刊的请示与批复》案卷号：1973-03-

003，永久。 

 

是年，先生发表《昆虫分类学（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

年。[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卡片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 《动物研究

所图书目录》，动物研究所图书馆。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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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与李桂祥发表：我国西沙群岛白蚁调查及新种描述。《昆虫

学报》，1976, 19（1）：94-100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发表： 中国松毛虫属及其近缘属的修订.《昆虫学

报》，1976,19（4）：443-454. 

 

1977年，75岁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李桂祥发表：中国散白蚁属及新亚属新种.《昆

虫学报》，1977,20（4）：465-475. 

 

1978 年，76 岁 

是年3月，先生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作为科学工作者责

无旁贷要参加这个新长征。《自传》（手稿） 

 

是年，先生与平正明、李桂祥发表：广西木鼻白蚁属四新种.《昆虫学报》，

1978,21（4）：429-436. 

 

是年10月18日，国务院批准并任命陈世骧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蔡

邦华、朱弘复、张致一、张皙毅、张新铭、马世骏任副所长。动物研究所文书档

案，《中科院关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正、副所长与中层干部的任职以及批准科研人员专

业技术职务晋升的通知》，案卷号：1978-05-001，永久。 

 

是年12月，中国昆虫学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全国除台湾外的29个省、

市、自治区134个单位的206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上全体代表为在“文革”

中含冤去世的刘崇乐、冯兰洲、陆近仁、杨惟义、何琦等教授默哀悼念。会议

收到论文667篇，除学术交流外，会议更新、增补了理事，理事会由原来的39

人（“文革”中去世9人）增补到73人。理事长：陈世骧；副理事长：朱弘复

（兼秘书长）、蒲蛰龙、赵善欢、蔡邦华、邹钟琳、吴福桢、柳支英、周明牂

等8人；副秘书长：龚坤元、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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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是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一次拨乱反正的代表大会，为今后

的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昆虫学会史上特别值得一

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标志着昆虫学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昆虫学

会四十年（简介），中国昆虫学会通讯，第4期，1984年5月。 

 

                 1979 年，77 岁 

是年 7月 31日  动物研究所科研与管理机构调整，调整后的研究室如下： 

成立 10个研究室和 1个编辑室： 

昆虫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蔡邦华）；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

郑作新）；无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主任：沈嘉瑞）；昆虫生态研究室

（主任：马世骏）（下略）。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国科学院关于筹建生态学研

究中心与筹备小组组成的通知和动物研究所机构调整的报告》，案卷号：1980-01-001，

永久；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关于公布 1979年职工定职定级和晋升专业技

术职务的通知》，案卷号：1979-05-002，永久。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黄复生发表：我国森林害虫“松毛虫”综合防治的 

实践及展望。昆虫学报 1979, 22（1）：45-52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西藏墨脱地区象白蚁属 Nasutitermes 新种描述。 

《昆虫学报》1979, 22（3）：336-342 

是年，先生发表：中国钝鄂白蚁属 Ahmaditermes 一新种。《动物分类学报》 

1979, 4（4）：416-418 

   

                            1980 年，78 岁 

是年《动物学集刊》创刊，该刊是动物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陈

世骧任首届主编，先生任该刊编委。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990 年年鉴》，案卷号：1990-01-004，永久。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湖南省散白蚁及其新种。《昆虫学报》1980, 23（3） 

：29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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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发表：害虫预测与昆虫分类学的关系。《昆虫知识》1980, 6（2） 

：37-41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中国白蚁。科学出版社，1980.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黄复生发表：森林害虫的综合防治。《林业病虫害

通讯》1980，2:1-5. 

是年，先生与侯陶谦发表：中国粘叶蛾科的新种。《昆虫分类学报》1980, 2 

（4）：257- 266 

先生发表：中国小蠹和钻蛀性害虫及其分布特性 陕西林业科技 1980,（1）：1-3 

 

是年 8月，以蔡邦华为团长，马世骏、钦俊德、熊尧等 10人为代表的中国 

昆虫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第 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先生做了学术 

报告：Recent trend of Forest Entom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V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ntomology. Kyoto, Japan 3-9. Aug. 1980. 

该会议是国际昆虫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会议，每 4 年召开一次，我国在

1932 年蔡邦华、陈世骧、徐荫祺、杨惟义曾参加过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在

1956 年派朱弘复等 4 人赴加拿大参加过第 10 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其后各届都

未有中国昆虫学家参加，从 16 届大会起，中国昆虫学会便成为国际昆虫学界的

一个活跃分子，其学术地位也开始受到重视。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

1980 年出席国际会议的请示、批复和总结》，案卷号：1980-04-002，永久。 

 

是年在日本，先生发表：On the distribution and inju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Genus  

Dendroctonus Erickson   (Tam Scolytidac) proc. Afles-congress Meeting, Int. congress of 

Entomology, Aug. 11, 1980, at Foret and Forest, Prod, Research Inst.Tsukulsa, Japan 

 

                     1981 年，79 岁 

是年，先生发表：中国土白蚁及其新种。《动物学集刊》1981, （1）：31-33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昆虫等翅目鼻白蚁科、白蚁科。《西藏昆虫》 

1981, （1）：1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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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22日，动物所为了加强对招收研究生工作的领导，所长会议研究

决定：成立动物研究所招生委员会（相当于学位委员会）。主任：蔡邦华，副

主任：邓国藩、陈永林；委员：朱弘复、张致一、钦俊德等（下略）动物研究所

文书档案，《动物研究所1981年所长办公会议纪要》，案卷号：1981-01-001，43-44，永

久。 

 

是年 3月在云南昆明召开了“森林害虫综合治理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蔡邦

华作了题为“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上的几个问题”的重要发言，是生前最后一次

的大会发言。人民日报 1981.03.27 

 

是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动物研究所为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批准动物研究所在动物学、昆虫学、生态学、生理学等四个专业可以招收和授

予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动物学、昆虫学、生态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等五个

专业可以招收和授予硕士学位研究生。批准动物研究所朱弘复、陈世骧、陈德

明（兼职）、钦俊德、蔡邦华为昆虫学首批博士学位指导教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公报，第40-41页，107页，1981年，第三号，11月15日。 

 

是年，先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 年，80 岁 

4月，参加浙江大学校庆活动。 

   是年，先生与黄复生发表：棒鼻白蚁的分布及其新亚种。昆虫学报 1982, 25

（3）：306-310 

1983 年，81 岁 

是年.先生发表：《昆虫分类学》(下册)，科学出版社，1983. 

是年 8月 8日，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 

是年 8月 13日，蔡邦华同志治丧委员会发表讣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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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副所长蔡邦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

十五时四十五分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兹定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在北京医院

举行向蔡邦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蔡邦华同志治丧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           

 

 

 

 

是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揭载： 

           “ 著名昆虫学家和教育家蔡邦华逝世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昆虫学家和教育家蔡邦华，因

患心肌梗塞医治无效，8 月 8 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 81岁。 

    蔡邦华为我国昆虫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一贯主张科学

研究要与国家建设和生产结合起来，并且身体力行，长期研究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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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松毛虫、白蚁等严重危害农林生产的害虫，探索它们的生态

规律和危害习性，寻求科学防治这些害虫的方法。数十年中，他写

过 11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过《昆虫分类学》、《中国白蚁经济昆

虫志》等四部专著。他积极主张少用农药，采取综合措施防治农林

害虫，倡导保护生态平衡。 

    蔡邦华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

他长期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临终前几天还叮嘱妻子和儿女，要继续

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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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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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的成功实践 

王祖望     黄复生 ※ 

       蔡先生离开动物研究所已有 30 个年头，但他留给动物所的“学以致用” 

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当今动物研究所的重要治学精神和研

究风格而代代相传。 

蔡先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从浙江大学农学院调到中国科学院原昆虫研究

所任副所长，创建森林昆虫研究室并兼任主任，是年先生 51 岁，正值精力最充

沛，学术思想最活跃之时，在原昆虫研究所（1962 年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合并改称动物研究所，下同）一干就是 30 年，尽管其间经历了各种“运动”和

“文革”的干扰，但先生仍以过人的智慧、坚毅不拔的品格，在原昆虫研究所

和动物研究所这一研究平台上得以充分展示，并达到其学术研究的巅峰。先生

在动物研究所期间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积极推动我国森林昆虫学的学科建设，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蔡先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调到中国科学院原昆虫研究所后，一直倾注

全力，从事中国森林昆虫学的学科建设，他从收集我国森林昆虫标本等基础资

料入手，培养和引进人才，根据国家的需求，以任务带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

提出相应的研究计划，及长远的学科发展规划。 

（一）倡导在全国不同类型林区，广泛采集昆虫标本，为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森林昆虫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以身作则，不怕艰苦，先后深入

云南、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等地区的不同林区，采集了大量森林昆 

虫标本，对于一些重要森林害虫不但要收集标本，还要饲养，观察其生活史， 
由此获得了森林昆虫第一手信息，为研究森林昆虫学，尤其是对一些重要森林 

                                                 
※ 王祖望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和中

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兽类学报主编。曾相继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

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黄复生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分类室主任。

1957－1962 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蔡邦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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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的防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先生当年的倡导及其实践，已极大地丰富了

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收藏内容，为上世纪 90 年代后，在我国开展动物生物多样

性研究，动物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应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开展珍稀昆

虫类群系统发育，探讨其起源与地理扩散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许是

先生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二）为基层森林保护工作者编撰实用、精确的工具书，以促进学科的发

展：上世纪 50 年代，蔡先生主持编撰了《中国森林害虫图志》，这是我国首次

面向基层森林保护工作者，提供包括我国主要森林害虫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

寄主植物、分布区域、危害特点和防治方法，尤为可贵的是，该书有 50%以上

的种类记载了具体的生活史图表。其中还包括了 20 多种重要种类不同虫期（卵、

幼虫、蛹、成虫）及其被害状态的彩图，便于使用者核对，为我国基层森林保

护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实用性很强的，能精确的鉴别害虫种类的鉴定手册。 

（三）以任务带动学科发展，积极开展我国林业害虫综合防治的研究：蔡

先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对严重危害我国松树生长的松毛虫，开展了深入

研究。当时其危害已逐步扩大，并在各地形成大发生之势，先生为了准确地查

明该害虫的发生规律，提出在自然的条件下，深入松树林区调查，并要求用综

合的方法分析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先生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原理，根据松毛

虫数量变动，提出松毛虫发生有一个“虫源地”的观点。此后经过长期、深入

的野外观察，先生于 1960 年正式提出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新概念，指明松毛

虫由“发生基地”向四周扩散，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扩散至整个松树林，导

致爆发性灾害。先生的上述观点，此后在山东的昆仑山、牙山、崂山各大林区

松毛虫发生规律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在松毛虫大发

生防治的过程中，发现滥用六六六杀虫剂，不仅导致松毛虫抗药性的提高，还

使松树林内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显著减少，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尴

尬局面。为此，先生向林业管理部门及生产部门大声疾呼：加强经营管理，改

造“发生基地”的生态环境，提倡营造混交林等措施，发挥“生物潜能”，促

进自然界的自控能力，借以控制松毛虫的大量发生。先生的建议受到林业部门

的赞赏，并多次安排先生在全国松毛虫防治经验交流会议上宣讲，先生与诸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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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还就松毛虫防治这一专题，发表 10 余部（篇）论著，影响遍及全国，极大地

推动辽松毛虫的科学防治，抑制了滥用有机氯农药的弊端，呼吁保护环境，保

护生态平衡，从而大大促进了松毛虫生态学的研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他提

出采用生物防治的新思路，与刘崇乐先生合作在成都召开松毛虫综合治理学术

研讨会，在全国各大林区推广采用苏云金杆菌和寄生蜂等手段防治松毛虫，并

取得了成功。 

（四）积极培养年青学者，使我国森林昆虫研究后继有人：由于极左路线

的干扰，研究生只招了一届，但蔡先生十分重视培养新来所工作的年青学者，

尤其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年轻人，他倡导年青人要“学以致用”，在承担各

种调查和科研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在他的谆谆诱导下，一批学术基础扎

实，热爱昆虫专业的中青年学者，如陈宁生、杨有乾、李兆麟、黄旭昌、殷惠

芬、侯陶谦、黄复生等成长起来，成为我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接班人。此外，

于上世纪 50 年代，蔡先生兼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主讲昆虫分类学，培养了

一批昆虫学专门人才。 

二、积极开展白蚁分类学与防治的研究：众所周知，白蚁是世界性害虫，

在我国南方各省分布甚广，严重危害房舍及堤坝。据历史记载“1935 年，荆江

大堤溃坝，就淹没江汉平原良田 716 万亩，受灾 312 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 4

万人。”又据调查“仅湖北省境内，堤防就有 9 千至 1 万公里，都受到土栖白

蚁的威胁。”为了保障堤岸工程的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开展大规

模的防治研究，彻底消灭白蚁危害。蔡先生急国家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在

上世纪 60 年代，他将研究重点转向白蚁。他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着手，

对我国各省所发生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

亲临荆江大堤现场，完成黑翅大白蚁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的研究，并提出消

灭荆江大白蚁的有效方案。1960 年，昆虫研究所会同水利电力部、中国昆虫学

会在湖北沙市联合召开了“荆江大堤防治土白蚁现场会”。北京、上海和南方

各省的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等 74 各单位代表参加会议。先

生在会上作了“土栖白蚁的防治及其生物学特性”的主题报告。此后先生潜心

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1963）、《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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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964）、《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及其发展》（1965）、《西藏察隅

地区白蚁一新种》（1975）、《中国的散白蚁调查及新种描述》（1977）、

《广西术白蚁属 4 新种》（1978）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主持

编写了《中国动物志·等翅目》等专著。当时在中国已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

半数为蔡先生等定的新种。在我国白蚁普查、分类学研究鼎盛时期，他一再告

诫：白蚁分类和新阶元的建立，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切不可“求多”、

“求新”，多定物种，以免给后人增加麻烦！ 

三、积极开展昆虫分类学的基础研究： 

蔡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动物研究所期间，

他除了重点研究过松毛虫和白蚁外，还对另一类森林重要害虫：鞘翅目小蠹科

的大小蠹类 Dendroctonus spp.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如在上世纪 50 年代，在陕西

发现一种大小蠹，为害华山松十分严重，这种大小蠹与云杉大小蠹完全不同，

蔡先生经过反复研究后，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并命名为华山松大小蠹

Dendroctonus armandi Tsai et Li.，他的发现得到了国际相关学者的认同。该论文

发表后，曾在昆虫学界引起轰动。此后，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先后出版了

《中国经济昆虫志·鞘翅目 小蠹科》第 29 册，《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等翅

目》第 17 卷。 

四、蔡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教育家，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倾

注其毕生的心血，编撰了《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三册。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系统地阐明昆虫分类学的意义、目的和内容：该书一经出版，就受

到昆虫学界广泛重视，被公认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昆虫分类学教科书。南开大

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五所高校合编的昆虫学教材

中，就积极采用了蔡先生的昆虫分类系统。 

（二）内容系统详尽，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别具一格：全书对 34 个目

的种类、分布及在系统分类上的位置以及各目昆虫外部形态、内部解剖特征、

生活史等都有说明，列有科（属或种）的检索表。让读者能因循渐进，掌握其

要领。尤为可贵的是，蔡先生将其对松毛虫分类的研究成果引入书中，不仅丰

富了教科书的内容，还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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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分类学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昆虫不同种类分类学基础知

识的介绍中，常列入“我国重要属（种）”、“我国产举例”等标目，将我国

重要害虫、经济种类加以介绍并引入新成果。如纹翅小蜂科中赤眼蜂，是我国

农业害虫的重要天敌，但不同种类，产生的效果不同，识别其分类特征，十分

重要。书中附有我国产赤眼蜂分种检索表，并附有相应赤眼蜂雄性外生殖器图，

便于读者参考。又如等翅目白蚁，是我国南方破坏力极大的害虫。书中对白蚁

类型、多态现象的缘由，栖息环境、生态为害以及防治方法等均作详细介绍。 

总之，《昆虫分类学》一书，反映了蔡先生毕生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

对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责任心，该书虽然在上世纪 50-80 年代出版，难免会留下

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作者渊博的学识、独居匠心的创新精神，将永存于我

国昆虫学界。 

五、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者和改革的促进者：蔡先生在上世纪 50-80

年代，曾历任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在研究所内他协助陈世骧所长做好研究所的学术管理和研究生培养等

工作。在那特殊的年代，科技工作鲜有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蔡先生作为我国

著名昆虫学家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曾两次受中国科学院和昆虫学会之派遣出

国作短暂的访问。第一次是 1956 年 8 月 16 日至 10 月 14 日，应中国科学院之

命，执行中罗文化协定，赴罗马尼亚作昆虫专业访问，并顺访前苏联。在不足

3 个月的访问期间，蔡先生目视、耳听、手记，甚至“不辞劳苦，抱着万里求

师的热忱，鼓足勇气，踏雪探询”，时间虽短，竟能满载而归，于次年，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在这本“访问记”中，

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的有以下三点： 

（一）蔡先生虽然是昆虫学家，他也关注麻雀的益害问题，在“访问记”

中，他详细记载了罗马尼亚科学家对欧洲麻雀（Passer montanus montanus）进

行胃分析的结果，附有食物种类和百分率；另附有“欧洲麻雀食虫分析图，

“麻雀在罗马尼亚的情形：4-8 月间主要吃虫，9-12 月间主要吃谷类，就中尤以

4-5 月间殆 100%是以昆虫为生时期，因此他们到目下为止，是不主张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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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详细了解美国白蛾侵入东欧的过程及其严重后果和防治的经验教训，

他在“访问记”中详细记叙了美国白蛾 1940 年通过海运侵入匈牙利布达佩斯，

当时未能及时消灭，到了 1947 年感染区域已达匈牙利半壁江山。“访问记”还

附有美国白蛾雌雄图及植物被害状，指出：“美国白蛾已侵入苏联和日本，所

以大有可能再侵入中国。必须高度警觉，严格检疫，否则对于中国的养蚕业和

果园森林事业的影响一定很大”。 

（三）对改进选派留学生和研究生的建议：蔡先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在

访问罗马尼亚和苏联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与国内派出的留学生、研究生交谈，

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在“访问记”中，他专设一节，详细陈述了他

“对于选派留学生和研究生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他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1）应按国家需要作有计划的选派，留学生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应同

样重视，因此主张用考试制度，再经严格审查，才能达到此项目的。 

（2）选派的标准至少要大学毕业后有两年以上工作和研究经验的，尤其要

争取选派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分子出国实习或考察，考察人选以国内的教授、

副教授或研究员、副研究员最为合适。 

（3）除特殊学科外，不必再派普通学生出国作大学生了，大学毕业后亦不

应即时出国，至少应在国内工作两年以上，最好能派有独立研究能力的人出国

进修，总的精神，要尽量提高质量。 

（4）除特殊情形外，派大批青年学生出国进大学是最不经济的办法，相反

地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可适当地物色国外专家来我国担任正式教授，

指导研究，这种专家，除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外，资本主义国家如有适当人选

亦可物色。 

改革开放后的 1980 年，蔡先生受中国科学院和昆虫学会的委托，以中国科

学院代表团团长身份，于 1980 年 8 月，率团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 16 届国

际昆虫学会议。他在会议结束后撰写的“情况汇报”一文中，对于国家长期处

于“闭门锁国”与国外隔绝，所造成种种落后状况，内心十分焦虑。为此，他

秉笔直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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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报告必须重视学术水平，同时也要注意表达方式，如论文印刷、

图片、幻灯片制作、照片、表格等，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今后应

加以重视和改进； 

（2）要重视国土的绿化工作,日本森林覆盖率，占全国面积 68%，我国仅

占 12.7%，差异十分显著，我国大部分地区，荒地遍野，飞尘满天，他们一般

是郁郁葱葱，山青水秀。究其原因是日本政府对林学及林产研究与农业科学研

究所同样受到重视，国家对科学研究是不惜工本的投资，对科学仪器设备采取

了近乎“浪费”的政策。 

（3）建议筹建一个可以容纳 3000 人的国际会馆，以便到 2000 年代，国际

大型科学会议来中国举行。 

（4）采取具体措施，奖励出国进修人员，鼓励国外华裔学者回国，协助办

理科学事业。 

（5）为了促进四化，希望大力加强建设中国科学院、科技博物馆和自然历

史博物馆及综合性大学。换言之，希望国家大力增加科教经费，促进四化建设。 

在此，我们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当年以“拳拳之心”提出一系列建议，

均已实现，如 1992 年，由动物所主办了第 19 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会议就在先

生建议筹建的国际会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参加会议代表多达 3000 人，

盛况空前。又如先生建议加强建设中国科学院及自然历史博物馆，一座现代化

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已耸立在现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新址的大院内，每

年接待大批参观者，承担着现代动物学科学知识普及的重任。 

欣逢蔡邦华先生 110 年诞辰纪念日之际，我们以此文表达动物研究所全体

同仁对蔡先生的无限感佩、无限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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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分类学》是蔡邦华对我国昆虫学事

业的重大贡献 

蔡晓明 ※

蔡邦华院士以严谨、创新的治学态度和执着坚毅的精神，编著出版了《昆

虫分类学》（1956 年~1985 年）上、中、下册 110 多万字的巨著。阐明了分类

学的理论，建立了昆虫分类的新系统。在纪念蔡邦华院士诞辰 110 周年之际，

我们要学习他推陈出新的创业精神、求实探索的治学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创建了昆虫分类学新系统 
 

        蔡老数十年来总览世界昆虫学发展历程和学科前沿，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

富的经历审视了中外昆虫分类学的重要著作，吸收世界顶尖科学家之长，经过

长期研究、推敲，比较了当时世界 19 部名著。概括出昆虫纲中各类昆虫间的亲

缘关系，经过研究和梳理，将一个纷杂的昆虫分类体系，构建成了一个清晰、

简洁、完整的新系统——二亚纲、三大类、十部和三十四目。这是蔡老辛勤耕

耘和研究的重大成果 

蔡老认为翅和变态是昆虫进化的重要标志，在亲缘关系方面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昆虫是无脊椎动物中唯一具有翅的动物。翅的出现使昆虫的地面活动扩

大到了空中。翅的出现便于觅食，逃避敌害和利于繁衍。况且翅的有无、质地、

脉相、对数、发达程度和覆被物等都是分类的依据。为此，蔡老既没有采用 3

个亚纲（Ross,1948）、4 个亚纲（Sharp,1895），也没有参用 5 个亚纲

（Weber,1938）和 6 个亚纲（Wbahbuy，1949）的分类系统。蔡老以原始翅为

依据，将昆虫纲分为无翅亚纲（原始无翅的昆虫）和有翅亚纲（原始具翅的昆

虫）。变态是指昆虫从卵发育到成虫的过程，要经过一系列内部构造和外部形

                                                 
※蔡晓明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兼职教授十余年。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及其生态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88 
 

态的阶段性变化。蔡老没有采用表变态、增变态和半变态等过细的划分，采用

了三大变态类型：1 无变态，生命周期中不经变态的昆虫类群；2 不完全变态，

昆虫一生经过卵、若虫（或稚虫）和成虫三个虫态；3 全变态，经历卵、幼虫、

蛹和成虫四个不同虫态。在此基础上，蔡老在介于纲和科之间的阶元，目

（Order）和部（Cohot）进行了亲缘关系的分析。昆虫已成为动物界中种类最

多的动物，当时一般均认为约有 100 万种之多。各学者对其分目提出了不同主

张。有 17 个目（Brauer,1885）、21 个目（Sharp,1895）、28 个目（Crampton，

1935，Ross，1948）32 个目（Weber,1949），还有高达 40 个目

（Wardle,1936）。蔡老以亲缘关系为主轴，将全部昆虫确立了 34 个目（古生

昆虫除外）10 部的形式。从高到低的四级序列，即两个亚纲（无翅亚纲和有翅

亚纲）；三大类（无变态类、不完全变态类和全变态类）；十部（原尾部、蜻

蜓部、蜉蝣部、蜚蠊部、直翅部、半翅部、鞘翅部、脉翅部、长翅部、和膜翅

目）和三十四个目（古生昆虫除外）的分类系统。 

这是我国昆虫分类学上的创举。新的系统一经提出，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首先积极参考使用，并将该书推荐

为主要参考书。该书以科学的进化法则为依据，简明和基本为特征，利于读者

学习掌握，有利于促进祖国昆虫区系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

平。 

 
 极大提升了我国昆虫分类学水平 
 

全书内容丰富，昆虫种类、分布、特征等都有简要说明并列有目、总科、

亚科以及属（或种）的检索表等。全书各处都有大大小小检索表，给读者学习

和应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书中特设[研究史略]简介了分类系统中各个目的起

源、形成和发展，并介绍了隶属关系的变动和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差异。这对

读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引导。 

生物分类学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进化是普遍

的生物学现象，物种是进化的标志，是分类学的基本单元。不同物种有不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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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生态系统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分类方法是采用模式标本概念，以个体作为分类单元。过去发表的

100 多万种昆虫和现在每年发表几千种昆虫新种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概念的产

物。然而，蔡老在深入研究中发现该模式似乎缺乏时空和进化概念。随着物种

概念的发展，分类工作进入到种群（又称群体）及其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

的模式概念。以丰富个体的种群样品作为分类单元，改变了过去纯粹模式个体

形态的分类概念，分类的质和量都有大提高。 

上世纪 50 年代，蔡老研究松毛虫分类时，也是以雄蛾生殖器作为特征以区

别于其它物种。可是实际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形态变化太多、在野外调查中

发现了松毛虫虫源基地的基础上，在一般形态差异外，其幼虫有不同食性、色

泽变化，食量也明显不同。他在不断探索中，将昆虫分类工作在一般形态基础

上，进而与发生地气候、地域、生态、生化等因子结合。在查明我国松毛虫种

类具有约 80 个种（亚种）后，经过艰苦实践，又陆续发现 20 个新种和新亚种，

有：油松毛虫 D.tabulaeformis Tsai et Liu、德昌松毛虫 D.punctatus techangensis 

Tsai et Liu、文山松毛虫 D.punctatus wenshanensis Tsai et Liu、 赭色松毛虫

D.kikuchii chraceus Tsai et Liu、 西昌松毛虫 D. xichangensis Tsai et Liu、高山松

毛虫 D.densatae Tsai et Liu、康定松毛虫 D.densatae  kangtingensis Tsai et Liu、

喜马拉雅松毛虫 D.himalayanus Tsai et Liu、 峨眉松毛虫 D.omeiensis Tsai et Liu

等（引自中册：219~223 页）。其中危害严重的 6 种：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

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注：蔡老定新种（亚种）

等有关数据，均引自黄复生有关文章及私人通讯。] 

蔡老对鞘翅目小蠹的分类中亦发现我国产多毛边小蠹虫雄性生殖器就有许

多变异。这时，他们离开标本室来到实验室开展了解剖小蠹虫前胃的工作。对

其内部构造和所含物进行认真辨识和分析。并到小兴安岭、长白山以及西南林

区调查研究。在现场有许多新的发现，如不同小蠹的生态位和凝脂等的特异性

给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信息。华山松大小蠹 Dendroctonus armand Tsai et Liu、

和华山松梢小蠹 Cryphalus lipingensis Tsai et Liu 等的新种被发现。我国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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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多种小蠹中，有 100 种是蔡老和黄复生、李兆麟、殷惠芬等合作定名的新

种。 

等翅目白蚁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害虫，破坏力很大。广东人称它为

“无牙老虎”。上世纪 60 年代后，蔡老集中很长时间对白蚁进行了研究。对白

蚁类型、多态现象的缘由、栖息环境和生态危害等都做了深入讨论。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对建筑物、土壤消毒以及搜索蚁巢等 10 余条防治方法。蔡老与陈宁生

合作编著了《中国经济昆虫志》（1964）第八册，等翅目白蚁，后来又与黄复

生合作编写了《中国白蚁》（1980）。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白蚁种类只

记载过 26 种，其中有些可能还是同物异名。蔡老等从 1954 年开始系统调查研

究白蚁种类，经过艰辛努力，到 1980 年为止查明全国白蚁分布种类 94 种，其

中近半数是蔡老等定的新种，如黑额叶白蚁 Lobitermes nigrfrons Tsai et Chen、

金平树白蚁 Glyptotermes chinpingensis Tsai et Chen、海南散白蚁

Retculitermes(p.)hainanensis Tsai et Huang、高要散白蚁 R.(p.)gaoyaoensis Tsai et 

Li、湖南散白蚁 R.(p.)hunanensis Tsai et Peng、短盖木鼻白蚁 Stylotermes valvules 

Tsai et Ping、中国钝颚白蚁 Ahmaditermes simensis Tsai et Huang、角头象白蚁

Nasutitermes deltocephalus Tsai et Chen、黑脱象白蚁 N.medoensis Tsai et Huang、

西藏象白蚁 N.tibetanus Tsai et Huang、亚藏象白蚁 N.subtbetanus Tsai et Huang

等。  

蔡老先后对等翅目、直翅目、同翅目、鞘翅目、鳞翅目等 5 个科目的分类

学研究研究增添了 150 个新种及一些新属、新亚属、新种团和新亚种）。令世

人瞩目。 

奉献的人生是崇高的人生。直到晚年，蔡老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分子遗传

学，企求在不同时空结合中追求昆虫分类的新视角。 

蔡老对昆虫分类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新观点，有的已列入我国学

科发展规划中。他所发表的真知灼见，是推动我国昆虫分类学工作前进的巨大

力量。然而，受到当时国内情况及其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并不容易实现，

有的也许是不成熟的。但是，这是他对祖国科学事业探索的一份宝贵遗产和奉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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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奠定了中国昆虫分类学在世界上的位置 
 

旧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昆虫分类学基础薄弱。据估计中国昆虫种类中由外

国人命名的约占 95%，由中国人自己命名的仅约占 5%。我国昆虫种类大约不

少于 10~15 万种，其中 80%以上属于未知数。蔡老在年青时就开始了昆虫分类

学的创建工作，他每每见到世界各国用各国不同文字记载的昆虫分类学较多。

就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著作时，内心深受刺激，以自己微薄之力期盼我

国昆虫分类学能早日列入世界昆虫分类学行列。为此，他肩负重任，不畏艰辛，

数十年如一日，完成了蔡氏《昆虫分类学》一书，成为—关键性著作。 

1、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蔡老一生好学深思，源于对祖国的无限深情，置身于祖国怀抱，他深深地

爱上这片土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将

《昆虫分类学》植根于这片古老的沃土之上。他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决策：“多

样用本国产昆虫材料，尤其注意与经济有密切关系的种类，服务于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这是本书显著特点。纹翅小蜂科是一种微小的卵寄生蜂。广布于世

界，已知有 40 多属，200 多余种。赤眼蜂科赤眼蜂属 Trichogramma 是我国玉米

螟、二化螟、稻纵卷叶螟、松毛虫和稻苞虫等许多重要害虫的天敌。我国广大

地区已采用繁蜂治虫。赤眼蜂种的不同，寄主不同，寄生的效果不同。识别分

类又是难题，对此，蔡老及时介绍庞雄飞、陈泰鲁（1974）在应用外生殖器特

征，所记述的赤眼蜂属 12 种赤眼蜂雄性外生殖器图，（下册图 34—13）及其

检索表。积极推进我国生物防治工作。 

蔡老在钻研理论的同时，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探访了许多虫源地、掌

握着大量鲜活而丰富的数据和资料。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贯彻

全书。为了使分类种群、科目的地域性更广泛，更全面，蔡氏的分类涵盖了我

国从南到北，从寒温带到亚热带、热带的所有地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老对

台湾昆虫分类的重视。蔡老将年轻时在台湾的实践、调查和掌握的知识与自己

在台湾担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工作所取得的所有资料、结论系统梳理、研究，

结合当代学术观点进行整合。对台湾昆虫的分布，治虫方法和经验作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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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突出关注台湾产的特有和稀有昆虫品种，是很自然的。书中甚至将家白

蚁最早的记录出于台湾，这样历史记载也收入书中，加以重视。全书凝聚着作

者对台湾的特殊视角。除专业性，学术性之外，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蔡老热爱

祖国宝岛的强烈爱国情怀。 

书中各目、总科、科、亚科、属和种都有[我国产举例]、[经济关系]等等。

各章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更为可贵的是每章有分类的系统、检索

表、还有[释名]、[考证]、[特征]、[研究史略]以及对某词的释义。并广征博引，

如将李时珍对白蚁的表述引入书中：“白蚁即蚁之白者，一名螱，一名飞螘

（同蚁）。”读者从中得知螱即白蚁，如此等等，普及了昆虫分类知识，也极

大地促进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2、 把祖国分类事业推向世界学科之巅 

蔡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其旺盛活力之所在。他逐一走访了我国当代一流

名家：朱弘复、忻介六、周尧、胡经甫、陈世驤、徐荫祺、邹钟琳、赵修复、

刘崇乐和肖采瑜等，诸教授分头审阅，并根据他们意见作了修正和补充，形成

这部著作。使之真正成为我国当代最高水平，概括全面的系统专著，也是走向

世界的基础性著作。 

3、 人才培养是发展我国分类事业的重要环节 

在呼吁国家重视培养人才的同时，蔡老身体力行。在浙江大学时，尽管身

为农学院院长，其他社会工作繁忙，仍挤出时间，为植物病虫害系上课。50 年

代上调北京昆虫所后，仍在北京大学讲昆虫分类课和带研究生。 

蔡老在序言中提出了从事昆虫分类人才应具备的条件和对他们提出业务要求。

他一再强调: 

A 昆虫分类人才的特殊性。要培养多语种人才。“对各国文字，尤有加强学

习的必要。通用于记载分类的文字为英、德、法、意和拉丁文，还有俄文、日

文与我国有较密切的关系，在研究昆虫分类时，有通晓的必要。” 

B 野外调研，标本的采集、制作都十分重要。蔡老年近六旬，还深入长白山

和小兴安岭原始林内，穿林海、跨塔头（指东北沼泽甸子）、睡通铺，不辞艰 

辛，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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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绘图在昆虫分类工作中也很重要，既要有绘画技巧，也要有基本功。书中有

许多蔡老原图，给人以启迪。 

                   
图 1、竹蝗（Ceracris kiangsu Tsai）A.全形，       图 2，竹节虫（Phraortes confucius） 

B.头胸部背面观，C.雄腹端侧观。 
 
其中图 1，竹蝗（Ceracris kiangsu Tsai）是蔡老最早的一幅，分类特征明显，

形态端正；图 2，竹节虫（Phraortes confucius）触角丝状，雌雄特征简而明； 

 

           

图 3，地鼈（Polyphaga plancyi）       图 4，斑灶马（Diestrammene marmorata） 
 
图 3，地鼈（Polyphaga plancyi），a.雌虫只绘了一半。因为昆虫均是两侧对称

的，节省时间，只绘左边即可，（读者可模仿）。b.雄虫，整个图生动细致；图

4，斑灶马（Diestrammene marmorata），一个整体而生动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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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两种蝽蟓：                          图 7， 土垅大白蚁（Macrotermes annadalei） 
柑桔棘蝽（Rhynchocoris humeralis）， 

棉红蝽（Dysdercus megalopygus）。            蔡邦华先生绘制的昆虫图 

 

图 5、6、，两种蝽蟓：柑桔棘蝽（Rhynchocoris humeralis），棉红蝽

（Dysdercus megalopygus）。不仅描绘出异翅目昆虫特征，对于种的特征也十

分明确、清晰可见；图 7，土垅大白蚁（Macrotermes annadalei）是一个野外调

查的新发现。1954 年 5 月的一天，蔡老来到广西边远的龙州地区，在林区发现

土垅大白蚁成群列队的工蚁，每一工蚁衘取叶片小块行往巢内，两侧有兵蚁守

卫以防外敌入侵。此乃白蚁生物学、生态学的特征。国内首次报道。看到的此

情此景多么生动、可贵！ 

《昆虫分类学》是蔡邦华院士数十年艰辛研究的成果之一。全书系统框架、

思想视角、文字内容等、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中国独具的特点。《昆虫分类学》

称得上是我国昆虫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蔡老也无愧于当代中国昆虫学家和教

育家这一称号。 

在我协助蔡老完成《昆虫分类学》下册出版工作的三年中，他那勇于探索

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晚年只争朝夕、老骥伏枥的坚毅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

们后辈。 

 

后记: 

在完成“《昆虫分类学》是蔡邦华对我国昆虫分类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一文，

交稿后，我就病倒住院了。住院中不断思考蔡老《昆虫分类学》出版前后的许

多轶事，数十年间蔡老对我的关心和教导，久久不能释怀。对于《昆虫分类学》

的编写工作，蔡老十分重视。我在协助蔡老完成下册的编著过程中，许多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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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抄写了多遍才得以通过。在书稿内容编写完成后，他却没有联系出版社出版。

原来，他还要在书后加写中、英名词分类索引。这项工作在当时没有电脑的情

况下是十分繁重的，为此蔡老十分踌躇。 

我当时兼任北京大学分校生物系主任，校内外事务繁忙，在帮助整理好索

引条目后，找了两名同学帮助抄写排序，最终才完成。尽管索引的编写花费了

较长时间，蔡老还是十分高兴，并充分肯定了这两位同学的工作质量。 

蔡老不仅对我关心指教，还对我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重托，在多年的往来中，

特别是在蔡老晚年住北京医院期间，我每周前去陪住，蔡老把他的一些个人书

籍、文稿交托予我。不同时期，各个场合交我存留的计有：1、“自传”手稿 8

页；2、“蔡邦华著作目录”手稿 10 页（由我补充一页）；3、《中国白蚁》出

版物；4、参加日本京都“第十六届国际昆虫学会议情况汇报”手稿复印件；5、

《昆虫分类学-上册》修改本。 

另外我手中还有一盒录音磁带，记录了 1980 年 8 月蔡老在日本参加国际昆

虫学会议时与同学老友永友勇的谈话。这盒磁带是 1992 年在我参加“第五届国

际生态学会议”访问京都时，永友勇亲手交给我的。 

在纪念蔡邦华院士诞辰 110 周年之际，以上有关资料、文献等都成为了编

写纪念文集不可或缺的依据。经和蔡老家人蔡恒胜等人商量，蔡老这些宝贵的

遗物无论从蔡老工作情感和还是目前状况而言，浙江大学是我们最优选择，所

以愿把蔡老遗物捐赠予浙江大学。今后将由浙江大学档案馆长久保管，作为对

蔡老的永久纪念。 

 

                                                                              蔡晓明  2012 年 6 月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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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蔡邦华院士 

唐  觉 ※

今年是恩师蔡邦华先生 110 周年诞辰，他离开我们 29 年了，学生无时无刻

不在思念着恩师。我经常在梦里浮现我和蔡师在一起的情景，到湄潭山区看五

倍子成片成林的情景，不知去过了多少次。毕业时他送我四个字“学以致用”

的情景也历历在目，在我以后的五十年教学生涯中，向无数个莘莘学子转达了

蔡师的这一教导。我在五倍子、仓库害虫、种子害虫、白蚁和蚂蚁等领域进行

的研究成果无不凝聚着蔡师对我直接和间接的教导、鼓励、爱护和帮助，使我

终生难忘。 

 

我和蔡师最初相识于 1934 年，在南京我表姐（陈绵祥）家认识的。表姐后

来就是蔡师母，我叫她亨利姐，是我姑妈的女儿，姑父陈去病是国民党元老、

同盟会会员，和柳亚子、叶楚伧等人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在上海一起办

报纸，鼓吹革命，推翻满清，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发

起人之一。家父和他志趣相同，又是姑表兄弟，十分要好，来往甚密。他住在

苏州胥门内朱家园。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亨利姐也常去我吴江家，从小就熟悉。

那年我 17 岁考取金陵大学附中高中部，校址位于中山路干河沿附近，当时学校

没有住处，于是我父亲带我去表姐家和她商量借宿，表姐陈绵祥在国民政府司

法院工作，住在鱼市大街唱经楼附近的卫巷，离我学校步行一刻钟的路程，所

以在她家里寄住了半年多。当时蔡先生是表姐的朋友，因此就认识了蔡先生。

后来他们结婚，但我一直称呼蔡先生惯了，所以从来没叫过姐夫，当然心里想

的还是姐夫。后来我知晓蔡师 1902 年出生于江苏溧阳，1920 年毕业于江苏南

菁中学。蔡先生的三哥蔡邦荃在南京第一农校读书，那时我叔叔唐昌治（他曾

                                                 
※唐觉 （1917- ）， 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长期致力于昆虫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五

倍子、仓库害虫、种子害虫、白蚁和蚂蚁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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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我父亲支助在日本东京学过园艺）正在农校任教。我姑父得知蔡家二兄弟要

去日本读书，就托我叔叔请他们带我表姐一起去以便有个照应，于是 1920 年亨 

利姐就和蔡先生他们一起留学日本，这真是很巧的事。这样我就对蔡师的情况

有所了解。 

蔡先生在日本留学，1924 年回来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做教授，是最年轻的

教授，当时 22 岁做教授很少的，很了不起，我们都很崇拜的。1927 年第二次

又去日本入东京帝大进修，1928 年回国应浙江昆虫局之聘来局工作，局长是邹

树文先生（昆虫界老前辈）。不久来到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作，当时在杭州

笕桥。 

1930 年学校送一批人去欧美留学，他去了德国，最后到慕尼黑大学（那时

称明兴大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他在法国巴黎参加国际昆虫会议后 1932 年冬

又回到浙大。1933 年发生倒郭风潮后，农学院一批教授都到了中农所即实业部

中央农业实验所，他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每到周末，他的几个好友如朱

凤美先生搞植物病理的，汤惠荪先生搞农业经济的、林渭芳先生搞森林学的等，

他们都是留日或留德的同学常在一起。我表姐常带我去明孝陵、中山陵、灵谷

寺，太平路、大行宫、玄武湖等名胜景地和他们一起游玩、聚餐，有时还见到

梁希、陈嵘等人，和他们都熟悉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后来考浙大农学院病虫害

系的原由吧。认识了蔡先生和这些农业专家，使我对农业有了很好的印象，特

别在蔡先生家里看到很多昆虫图谱，印象深的有一套叫旧北区昆虫的大鳞翅类

的图谱，有什么蛾子啊、蝴蝶啊等等引起我浓厚的兴趣。 

1937 年初蔡先生到杭州做浙江昆虫局局长，同年秋季我考取了浙大农学院

病虫害系植病组，在杭州第二次见到蔡师夫妇，他们当时住在龙游路，后来住

秋社。昆虫局就在岳坟过去一点的李公祠，我到杭州的第一天就住在他家里，

第二天才住到学校去。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杭州常受日机侵搅不能正常

上课，全校一年级新生二百多人搬到西天目山教学，我就没再见到他们。第三

次见到是蔡师在江西了，这次成了师生关系。蔡先生怎么又回到浙大呢？这是

件很巧的事，什么原因呢？抗战期间浙江大学想要紧缩开支压缩人员，叫留职

停薪，全校没有学生的院系都要裁员，共需裁掉六人。当时病虫害系分二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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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组教授有周明牂、柳支英；植病组有陆大京、陈鸿逵先生。当时有些年级

没有学生，全系仅 10 个学生。柳支英先生被列入留职停薪名单，诸教授不乐，

于是柳支英、周明牂、陆大京、黄瑞纶、徐天锡、肖辅、程世抚等七、八个人

于 1937 年冬天离开农学院，到广西农业试验场、广西大学农学院去了。结果昆

虫组教授和助教全都走了，植病组仅剩陈鸿逵教授，助教杨新美和管理员陈冠

球三人。恰巧昆虫局的蔡先生也逃难到江西吉安，于是竺校长就请蔡先生到浙

大授课，当时只答应一年，因为汤惠荪先生在云南大学担任农学院院长，蔡先

生与他是好朋友，早已答应去他那里帮忙了。只是路途困难一时走不了，才决

定先到浙大干一年再说。 

1938 年 2 月，浙大搬到泰和县，办公厅及一年级在大原书院，二、三年级

在上田村，肖家祠堂作为大礼堂、大饭厅，趣园作为图书馆，教师等就住在月

池村离城二公里处。这半年蔡先生担任四年级张慎勤的毕业论文指导及二年级

普通昆虫学等农院各系所修课程，非常忙碌，幸有蔡师带来的一名助教张蕴华。

过了半年南昌战事吃紧，学校又搬到广西宜山。 

1938 年秋天，昆虫组仍只有蔡先生一个教授及张蕴华、张慎勤二个助教。

昆虫组要开的课有：普通昆虫、昆虫分类（分上、下二门课）、经济昆虫、昆

虫研究法、害虫防治、昆虫生态、害虫猖獗、昆虫形态、卫生昆虫（现称医用

昆虫）等十门课。普通昆虫和经济昆虫是除农经系外全院开课的，农经系则开

专门的昆虫学课程。这么多课程他怎么能教得过来？只能三、四年级一起开昆

虫分类课，各系三年级的经济昆虫合着上。当时我二年级，连普通昆虫都还没

念过，但知道下半年他要到昆明去了，蔡先生的课我都没得听是一生遗憾，大

家说蔡先生的课是挺好的，于是和系主任商量，要破例先选经济昆虫课，念总

比不念好。我去听的时候已经迟了一个月，没有书本，主要靠上课记笔记，最

终我考了 75.7 分不理想，这个成绩对基础课讲还可以，但专业课还是不够的，

专业课是看家本领，吃饭就得靠它。 

 1939 年 7 月蔡先生要去云南，房子退了，行李打包了，我去送他，哪知道

正逢龙江发大水，长途汽车到怀远渡不了河，当天走不了又折回来，要等水退

了再走。结果让农学院学生会负责人知道了，有个叫刘守绩的学生（蚕桑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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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组织一批人向校长反映，一定要把蔡先生留下。在短短一、二天内，竺

校长立即做出决定，把蔡先生留下来，认为他办事比较能干而有计划，并请他

做农学院院长。蔡先生做过昆虫局长，早就是中华农学会的理事，他认识很多

人，可以请到一批好的老师。自 1939 年秋天开始做院长，一直做到 1952 年冬

天。竺校长做了 13 年校长，他做了 13 年 3 个月的院长，他们是浙大至今校史

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和院长。1952 年，蔡先生因一次运动搞得不愉快，才离

开浙江去了中国科学院昆虫所。   

1939 年秋蔡师任院长后，行政工作特别多，仅授昆虫分类一门课，但昆虫

组还是由他负责，于是请来棉虫和蚊虫专家李凤荪先生来授经济昆虫和卫生昆

虫。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带，当时蚊虫多且疟疾流行，全校学生有三分之一感染

过此病，特别是恶性疟疾一般奎宁治不好，在宜山死了许多学生，故蔡师建议

请广西省政府出资建蚊虫研究所，并请李先生参与工作。但自 1939 年 2 月 5 日

宜山遭日机投弹 118 枚后，人心慌慌不安上课，竺校长只得派各院长到贵州云

南多处寻找合适校址。蔡师受命多次奔波于贵州青岩和遵义、湄潭之间，蚊虫

研究所因之未能建成。 

我在三年级开始读普通昆虫一课，是助教张蕴华所授，张先生授课清清楚

楚受到同学们称赞。我还选习了李先生为四年级所开的卫生昆虫，收益特大，

特别对蚊虫收效更多，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时，曾在贵州湄潭采集很多蚊虫标

本(从幼虫到成虫)，大都是过去没有报道过的，极可能是新种类，但未能马上

作出鉴定。那年，蔡师又请广西农学院教授汪厥明、王益滔、吴耕民先生来校

做学术讲演，后来吴耕民先生就来浙大园艺系。 

1939 年冬，浙大又北上由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1940 年春农学院搬到

离遵义 75 公里的湄潭。蔡师在湄潭请来了中央茶场场长刘淦芝教昆虫分类

（上）。刘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二次赴美哈佛大学深造获博士学衔，熟悉

甲虫分类，对同翅目蝉类和沫蝉类做过深入研究。他讲课实用，特别对外文分

类书的检索表和昆虫英文和拉丁名等专业词汇要求严格，我觉得收效特大，在

之后的工作中很受益。昆虫分类（下）则由蔡师所授，方法方式有别于刘师，

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便于复习。我所习昆虫课中，仅经济昆虫和昆虫分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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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为蔡师所授。昆虫形态和昆虫研究法均为助教张慎勤所授，收效特大，对

我后来教学有很大启发，这是蔡师大胆启用年轻助教讲课的结果。害虫防治由

陈家祥先生所授，陈先生是东南大学高材生，在国内是治蝗专家，他 1940 年由

四川来校教课二年，后由祝汝佐先生接替。我四年级的专业课昆虫生态，害虫

猖獗学仅我一人。蔡师就指定参考书及他的手稿给我参阅，最后通过考试得到

成绩。毕业论文是蔡师指导，题目为贵州湄潭水稻负泥虫的初步研究，负泥虫

是为害水稻秧期的一种叶甲 ，主要收获更正了相传的学名，正名为 Lema 

oryzae Kuw. 以及它的形态、生活史，习性及防治方法。参考文献得到中央研究

院校友杨平澜兄的帮助提供。 

当时每个系都有学会，病虫害系是病虫害学会，是以学生为主的学术团体，

全系师生均为会员，是生活上互相帮助，学术上互相切磋为宗旨的。还出版过

“病虫知识”一刊物，是季刊，由竺校长为该刊提名，载有师生和校友学术论

文，出了三卷多，是在遵义用石印出版的,蔡师登有发刊辞和一篇在中农所研究

有关米象生态的文章。学会由昆虫学会扩展而来，1939 年秋昆虫组学生仅 9 人，

植病组仅 6 人，蔡师意思扩大，为病虫害学会，那年我三年级被选为主席，下

一年我连任。1941 年我毕业留校，蔡师的意思还是由我负责，主要是学生太少

了，就这样到解放（1949 年）为止我负责过十年的学会工作是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 

回想和蔡先生在广西宜山和湄潭求学和工作的八、九年时间里，由于病虫

害学会的牵线，师生经常可在一起活动，每年都有迎新会、送行会，一班招进，

一班毕业，人数不多，互相交往密切。每次开会蔡师必作发言，充满了热情，

大家乐于听他讲话，希望他能多讲一些。他关怀我们这些家乡沦陷远离亲人的

学生，有时经济来源都断绝了，他给我们派工抄写补充讲义等，或给予贷金或

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申请公费生等。在季节美好的日子则带领同学郊游和野外采

样标本。全系老师和师母以及师弟师妹都一起参加，记得在湄潭的时候，到风

水联保（党家沟）的桥边大水车旁一起拍过 2-3 张集体照，当时系内同学少，

诸爱好病虫害课程的外系学生也有好几位自愿加入病虫害学会活动。记得在广

西和贵州都采集到许多珍贵的标本，特别在宜山采到了一批亚热带的昆虫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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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细长的竹节虫，艳丽凤蝶、夹蝶，大大的凰蛾，乌桕蛾和大型独角仙，在湄

潭采到了大大的环纹蝶和天蛾以及大量具有各种不同鞘翅色斑类型的亚洲瓢虫

标本。二位学长杨平澜和徐道觉是浙大代办高农毕业，专业知识比我们这批普

高毕业的懂得多，能辨别众多昆虫，是采集高手。后来建立昆虫标本室，叫我

负责，我每天做 30 个标本，以分类系统、按分目、分科，插入玻面木制标本盒

内，盒子式样都是照美国标准康奈尔大学的。经过几年的积累，所藏昆虫可观，

众多珍稀种类，曾在湄潭开过一个“昆虫世界”展览会，这些标本抗战胜利后，

妥善包装运返杭州，至今还保存在浙大。 

1940-1941 年我获得公费生奖学金，1941 年夏毕业后，原拟介绍去重庆的

中央农业实验所，后留校当昆虫助教，昆虫组助教由二增加为三，但张慎勤和

张蕴华夫妇二人突然提出辞职，蔡师只同意张慎勤一人先离去，张蕴华迟一年

再走。这样我留下协助蔡师工作，住到离城三里农场的病虫害系实验室，那时

称为“病虫大厦”，他要我复习好所有学习过的课程，看英文课本，要彻底搞懂，

这样每晚不到午夜是不能睡觉的。早晨一早起来，要进城去听各老师的讲课以

便做好学生的辅导工作及备好实验课。第一次担任实验课是各系二年级的普通

昆虫和农经系的昆虫学。虽然大学修满 132 学分能毕业，我已修满 153.5 个学

分还感不足，继续旁听各类有关课程。所以在湄潭又旁听生物系贝时璋先生的

组织学、胚胎学和为研究生所开的实验形态学二年，物理系王淦昌先生的光学，

化学系王葆仁先生的有机化学等。这对我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起很大的成

效。  

更令我感动的是，蔡师为了让我们年轻助教提高，将图书馆有关昆虫的外

文期刊和书籍全部借出，搬到昆虫实验室由我保管，这样我们平时和假日不分

日夜均可浏览，对工作与进修均有极大帮助。 

1942 年秋，祝汝佐先生来了，我帮他搞昆虫形态和昆虫研究法的实验多年。

我最早接触的科研是蔡师的五倍子研究。五倍子工作原先（1940 年）由张蕴华

帮蔡师收集种类，化了 2 年功夫仅从山货行商品买到二麻袋干倍才找到二种倍

子，制成标本后经蔡师鉴定为角倍和倍花，进展甚慢。随即她又离开昆虫组去

张慎勤处。昆虫组只剩下我一人，幸下一年毕业有李学骝和陈效奎二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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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成章的充实到组内助教行列。四年级学生要进行书报讨论，昆虫组学生

选昆虫讨论课每周一次，主要看外国文献，然后大家轮流讲。因学生少助教也

要讲。蔡先生主持，讲得不好他要批评的。我记得一次他批评一位学生“自己

都没搞清楚，怎么能讲给别人听？” 如果用的材料太旧了，他就讲怎么比你的

年龄还大。在学术上他是很严厉的，所以大家很害怕的，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

啊。 

我心中十分感谢蔡师的栽培，总想报答他对我悉心培养之恩。蔡师来浙大

四年，第一年忙于教学；第二年任院长更是离不开院长办公室，还要上一、二

门课已是不容易，无暇亲自动手做科研。1942 年，蔡师的五倍子研究由我接手

继续做，我先在贵州湄潭学校背后城墙上的盐肤木上发现有五倍子，继而在农

场去塔坪的田傍也找到五倍子，但都是角倍。为了观察五倍子的生长过程，我

就向城郊四周山区 5 公里范围内寻找，开始请了农工清吉轩同志带路，与乡间

农民沟通、表达意图和语言解释，之后就一人带上干粮上山调查。在短短一年

内，我收集到除盐肤木上原知的角倍和倍花外，又找到倍蛋、圆角倍和红倍花

3 个种，同时在另一种寄主红麩杨上找到红小铁枣、蛋铁倍、枣铁倍和铁倍花 4

种倍子，总共找到 9 种五倍子。我把找到的秋季有翅迁移蚜做成玻片标本，在

显微镜下作详细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先画成大型的特征构造图，然后查文献

对照，遇到文献短缺就请中央研究院杨平澜兄协助抄录，最后和蔡师一同在显

微镜下观察详细讨论，确定种类。 

我第一年采到的标本虽少但却齐全，是一件不易的事。第二年则在上年工

作的基础上，确定重点山区、重点树林和重点的倍子种类，作为注意的观察对

象。遗憾的是我们在野外标上编号的倍子常常被老乡采走而得不到结果，所以

不得不进入人少的深山定点观察，以避免观察对象失踪。深山常有野兽蛇虫出

没很危险，须手持木棍防范。经过村庄常被恶狗追随狂吠，让人心慌。如果没

有使命感、责任感就难有坚强的毅力工作下去。为了保证迁移蚜的采获，必须

在倍子爆裂时采得，这是一件艰苦的事，各种倍子爆裂日期不同且有长有短，

第一年不知何时成熟，第二年才能略有把握。所以每年从 6 月到 10 月间必须每

隔一日就要上山到固定地点作观察和采收工作。鉴定时要做大量蚜虫标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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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采用直接固定、脱水、透明的玻片标本制作方法，才能既省时又确保虫体的

完整性。最后摸索出直接将活的有翅蚜投入木馏油或石碳酸二甲苯二液内，才

能保持蚜虫双翅左右伸展、触角向前的姿态，便于鉴定。标本经过完全透明处

理后，放于载玻片上用加拿大树胶封片。因用的载玻片和盖玻片都是从杭州西

迁时带去的，属稀缺资源，为了节约，我在一张玻片上封入多到 35 只蚜虫标本

（传统的做法为一虫一片），既便于在显微镜下的移动观察，又便于收藏。 

我接手五倍子后努力工作，完成老师意图，获得丰厚的成果。从原来的二

个种基础上，在湄潭一地就找到 9 种五倍子即 6 个新种和 1 个中国新记录种。

他明确告诉我，这些研究成果要我与他联名发表，嘱我整理成文，前言由蔡师

亲自执笔，经反复讨论定稿。1944 年，由英国李约瑟教授推荐送重庆中英文化

委员会寄往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会报刊登（Trans R. ento Soc. Lond. Vol 97. 

Part 16. p.405-418, 6 figs. 20th Novembr, 1946）。 

我几次申请奖学金出国都得到了，但没能出去。1944 年农林部要派人出国，

在重庆我都考取了，和杨平澜一样是备取，但后来说我没报到，杨平澜证明也

不行，没去成。第二次中华农学会 1945 年又要派人出国，蔡先生又推荐我，但

要到南京使馆面谈，人在贵州，怎么去南京？又没去成。第三次因为五倍子论

文，1948 年又拿到华盛顿州立大学昆虫和动物系教学奖学金，也没去成。抗战

胜利了，蔡先生到台湾，参与接收台湾大学，做了半年农学院首任院长，在台

湾大学有个日本昆虫教授叫高桥良一，在他那里才看到日本人高木五六于 1937

年在汉城（现称首尔）林场发表的文章全文，发现在中国进口的五倍子中找到

一个种类的新属名和新种名。Kaburagia rhusicola, Takagi, 原因该文值抗日战争

时期无法见到全文。仅见到在英国 R.A.E.（A）（应用昆虫学文摘（A 农业辑））

中，该文的简短摘要仅述在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五倍子中找到一个新属和一新种，

没有形态描述也无插图，因此我们拟定的新属名 Macrorhinarium，这次在台湾

见原文描述和插图比较后，确定我们在湄潭发现的新属是 Kaburagia 的同物异

名，他马上写信告诉我，叫我修改论文，但我们的论文已送往发表。他带回来

的这篇报告现在应保留在陕西林科所，因为蔡先生的所有的图书都捐到那里。

他对于发现的新种是很谨慎、认真和严格的。现在陕西五倍子的主要种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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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就是在朝鲜发现的那个中国新种，但我们没有采到这个标本不予承认，主

要种类怎么采不到呢？他们拿不出标本，连 1980 年 12 月发表论文的触角插图

也有错误，哪里是高木五六在朝鲜找到的那个新种（可参阅昆虫分类学报

Vol.11  no.4  p310 图版 第 1. 肚倍蚜 Kaburagia rhusicola Takagi 秋（夏）

季迁移蚜的触角）。 

五十年代陕西林业局就送来一批枣状倍子的标本，七十年代陕西动物所来

人送标本到杭州均不属此种，我也去过湖北竹山县产地和倍子仓库均未见到。

八十年代又有三人先后到陕西秦岭南的诸县采集都未得到，现说该种是优势种、

主产种，看来是有错误的。我个人认为青麸杨上的 4 个种就是红麩杨上的 4 个

种。所以至今不知那个在朝鲜找到的中国商品五倍子是产在中国何处？他们鉴

定错了还在搞人工繁殖试验？论文画上的感觉圈看来是红麸杨上枣铁倍蚜的秋

迁蚜触角，决非高木五六所定的中国种。 

老师教导我工作要细致、认真，画图要用显微描绘器，图要放大达 20 厘米。

这样蚜虫触角内的微细构造不会遗漏，刊出时长度缩小到 11 厘米，我本人的五

倍子蚜虫触角图刊出时长达 11 厘米，得到学长杨平澜兄称赞，说我的图可与意

大利 Terzi 的相媲美。而昆虫分类学报 310 页上的图，一个触角长度仅 4 厘米太

小了，且构造都画错，可能作者没有见过高木五六原文上的插图。  

1944 年重庆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农学会年会上，蔡先生曾把我们合作

的 4 篇论文摘要（三篇后来正式发表）宣读过，引起大家重视，因此得到当时

农林部的经济支助。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 6 月始浙大复员返回杭州，

我 7 月回到阔别 9 年的江苏老家，享受天伦之乐。11 月回到杭州大学路浙大本

部，住进了新建的新二宿舍——恕斋，因已晋升为讲师，一人一间，得到蔡师

支配，教学上安排我上学期开昆虫研究法一课，学生仅有管致和一人；下学期

开卫生昆虫课，仅有吴维均等二学生，1948 年昆虫研究法仅汤祊德一人，1950

年昆虫研究法仅巫国瑞一人，此外，仍帮助祝先生担任昆虫形态课实验课。 

复员回校，蔡师更忙了，农学院房屋除了剩下原代办高农的几间平房外，

主要罗马式大楼及喻谓远东第一大的温室全被毁灭。他积极规划在华家池南面

建造后稷、神农及嫘祖三馆，作鼎立布置，均为二层青水砖木结构。后稷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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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华家池，楼上为院长室和行政用房，楼下为总务等室，两傍为二个大教室。

神农及嫘祖馆位于院长室的前方两侧，神农馆楼上为园艺系和农艺系，楼下为

农化系和畜牧兽医系。嫘祖馆楼上为蚕桑系和病虫害系，楼下为农经系和森林

系，另建西斋，楼上为图书馆，楼下为单身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四座，为农学

院学生和全校一年级学生所住。另建一年级专用二层楼教室一座。整个华家池

的基建工作要他烦心。蔡先生当时的远景规划，是在神农馆和嫘祖馆的南面，

各造三座馆，这样八幢二层楼房，刚好为八系所属。 

由蔡师建议成立江、浙两省桑虫联合防治总队，蔡师任总队长，祝汝佐先

生和上海中蚕公司的管得一任副总队长，李学骝和我任督导。利用桑蟥寄生蜂

防治桑树害虫。并得到中蚕公司专款，在嫘祖馆东首建造养虫室一座，由祝汝

佐先生指导养殖桑蟥卵寄生蜂，1948 年春由我运送寄生蜂到江苏吴江县震泽镇

乡间桑田里释放寄生蜂，并在当地指导采摘桑蟥卵块，就地用土法保护寄生蜂。 

在农学院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反动警备司令部杀害事件中，

全校师生在大学路本部校内阳明馆前集会悼念时，歹徒、流氓翻墙入校，大打

破坏秩序，伤及人身安全。蔡师冒着危险，代竺可桢校长离校到南京教育部反

映整个歹徒骚乱浙大校内的安全情况。 

解放前夕，蔡师任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组织浙大应变会，教师参加有消

防、救护、粮食等各小组。蔡师亲自带领我到华家池把昆虫组的仪器，药品等

物装箱，运到城内大学路浙江图书馆地下室，加以保护，避免歹徒破坏，迎接

解放。 

五倍子研究工作自 1946 年返回杭州后就停止了，只是整理过去的科研资料

和标本，1956 年发表“我国的五倍子”（载在昆虫知识 2（3）：113-116.），

1957 年“贵州湄潭五倍子的研究”（载昆虫学报 7（1）：131-140），与蔡师联名

发表。浙江五倍子历年生产不多，系小宗土产，所以没有打算继续进行。 

1950 年，蔡师指导我研究砻糠灰，稻壳自燃烧成灰白色，90%-92%是二氧

化硅，很容易磨碎，3-5μ杀虫效果好。而美国 Silica Aerogel 硅凝胶价格很高，

我们用 0.2% 砻糠灰比它的 0.1%硅凝胶效果要好，过去认为矿物性的惰性粉好，

植物性来源的惰性粉效果差，结果大大高于矿物性，我们称它为糠硅粉。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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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可伴它来杀虫，成本仅几分钱一斤，这样极为便宜。1952 年一位前苏联专

家曾来杭州反对说粮食是最干净的东西，不能加混他物，因此没得到推广。 我

开始研究仓库害虫，得到轻工业厅的支助，添了复式定温箱，利用过饱和盐类

调节湿度，做过甲虫和螨类的生态试验，都是蔡师在中农所时实验方法。 蔡先

生提出美国白蛾问题，他和祝汝佐先生到罗马尼亚访问，祝先生带回几个美国

白蛾幼虫和成虫标本。1973 年，农业部要我们开全国对外植物检疫培训班，葛

起新和我负责主办，美国白蛾标本派上大用场。为了做植物检疫实验，我把一

个幼虫标本切成十几个玻片标本，还有黑森瘿蚊、高梁瘿蚊，我编出教材后得

以使用。新疆就发现黑森瘿蚊，图门江发现美国白蛾，他们的人都到我们这里

培训过。我们对老师一句话、一个想法都努力思考，认真去做。没有蔡先生，

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成果。 

1952 年畜牧场牛奶事件，一些小人不负责任乱讲话，为了自己过关，推脱

责任，推到蔡先生身上。在教育厅里隔离时，他没有事情就整理昆虫分类教科

书，当时生活艰苦，他都没有钱买新书，他向我借书，一本加里福利亚大学的

大学昆虫学 College Entomology by E. O. Essig，他精精细细地研究都写在这本书

上，我后来的格调都受到他影响的。因为运动搞得他很不愉快，很心寒，不愿

再吃教育饭了，他前后教了快 30 年书，从 1924 年起，中间除去德国、中农所、

昆虫局外，后来又回到浙江大学，他对浙大很有感情。他走后没有带走一个人，

解放初陈世骧先生要调我去北京，与他商量了三天，他虽同意但心里不舍得我

去。他本也可把祝先生调过去，在浙大时他曾三、四次请祝汝佐先生到浙大来，

他和祝先生是南菁中学同学，很要好，祝先生在东南大学读病虫害科，后来一

直在浙江昆虫局，1937 年蔡先生去做局长，当时祝先生要去英国留学，蔡先生

请他缓一缓，因为昆虫局他刚来不熟悉，哪知就抗战了，祝先生就一直没能再

出去。所以他对祝先生很内疚，科学院派他去罗马尼亚访问，他提议祝先生一

起去。他爱护学校，不把人员、课题带到科学院去，这点品德了不起。昆虫方

面重要活动，总想到学校，给我们名额让我们参加，80 年福建白蚁会议，81 年

在昆明森林昆虫会议以及资源昆虫北京开会，我都参加了，我是很少出去开会

的。蔡先生不仅对我，对学生都很厚爱。在学术上他不希望近亲繁殖，要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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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他搞五湖四海，不管清华派、金陵派、德日派、英美派，各个学校的、

各国留学的，只要有学问的人他都重视，都请来学校教书。离开浙大的柳支英

先生、肖辅先生后来都回浙大了。 

1959 年 7 月国家科委接受商业部的要求，五倍子研究列入国家科研规划项

目，下达浙江科委和浙江农学院指定我担任该项任务（国家交给浙江第二个课

题）。国家科委提出要解决两个问题：（1）长江流域盐肤木比比皆是，为什么产

结五倍子仅限于少数地区？（2）不产结地区即使用“人工繁殖方法”仍不能产

结五倍子，何故？经过 60 年代在浙江山区仙居萍溪林场林区（海拔 700-1000

米）和杭州校内外建立的基地以及实验室养虫室内的试验，解决了国家科委提

出的二项问题，并初步探索出人工繁殖的途径和一整套较完整的简易人工繁殖

方法，同时完全否定了长期流传于贵州道真县忠信公社和四川武隆县土地公社

的所谓“端午挂倍”的人工繁殖方法。该两地的“种倍”（其实完全是死虫，根

本不能繁殖后代）大量供应全国各省，造成长期来的浪费和消耗，对五倍子的

生产完全无望，当时列入机密课题，一切资料均作内部交流，未作公开发表。 

1967 年湖北省土特产进出口公司王业纯同志经老师杨新美介绍来杭学习，

回去后又介绍江西、湖南、广西以及云南等同志来杭学习，经文革期造反派的

同意，于 7 月 25 日-8 月 3 日在华家池校园内举办了全国性五倍子人工繁殖方

法经验交流学习班，印发了历年研究的所有资料，计 500 份，并分发全国有关

单位和大专院校。1968 年 6 月本人因文革隔离半年而被迫停止工作。直到 1972

年起又为各省及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林业部开办过多期培训班，学期从二周

到三个月以及一年以上的培训班，接触的学员首先都问蔡老师的好。蔡老的创

先性工作，大家不会忘记的。 

因为搞五倍子，我到过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陕西、云南，办

培训班培养了上千人，学员们也出了很多成果，基本都是按我们工作的思路开

展工作所取得的。1982 年 10 月在贵阳召开全国栲胶五倍子学术讨论会，邀请

我作主要报告，会后遵义化工厂的同志邀我到该厂看看。到了遵义，我提出要

到已阔别 36 年的湄潭县看看。当时湄潭副县长洪星根本不知道浙江大学西迁到

贵州这段历史，他一定要我留下来住一夜作详细的介绍，之后他们就请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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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人到湄潭。浙大西迁这段历史才重新提出来，我想这也是蔡先生的功劳。

没有蔡先生，我就不可能搞五倍子，不搞五倍子，我就不会到贵阳开会，重回

贵州湄潭，那么浙江大学西迁的历史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提起了。就是

因为五倍子，贵州省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一个英国专家牛津大学的Howe氏教

授，带了翻译到贵州，打电报叫我去，我和他交流，才解释清楚。 因为几个种

类都提到湄潭，蔡师和我的文中，还把湄潭两字当作新属和新种之用，如红麸

杨上有一小铁枣蚜属就写成 Meitanaphis ，另铁倍花蚜就写成 Floraphis  

meitanensis

关于白蚁的研究 

，都记下了这一研究是在湄潭进行的，外国人看到五倍子都知道湄

潭。湄潭是个地名，是浙江大学呆过的地方。我们原始的五倍子研究计划大纲，

序言是蔡先生写的，署名为蔡邦华、唐觉，现保存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馆。工

作是需要大家做的，万事开头难，但他很有眼光，有前瞻性，我和他合作共发

表过三篇五倍子文章，第三篇在昆虫学报上发表时，他一定不肯把名字放在前

面，结果把我摆在了前面。 

抗战时在广西，蔡先生在宜山东城墙上找到一个白蚁窝，他的助教张蕴华

老师挖这个蚁穴时被兵蚁咬伤，这是我们学生第一次看到白蚁，可惜我们中途

吃完饭再去看，挖到的白蚁皇宫里却未见蚁后，蚁后已被工蚁抬走跑掉了。在

湄潭时，我们也看到过大雨时从坟地里飞出来的白蚁。后来到了杭州，1950 年

某天中午，我在家里看到了白蚁分群，采集到标本后，我马上送到蔡先生家，

他对照书中特征：全体作黑色，翅膀也是黑的，但前胸背板黄色，确定为黄胸

散白蚁，是散白蚁的一种。蔡先生还知道这种白蚁应怎样防治，自五十年代年

起，我就做杭州黄胸散白蚁的分群期的预测，前后 5 年研究，1959 年写成文章

发表，供防治参考。蔡师去北京后，该项目一直由我做下去。广东有个白蚁土

专家叫李始美，1958 年全国开展向科学进军时期，科学院请他来讲防治白蚁，

叫老教授们都去听。李对广东的家白蚁防治有一套办法，但对全国其他地方的

散白蚁和土栖白蚁就不知道了。后来到上海有人问他当地的散白蚁，他就答不

出了。而蔡先生和我在杭州做过该白蚁的研究，于是蔡先生就介绍散白蚁的特

性以及怎么消灭和防治。当时动物所来了个不懂科学的行政副所长，他却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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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知识分子注意不要翘尾巴”，当时复旦的忻介六教授、上医的徐荫祺教授

和我都听到这话，可见蔡先生当时开展工作多艰难。蔡师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

白蚁经验开始，对我国各省所发生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都进行了调查。

1960 年蔡师和陈宁生合作编写中国经济昆虫志——白蚁 1980 年蔡师和黄复生

合著中国白蚁一书，以后和黄复生同志合作研究全国范围内散白蚁，成绩卓著。 

1958 年 6 月杭州大力开展消灭白蚁运动，成立了“杭州市消灭白蚁指挥

部”，由副市长陈礼节分管、市人委副秘书长张迅等领导负责，聘请我和李参为

技术顾问，举办了消灭白蚁骨干短训班，抽调了全市各行业四、五百人参训，

请来广东李始美先生作专题报告，我们配合他授课，负责答疑并具体技术指导。

经过全市各级灭蚁指挥部的精心组织和几百名灭蚁骨干二个月的苦战，杭州的

灭蚁工作卓有成效，打胜一个歼灭战。 

防治白蚁是蔡先生最早把全国动员起来的。1960 年 4 月在湖北沙市开会，

到江陵县荆江大堤调研，蔡先生代表科学院，全国各部门、各个地方的很多人

都到了，影响很大。会上制定规划报告，大家开二个通宵才把报告做出来，我

也是其中之一。千里江堤，溃于蚁穴；防治白蚁非常重要。涉及到中央八、九

个部门所管辖范围。到会的有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陶述曾，湖北省长江修防处

处长张家振，华中师范大学李琮池教授，华中农学院李振冈教授，白蚁工作者

夏凯龄、平正明、沈重良、贺锦川、周禹平、李始美等。防治现场由武汉大学

生物系高镒光主持。会后大家坐船经宜昌到长江三斗坪考察长江坝址白蚁分布

情况。 

浙江省白蚁防治协会是 1982 年成立的，我任理事长二届，后为名誉理事长

和顾问。杭州白蚁协会是 1983 年成立的，我任理事长多届，后为副理事长，

2007 年卸任。白蚁的研究和防治工作来源于蔡先生，是蔡先生引导我，叫我做

的。我是很怀念他的， 1983 年 8 月他去世时，我们浙江省白蚁防治协会正在普

陀山开年会，我是理事长，正在对会员作科学研究论文及总结的写作方法的报

告，写文章的前言，叙述我们工作的目的，前人已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要

继续做，不要做重复的工作。正在想着蔡师对防治白蚁的支持和鼓励，哪知蔡

师那时却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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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蚂蚁的研究 

在贵州有一种黄蚂蚁，吃马铃薯、吃西瓜的，大家当时都不认识，湄潭茶

场场长刘淦芝把这个标本寄到哈佛大学鉴定后叫东方行军蚁（东方矛蚁）

Dorylus orientalis Westwood 1835 年定的种，蔡先生曾叫陈效奎做这项研究。 

蔡先生对图书很重视，叫我打字，向国外申请图书。当时中英文化委员会

的李约瑟来湄潭，称浙大为东方剑桥。我们向国外要书，开了很多书单，后来

书都要来了，我们国外的昆虫杂志都很全，他为农学院图书出了很大力的。70

年代，蔡先生要搞青海西藏昆虫种类，蚁科没有人鉴定，蔡先生让我们来做，

因为我们有基础。昆虫分类方面外文很重要，英德法日俄文都要懂一点，不像

植物主要靠的是拉丁文，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交给我们，特别厚爱我们。他早

就叫我研究蚂蚁，但当时领导认为蚂蚁有什么可研究的？所以直到 1979 年领导

批准我才开始做蚂蚁的工作。1983 年北京的大华衬衫厂出口加工衬衣到日本，

发现有蚂蚁做窝，要求退赔。我正好在南宁，该厂通过科学院请我鉴定，鉴定

出来叫伊氏臭蚁 Iridomyrmex itoi Forel。伊氏臭蚁最早发现在大阪，是日本

人请欧州 Forel 1930 年定命的，在日本除北海道外，本州、四国、九州都有。

而大华衬衫厂附近的海淀、人民大学一带以至在北京、天津和运出去的港口塘

沽都没有发现过，只有到了东京才有可能钻到衬衣盒内去。日本人开始很强硬

要索赔，后来把我的鉴定报告拿出来，他们当场 90 度鞠躬，决定增加进口我们

的衬衣，一次一百万件，每年两次，共二百万件。这也和蔡先生有关， 1980

年蔡先生让我去在福州开会，在鼓山寺我陪蔡先生在山下，年轻人上山采标本，

有位上海来的采到三个蚂蚁标本，交给我鉴定，就是伊氏臭蚁，美国蚂蚁专家

Wheeler 说中国只有在福建有过它的分布。所以有了这个标本，后来一对就对

出来了。所以没有蔡先生叫我搞蚂蚁，没有蔡先生叫我去福建，我也不知道伊

氏臭蚁，也不能做好这个鉴定工作。1995 年，我和李参、黄恩友、张本悦、陈

益一起完成中国经济昆虫誌第 47 分册膜翅目、蚁科一书。这也是蔡师生前交给

我们的任务。 

回想起 1980 年去福州开会的情景，见到蔡师和二高足侯陶谦（攻松毛虫）、

黄复生（攻白蚁）的师生关系非常密切，那年蔡师 78 岁，还是非常健康，老师



111 
 

仍关爱着学生，学生处处照顾老师问长短，给我很大的启发，侯、黄二兄对我

也是恭敬有余。会后去保护区黄岗山考察，途径建阳福建林学院，蔡师讲演，

蔡师嘱我讲五倍子，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也算对老师的回报。翌日到黄岗山顶，

路颇陡险，蔡师心脏不适，夜宿三港自然保护站。侯、黄二兄安排我陪蔡师睡

一间屋，由我照顾，乃一生中头一回与蔡师同卧一室，作长夜谈极感幸福。睡

前还一同去野外与侯、黄二兄在山谷边作灯光诱虫，挂起白布收集到一批宝贵

的标本，也是永不忘记的事情。 

蚂蚁是很好的东西，我今年 95 岁了一直在吃，对身体好，可提高免疫力，

抗疲劳和抗衰老，还能养颜、除老人斑、少掉发，对前列腺也有好处，还有抗

癌作用。如果早一点研究，50 年代开始就好了，现在就会很有成果。1981 年，

我们对广西田阳县所产对人类健康有益的蚂蚁作种类鉴定，是拟黑多刺蚁，后

改称鼎突多刺蚁 Polyrhachis vicina Roger。1984 年我们也曾开始搞开发，试

制中华蚁素酒，那时还未谈市场经济，未能顺利继续做下去。1990 年我退休后

曾帮助过全国多处开发蚂蚁保健品，要是蔡师知道这一切该多高兴啊！ 

我的一切成长离不开老师，教学上老师给我们启蒙，要从老师那里学习一

辈子都学不完。我在教学上应该说还可以，开过好几门课，还为农业部办过 2

次对外植物检疫班和 20 多次种子培训班的种子害虫课。为农学院争取到一个博

士点，老师好的东西要传下去。 

现在我们纪念蔡邦华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正直的品德，学习他教学上认真、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学习他科学上刻苦钻研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今年 95 岁的唐先生，年高体衰，眼睛又不好，特做了 2 个多小时的录音，由蔡恒胜

整理成初稿，再经其本人修改，并增写了部分内容，最终形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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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 千古流芳 

黄复生 ※

   蔡邦华（1902 一 1983 年），江苏溧阳人，男，汉族，中共党员。教育家、

昆虫学家。建国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从 1939 年起直到 1952 年，连续担任浙

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 13 年之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昆虫学家、植物保护

学家和森林昆虫学家。在开展昆虫学研究上，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有生理、

生态学问题，有形态、分类学领域，还有森林害虫综合治理的项目等等。在昆

虫分类学研究上所涉及的类群很多，如直翅目的蝗虫，等翅目的白蚁，半翅目

的蚜类，鞘翅目的小蠹，和鳞翅目的螟蛾、毒蛾、枯叶蛾等。对于这些类群的

分类学研究都很深入，分别发表了新属、新种。另外蔡邦华对于松毛虫分类学

的研究，以及对其主要种类的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及其综合治理都做出了

重大贡献．并为森林保护所需，组织编写了有关森林昆虫种类图志及其防治专

著。他带领他的学生广泛开展了森林昆虫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取得突出成绩，

为我国森林昆虫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邦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生物系

教授、浙江省昆虫局局长、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日本投降时，被派

赴台湾参加接受台湾大学，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

被推任浙江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应邀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

会议筹委会，并被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十五名代表之一。曾被推

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1 年加入民主同盟会，同年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调

往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副所长，组建并主持了森林昆虫学的

研究，开创了中国森林昆虫学事业。1955 年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院士）。 

 

 

                                                 
※黄复生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分类室主任。

1957－1962 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蔡邦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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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幼立志学昆虫   

     蔡邦华家族多为书香门第，他的祖辈在清朝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乱，四处

逃离。他的父亲为前清秀才。哥哥姐姐共七人，他最小。八岁进私塾，攻读

《四书》。十岁正式入学，开始接受近代教育，攻读初小。十三岁离开家，入

溧阳高等小学读书。少年时期他爱学习、求上进，成绩十分优异，常得到家人

的爱抚，也得到老师的赞许。他学习努力，成绩优异，15 岁时，第一名毕业于

县立高小。随后同时报考两个学校，江阴的南菁中学和上海的南阳中学，由于

考试成绩突出，均被录取，两个学校同时发出录取通知书。最后决定到江阴南

菁中学求学。 

蔡邦华从小对于千奇百态的昆虫感到极大的兴趣。早在小学时，就跟他的

三哥学习蚕体解剖，亲眼见到蚕体内部各个器官和纤细如丝的神经末梢，十分

惊奇兴奋不已。在南菁中学时，他用自修课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生活史，当

时教博物学的老师发现他如此热爱昆虫，以课桌当养虫箱饲养昆虫，极其高兴，

甚为赞扬。老师的鼓励和兄长的引导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使他抱定了学习昆虫

学的决心和志愿。 

五四运动给青年的蔡邦华影响极大，为了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强盛，摆脱

贫穷落后面貌，新一代国民必须要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奋斗。1920 年蔡邦华在

南菁中学毕业后，随三哥东渡日本求学。初到日本东京，他学习日语。半年后，

他又同时报考了日本两地的国立高等学校，一是鹿儿岛国立高等学校（现称鹿

儿岛大学），二是盛冈国立高等学校，结果又被同时录取。经与同学们商量，

决定进入鹿儿岛的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以便尽早攻读昆虫学，实现自己的

理想和愿望。在鹿儿岛学习期间，他非常注意基础课的学习和外出实习的野外

知识。当时所有基础课都是由学术界具有影响的老教授负责讲授。校长王利喜

造是明治年间日本农学界带头人之一，昆虫学教授冈岛银次、蚕学界大师池田

荣太郎等都是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老教授，这些负有盛名的老教授都亲临讲

台，为学生开课讲学。他们不仅讲课认真，并且课下也十分注意学生的进步，

安排好野外实习。这些条件为蔡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学期间，他

不但力争学好基础课，并且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学名。赴日本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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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蔡邦华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大害虫，“白蚕”，即“桑蟥”，当时在国内

查不出学名，带到日本后，四处求教，冈岛银次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热心

鉴定昆虫标本，便主动查找许多参考文献和图书，并耐心地指导，阅读文献、

观察标本、分析特征、仔细检索等查考方法。不久后，终于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Rondotia menciana Moore。这使他十分欣喜，并且非常感激冈岛教授循循善诱、

耐心引导的功劳。从此蔡邦华对于昆虫分类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27 年第二次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将带去

的我国产蝗虫标本，在镝木外歧雄教授热情帮助和鼓舞下，对于我国竹蝗的种

类做了详细的研究，并写出《 中国产蝗科三新种》 一文；发表于东京帝大第十

卷的研究报告上，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发表的处女作，也是我国蝗虫分类研究，

发表新种的第一篇文章。在此期间，蔡邦华结识了不少日本昆虫学家和朋友，

这些昆虫学家和朋友给他很大的帮助，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昆虫学

开国元勋之一，佐佐木忠次郎教授曾出示自己多年来害虫观察的记录和尚未发

表的手稿及大量精密的底图，直接帮助蔡邦华在日的学习与研究。还结识舟蛾、

螟蛾分类学家丸毛信胜博士，蚊类专家矢野宗幹等。在同一研究室研究的同学

还有汤浅啟温（研究甲虫分类）、河田党 （研究蛾类分类）、小岛俊文（研究

森林昆虫学）、上远章（研究杀虫药剂），都交往甚密。1980 年 8 月第 16 届

国际昆虫学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时，蔡邦华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身份，第

三次来到了日本，遇到几位老同学，感到十分高兴。其中尤以 55 年不曾见面，

而在留学时感情最好的永友勇博士有幸重逢，两位老人亲如手足，各自诉说着

自己的往事和思念友情。他们的重逢令人高兴，也令人羡慕，成为轰动大会的

一束美丽花絮。当时新闻记者特地来到住处几次采访，把这个消息连同照片一

起发表在京都的《 每日新闻》 上，祝贺他们难得的相逢，祝贺他们常青的友谊，

将他们两人的情谊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并作了长篇报道，给人们留

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28 年在东京帝大研究期间，蔡邦华认识该校水产系主任岸上教授，岸

上受日本政府委派，以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为资金，在上海建立上海自然科

学研究所，作为当时日本文化侵略的基地，一再邀请蔡邦华参加该所工作，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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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华认为这是极不光彩的工作，做为中国人更不应该参与这个工作，蔡邦华拒

绝了岸上的邀请，并提前回国了。 

1930 年，他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

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借此机会他进

行了欧洲九国的考察。随后转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

家爱雪立希(K. Escherich)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在同一实验室里，有一个日本

留学生小岛俊文，蔡邦华和他都是东京帝大的同窗好友。两人能在德国相遇都

感到十分高兴，来往也更加密切。但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有一次

他们随爱雪立希教授到林区实习，一位林务官见到了中日两国留学生同桌吃饭，

就提问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问题，两人所答完全对立，引起一场剧烈争吵。小

岛俊文说：“东三省是一个独立国家。”蔡邦华听了极大不满，便回敬了小岛

俊文说：“我们虽然是好同学、好朋友，但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东三省

不是独立的国家，是中国的领土，目前完全被日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

伪政权所统治。你为帝国主义说话，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分子。”你一言我一

语，便争吵起来。爱雪立希教授发觉后，立即前来调解，并斥责小岛不应该说

那样活。随后，事情虽然平息了，但蔡邦华和小岛之间的关系却留下了很深的

裂痕。 

 

二、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满人间 

 

     1924 年蔡邦华正当在日本鹿儿岛毕业时，应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电

邀回国。年仅 22 岁的蔡邦华成了生物系最年轻的一名教授，主讲昆虫学。随后

有一段时间应邹树文邀请，在浙江省昆虫局任职。开展农业昆虫和植物检疫的

研究。1928 年起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接着又担任了长达 13 年的农学院院

长。蔡邦华深知在大学里，为了做好教学，必须要开展科学研究，他对于我国

江浙一带螟虫的生态学和防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发表了数十篇

论文和专著。其中“中国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曾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大学

主要参考书。1938 年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战八年中，生活极其困苦，校舍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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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开始，几经搬迁：第一次入泰和，第二次改宜山，第三次迁遵义，第四次至

湄潭，第五次又重返杭州。在艰苦逃亡的生活中，蔡邦华仍然坚持教书育人为

己任，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植物保护人才，做为教育家蔡邦

华真是做到了桃李满天下。在动乱的年代中，在抗战的时间里，他整天忙于搬

迁和教学，但他仍争得一些时间，就地开展研究工作，做了不少我国西南山区

的昆虫考察。每年还油印《 病虫知识》 期刊以资交流。1942 年浙大迁至贵州

湄潭时，长时间过着流浪生活，蔡邦华思想上十分苦闷。蒋介石对于日本的侵

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斗争矛头不是对准日本侵略者，而是

对准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对于进步师生采取高压手段。在此关键时刻，蔡邦

华接到密友柳亚子以宋庆龄、何香凝二人具名的长篇通电，反对蒋介石不抗日

的错误政策，他受到极大鼓舞，邀请了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农学院演讲，即“延

安访问记”以及他的民主思想，黄炎培的言论引起广大师生的极大兴趣，同时

也深受其影响。校园里顿时间，又掀起了一阵民主浪潮。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

关键时刻，国民党特务的气焰更加嚣张，进步师生惨遭迫害，经济学教授费巩

就在这时被秘密杀害了。对此，蔡邦华感到极大愤慨。反动当局又以“闹学潮”

为理由，学生滕维藻、潘家苏被特务诬陷，横遭逮捕，禁闭于遵义山中，生命

危在旦夕。在校委会公推下，蔡邦华挺身而出，亲赴贵阳当局交涉，力保释放，

并致函教育部控告大学内特务活动猖獗的黑幕。蔡邦华的正义行动遭到特务分

子的仇恨，他们卑鄙地在夜间派人在蔡邦华住处捣乱，最后竟干出火烧住宅的

恐怖行动，给蔡邦华以巨大的威胁和打击。 

    1945 年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浙江大学

从贵州的湄潭复员，返回了杭州。在此期间，蔡邦华怀着胜利的喜悦，和陈建

功、苏步青、罗宗洛等四人，受命奔赴台湾，参加接收台湾大学农学院的工作。

不久又回到浙江大学，仍从事教学工作。那时全校师生正兴致勃勃投身于重建

校园的工作，边教学、边学习，还要边整治战争创伤。师生们虽然紧张辛苦，

但个个都充满着喜悦的心情，教学和生活尚能维持安定。然而好景不长，国民

党政府实行反民主政策，推行法西斯统治，浙江大学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947 年，浙大农学院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曾领导全校同学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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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国民党反动当局便逮捕了于子三，囚禁于浙江保

安司令部。竺可桢校长曾设法积极营救，出面保释，但未获准。不久于子三被

害于狱中，造成震惊全国的大惨案，。噩耗传出，竺院长几乎晕倒，为了解事

情真相，竺校长责成蔡邦华率领调查组，深入现场，了解实情。保安司令部害

怕事情败露，为掩盖耳目，对浙大调查组进行软硬兼施。1948 年元旦期间，反

动当局竟出动军警，二千人围攻浙大，并雇用几十名打手冲进大学，进行打、

砸、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体育教授舒鸿吹哨，召集全体师生驱逐暴徒，

关闭校门。与此同时，竺可祯校长找到了蔡邦华说：“这样的大学竟在光天化

日之下，被军警暴徒包围和捣毁，看来是办不下去了，我本人无法脱身，请你

设法逃出学校，即赴南京，当面向教育部长朱家骅代我辞去校长职务”。受命

之后，蔡邦华从浙大南侧翻墙出校。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向一位大公报新闻记

者介绍了反动军警和包围浙大情况，他们还收买打手冲进学校，捣毁“费巩壁

报”的详细经过，并且说：“学校处于危急之中，竺可祯校长已身不由己，无

法维持，嘱我代他一行，向教育部辞职”。1 月 4 日的《大公报》发表了以上

谈话。正当此时，蔡邦华也赶到了南京，找到朱家骅。见面后，朱以责备的口

吻说：“于子三是干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蔡问答：“我不

管于子三是什么党，但他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是一位爱国、爱校、爱集体的好

学生。他被杀害了，我身为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今天我来的目的是

代竺可祯校长辞职的。学校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

得整个学校无法生活，更无法教学，只得向教育部请示善后”！反动当局见事

态不妙，为了避免激起更大风波，便下令撤去军队，并派要员前往杭州，挽留

竺校长。学校暂时解危了，但反动当局却钉上了蔡邦华。原浙江省主席秘书长

雷法章问竺可祯校长：“大公报 1 月 4 日所登浙大消息，是否由蔡邦华发出

的”？竺校长回答。“不知道，因为蔡邦华是代我赴南京辞职去的，目前还未

返校。但报上所登消息完全是事实，我可以作证”。由于蔡邦华平时与民主人

士柳亚子、黄炎培、梁希、马寅初等来往密切，为逃避国民党的迫害，在外躲

避一时。蔡邦华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为了浙大的安全，为了农学院的安定，为

了讨还学生的冤情和公道，他的正义行为深受师生们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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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长期负责浙大农学院工作，在院长的岗位上，他认真负责、精心耕

耘，对于课程的设计和教学的安排，他努力工作、一丝不苟，积极开拓新的课

程，邀请社会名流讲学，并亲自上讲台、进实验室讲解、授课，把浙大农学院

办得非常出色。他早年的学生汪仲立先生，在台湾这样写道：“当时的‘虫学、

植病、农经’三大课程，是最能引起同学的兴趣和叫座的，以致后来人才辈出，

不是无因。我也选定经济昆虫学（Economic Entomology ）这一门，作为我的专

修之学，亦即受了蔡师的伟大感召所致。蔡师的好学深思，用功甚勤，这是最

好的身教，传给了我们，又再传给了我们的门第子，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一股

相传的力量，这一股气氛，是永生不灭的。一个学人所能做到的，他都做了。

化梦想为实现，把智--识的火炬传给下一代，长久照耀人间。”“蔡师是一位

伟大的虫人，在他的桃李门墙下，当然还有许多的小虫人”。蔡邦华三十年的

教学历程，十三年的院长生涯，他教书育人、爱护学生为己任，桃李芬芳满人

间。在昆虫学界老一辈人当中，他的学生有著名的森林昆虫学家肖刚柔、昆虫

分类学家杨平澜、唐觉等，还有许多在台湾的同仁如曾任台湾商品检验局长的

王宗溥，是病虫害系的 1945 年毕业生。1942 年毕业的陈效奎，曾在台湾糖业

实验所研究甘蔗病虫害。1941 年毕业的梁鹗曾服务于台湾农业老字号的出版社

丰年社任主编。著名美籍华人细胞生物学家徐道觉，也受教于他，1941 年农学

院毕业后，又在谈家桢指导下获理科硕士学位，1948 年赴美，曾于 1973-74 年

被选为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一生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举世瞩目。另外有

在美国颇有成就的曹景熹，还有昆虫学家蒋书楠、管致和、汤仿德，农业昆虫

学家林郁、李学骝、张宗旺等人。这些学生在生物学、昆虫学各个领域作出了

突出贡献，他们都是相关学科的精英，在学术界他们都享有极高的声誉，真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蔡邦华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人才。 

 

三、刻苦钻研结硕果 

 

（一） 、我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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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 1929 年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期间，就开始了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 

年发表了《螟虫对气候抵抗性之调查并防治方法试验》的论文。上个世纪三十

年代初，在德国受爱雪立希教授的指导，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实

验生态学的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观察，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谷象在

不同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第一寿命最长，第二发育最快，第三繁殖最多。

在这三个最佳结果中，哪一个是在生态学上对于昆虫大量发生起主导作用的呢？

这是当时昆虫生态学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他经过不断的实验、对比和思索，

最终确认“第三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 “猖獗”的主导因素，使这一久经

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观点深得爱雪立希教授的赞许。他的学术思想第

一次明确了昆虫猖撅的内含及其意义，为生态学做出贡献。论文发表后，受到

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美国昆虫学家曾详细加以介绍。 

    蔡邦华自德国回来之后，他仍从事实验生态学研究，在浙大创制定温箱，研

究温度对于昆虫发育的意义，这也许是我国最早昆虫实验生态学的研究。随后

他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的研究上，又做了大量工作。从 1930 年到

1936 年数年间发表论文 10 余篇，如《三化螟猖獗与气候》 、《害虫研究上温

湿度之调节方法》、《螟蛾预测及气候观察之办法》等等。不仅在生态学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为我国防治螟虫的

危害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上，发表了《 中国蝗患之预测》 、

《 竹蝗与螶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 等数篇论文。蔡邦华为我国

生态学研究作了许多开拓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为我国生态学奠基人之一。特

别对于蝗虫生态学的研究，取得显著成就，受到了苏联著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

（B. Bienko）的重视，贝比恩科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了蔡邦华的材料，

认为这些工作很有实际意义。 

    五十年代中后期，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为了

准确地查明害虫的发生规律，他认为必须要在自然的条件下深入调查研究，并

且要求用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以及对于害虫发生的关系。

他根据松毛虫数量变动，提出松毛虫发生有一个虫源地。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

于 1960 年正式提出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新概念，认为向阳山拗的山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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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不当，种植纯松林，再加上幼林成长过于旺盛，郁闭度过高，使林下寸草

不生，生物群落极为贫瘠，这就是松毛虫发生基地的基本条件，这样地带容易

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松毛虫由发生基地飞出，井向四周扩散，在适宜条件下，

松毛虫遍布整个林区，爆发成灾，造成松毛虫猖獗发生的恶果。他这一观点，

后来在山东昆嵛山、牙山和唠山各大林区调查松毛虫发生规律得到了进一步证

实。 

    在他的工作中，还发现由于大量使用六六六药剂，引起松毛虫抗药性的提高，

而且破坏了生态平衡，林内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显著减少，造成年年防治，年

年成灾的局面。为此对于松毛虫的治理，他提出应加强经营管理，改造发生基

地的生态环境，提倡营造混交林等措施，借以控制松毛虫的大量发生。他的建

议受到林业部门的赞赏。这方面所发表论著有：《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

《马尾松毛虫的发生与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关系的初步观察》、《中国松毛虫

研究和防治现状》等 10 余篇论文，推动了松毛虫生态学的研究，并且对于大量

使用有机氯药剂提出了质疑，呼吁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另一方面于上一

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主持了全国松毛虫防治专业会议，邀请刘崇乐先生参加，

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推广了以苏芸金杆菌防治松毛虫的具体措施，获得了良

好的效果。 

（二）、在昆虫分类学上的做出了卓著贡献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等翅目、直翅目、

半翅目、鞘翅目和鳞翅目等 5 个目类群的研究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国

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 150 多个。他早

年对螟虫、蝗虫分类上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 螟蛾类概说》 、《 中国蝗科

新种报导》 等论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半翅目中五倍子蚜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不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之间的关系，并进

一步研究了各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

途径。这项工作曾由英国李约瑟博士推荐发表于伦敦《昆虫学报》上。并且还

发表了一些蚜类新种。50 年代期间在广泛收集标本的基础上，对鳞翅目枯叶蛾

类的松毛虫做了大量的研究，查明我国松毛虫类共有 78 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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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7 个属，发现了 20 多个新种、新亚种，其中为害严重者有 6 种，即马尾松毛

虫、赤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等。并撰写

了我国第一部《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三册专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

大学生物系昆虫专门化系统讲授昆虫分类学。凡此种种蔡邦华所做的努力，都

直接推动了我国昆虫分类学的发展。 

    60 年代蔡邦华研究的重点是白蚁。他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开始，对

我国各省所发生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60 年代后蔡邦华集

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白蚁进行了研究。曾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

（1963）、《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1964）、《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

及其发展》（1965）、《西藏察隅地区白蚁一新种》（1975 ）、《中国的散白

蚁调查及新种描述》（1977）、《广西术鼻白蚁属四新种》（1978）等数十篇

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 和主持编写《中国动物志》等翅目。当时在我国已

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半数是蔡邦华和他的合作者定的新种。除此之外，小蠹

分类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点，在我国已知的 500 多种小蠹中，有相当一部分

的种类是由蔡邦华和他的学生共同鉴定的新种。蔡邦华在分类学研究上，强调

要密切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注意到生产一线的实际问题，主张自己所

挑选研究类群，尽可能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编著的《 昆虫分类学》 

颇受到人们的称赞，各个目科都有各个目科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列出与经济有

关的种类或我国特有的种类，有关的分类阶元还涵盖了我国古代相关的记录，

为后人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古籍知识。关于物种问题，蔡邦华认为应该要用新的

观点来分析研究，生物界由于不同类群有不同的特点，人们认识物种不仅要从

形态学上找出区别，而且还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来了解它的实际意义。

进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学方法来探索物种的界线以及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 

（三） 、我国森林昆虫学奠基人 

    蔡邦华．早期在我国南方主要从事教学和农业昆虫学研究。自从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科学院原昆虫研究所之后，一直从事森林昆虫学的研究。

他深入各大林区，从调查我国森林昆虫发生的基本情况开始，由收集我国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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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标本入手。并且对于重要森林害虫进行长期饲养观察，了解其生活史及其

发生情况，研究防治途径和治理办法。 

     在五十年代期问曾出版的《中国森林害虫图志》，大概是我国第一本有关识

别森林昆虫的图志。不仅包括了我国主要森林害虫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寄

主植物、分布区域、危害情况和防治方法等。更可贵的--，有 50 ％以上的种类

记载了具体的生活史图表。最后附有 38 个图版。其中包括了 20 多种重要种类

不同虫期（卵、幼虫、蛹、成虫）及其被害状彩图，核对起来很方便，为我国

森林保护工作者提供一本精确的鉴定手册。 

    鞘翅目小蠹科的大小蠹类 Dendroctonus spp.为森林的重要害虫，主要危害针

叶树，除了直接蛀蚀直接危害之外，还能带菌传病，引起大片森林死亡。西半

球美洲大陆的种类很多，有几十种，危害十分严重。但是东半球，整个欧亚大

陆只有一种，云杉大小蠹 Dendroctonus micans Kugelmann ,寄主云杉，稍有蛀食

云杉树皮，但不成灾为害。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陕西发现另一种大小蠹，

危害华山松十分严重。这种大小蠹与云杉大小蠹完全不同，不但个体小，而且

其它形态特征也并别很大，和西半球的大小蠹更无法相比较，区别更大。蔡邦

华凭他多年研究昆虫学的经验，凭借着一位科学家的直觉，他认为我国陕西的

大小蠹与众不同，与云杉大小蠹区别更大。后经多方查找文献，反复推敲，将

其定为一个新种，他和他的学生李兆麟合作，命名为华山松大小蠹

Dendroctonus armandi Tsai et Li。发表之后，曾轰动一时。 

    随后，在他组织和带领下又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八册等翅目白蚁、

《 中国白蚁》、《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二十九册鞘翅目小蠹科、《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第十七卷等翅目等专著和其它相关的学术论文。 

    除此之外，蔡邦华对于我国主要森林昆虫，如松毛虫、小蠹虫、榆紫金花虫、

松梢螟、白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和报道。特别对于松毛

虫的研究史为全面系统，不仅在松毛虫分类学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且对于

松毛虫的防治上，阐明了“生物潜能”的新理念，为松毛虫的综合治理提出一

个崭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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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展森林昆虫学研究中，蔡邦华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森林昆虫学研究大--员，

和森林保护工作者。不仅对于他周边的助手进行有计划地栽培，而且还接受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森林昆虫学研究人员，以及森林保护干部的进修和培训。这些

大都成为各地森林昆虫学研究的重要成员，和开展森林保护的中坚力量。蔡邦

华对于我国森林昆虫学的研究是全面的、系统的，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不愧为

我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开拓者和莫基人。 

（四） 、积极倡导害虫的综合防治 

    蔡邦华早在 30 年代就注意到了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1935 年发表了

《解决农业害虫问题之途径》，1936 年发表了《 齐泥割稻以治螟患之例证》，

1937 年的《秋化稻苞虫之天敌性别及其他几种性状之考查》，1950 年的《提高

农业生产运动中对于冬季治螟的意义和应有的认识》等等，提出了利用农业上

的具体措施、利用害虫的天敌进行治理害虫的思想。  

1962 年美国著名的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有关环境科学的

著作——《寂静的春天》，她严正指出防治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

衡的基础上进行。过去由于滥用化学农药，人们在杀死害虫的同时，无意中也

破坏了生物间的平衡，并且还导致更加严重的害虫猖獗。害虫对于农药产生了

愈来愈大的抗性，而天敌都被消灭了，因此害虫就会失去控制而大量发生，危

害也就更加严重了。而且滥用化学农药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类的健康，对

于社会影响也很大。这些论点一方面证实了蔡邦华以往在害虫防治上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新的启示。他结合松毛虫研究，明确指出过去我国在防治农

林害虫上，长期过度使用六六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第三届全国大民代表大

会上，提出“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报告，指出因不适当地大量使用

化学农药，不但大大破坏了生物群落的关系，同时还会引起害虫大发生的机会，

而且，对于人或高等动物的生命和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他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

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严防滥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

发挥生物的潜能，促进自然界的自控能力。他建议农林害虫的防治应以发挥生

物潜能为基础，结合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用，选择抗虫优良品种，合理施肥，开

发栽培管理新途径，发挥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生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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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即综合治理措施。他这一倡议得到充分的重视。首先林业部门根据蔡

邦华的意见，下达指示，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在防治森林害虫时应以综合治

理为基础。与此同时，蔡邦华亲自带领助手和学生，在安徽滁县皇甫山等地，

以马尾松毛虫危害为核心，调查不同林型下鸟类、天敌昆虫以及其他寄生物的

种类、数量对于松毛虫大发生的抑制作用。探索马尾松毛虫综合治理的新途径。

邀请北京大学生物系陈德明教授赴皇甫山林区开展松毛虫性诱剂的提取和应用。

提出改造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植被结构、采取营造混交林、改变纯松林林相，提

倡乔、灌、草三结合，增加地被物，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  

 

四、求是创新树楷模 

 

（一）从基础工作做起，获取第一手信息，实中求是。 

    蔡邦华从小对于昆虫有着特殊的情结，日常喜欢观察变幻无穷的昆虫世界，

深知掌握大量昆虫标本对于了解和研究大千的昆虫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

喜欢采制昆虫标本，从小就养成了搜集昆虫标本的良好习惯。儿时常与他的三

哥外出采集昆虫标本，回来就整理制作、观察鉴定。在日本鹿儿岛学习期间他

也非常注重野外实习和标本的采制。学校为推动昆虫学研究，规定一年级学生

进行昆虫采集比赛。在这一活动中，他获得全校第一名。有一次学校举行横贯

九州的采集旅行，由日本东海岸徒步西进到西海岸，连续走了七天。中途曾登

临阿苏火山，在瞭望火山口时，忽有一蝶腾空飞舞，他立即举网捕捉，无意中

竟把带领他们的内藤老师的草帽击入火山口内，引起他极度惊恐，满以为将挨

到老师的指责，但内藤先生见到学生如此热心采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大加

赞赏，开玩笑地向大家说：“落帽得蝶，值得纪念”。由于他热爱昆虫学专业，

精心采制昆虫标本，每每成绩过人，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称赞。随后

在工作或研究中，他仍坚持深入田间、林区采集标本。无论进行昆虫教学工作，

还是开展昆虫科学研究，都需要有大量的昆虫标本和丰富的野外知识。蔡邦华

十分了解分类学研究的第一道门槛在于昆虫标本的搜集和积淀，这对于一个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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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分类学家、一个森林昆虫学家是多么的重要。我国地处亚洲东部，横跨热带、

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地貌十分复杂，东部沿海为平原与丘陵相间，西部有

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不同地域有不同昆虫区系的组成，昆虫类型复杂，种类

繁多。我国昆虫资源十分丰富，种类约占全球的 1/10，有 100 多万种。种类之

丰富，类群之复杂，一直为西方诸多昆虫学家所仰慕。早在 18 世纪就有不少外

国人以各种名义到我国各地采集昆虫标本。19 世纪初叶以来有更多外国人以探

险、传教、游览名胜等各种名目，深入到我国各个角落，包括各大林区，采集

了大量的昆虫标本，运往国外，收藏于各大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

尤多。在这些昆虫标本中，绝大部分种类由外国人所鉴定，许多模式标本以及

定名标本流落国外，给我国昆虫分类学的发展和森林昆虫的鉴定，造成种种困

难和诸多不便。蔡邦华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立志要扭转这种被动局

面，致力拥有比外人更多的昆虫标本。蔡邦华深知拥有大量昆虫标本对于我国

昆虫分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森林昆虫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条件。 

        蔡邦华来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之后，一方面设计森林昆虫学的研究方

向和工作内容，另一方面在研究室里提倡大举采集昆虫标本。无论是水域，还

是陆地，无论是高山，还是丘陵，在诸多的生态环境中，森林保存有更多的昆

虫资源，特别在原始森林里，条件更为复杂，种类更为丰富。为了能采到大量

的昆虫标本，得到森林昆虫的第一手信息，蔡邦华以身作则，不怕艰苦，非常

注重野外工作，几乎每年出差，深入林区采集标本，了解情况；他身体力行，

亲临工作点，仔细观察森林昆虫动态，认真收集野外实验数据。他每到一个林

区，首先了解该林区的基本状况、主要树种及其立地条件，以及森林昆虫发生

的概况。对于主要森林害虫不但要收集标本，还要饲养、观察其生活史，调查

其危害程度及其数量消长等等，并且还要调查这些害虫的天敌种类，以及对于

害虫的抑制作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他带领整个森林昆虫研究室，深入黑龙江带岭凉

水沟原始林区，长期定点，针对当地阔叶树和针叶树的主要树种，以落叶松毛

虫、松梢螟、舞毒蛾、卷叶蛾、球蚜、小蠹、天牛、松象虫、金龟子等重要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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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昆虫为中心，全面采集当地其他类群的昆虫标本。系统地搜集了我国东北地

区各个目科的昆虫标本。同时在湖南的东安、江西的弋阳和安徽滁县的皇甫山

等人工林或次生林区，以调查研究马尾松毛虫的发生规律及其综合治理为重点，

同时也全面收集其他森林昆虫及其天敌昆虫的标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除

了专门定点，长期采集昆虫标本外，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调查我国森林昆虫种类，

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做了周密的安排，云南、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

采集了大量的森林昆虫以及其他类群标本。这些丰富的标本和资料不仅为研究

我国森林昆虫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开展昆虫系统分类学的研究积累了

极为丰富的标本。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森林昆虫学专著和其它相关的学术论文。

这些工作为后人开展昆虫系统分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直接丰富了他

们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是后人获益匪浅，日后他们都成为我国昆虫分类学和森

林昆虫学的中坚力量。 

（二）一位科学家的良知和预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蔡邦华曾与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祝汝佐先生一起

访问了罗马尼亚。考察中蔡邦华发现美国白蛾在欧洲的猖獗发生，很短的时间

里几乎传遍了整个欧洲，成为全欧洲最具有危险性的森林大害虫，并且当时已

传入了亚洲的日本和朝鲜，扩展的事态和严重的后果令人担忧。美国白蛾适应

性广，生命力强，为杂食性森林害虫，严重危害多种阔叶树，其数量之多，取

食之暴虐，令人吃惊，美国白蛾确为一种毁灭性大害虫。 

蔡邦华访问之后，带回美国白蛾各个虫期的标本及相关资料，进行深入研

究。以他多年野外观察昆虫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以及对于美国白蛾生活习性

的研究，他预感到美国白蛾很可能要入侵我国相关地区。我国地处亚洲东部，

地域辽阔，纵跨北纬超过 50 度，相关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欧洲、与日本、与朝鲜

十分接近，从地域上也十分接近，几乎连成一片，而美国白蛾危害的树种也几

乎相同，无疑适宜于美国白蛾的生存与繁殖。为此他向农林有关部门呼吁，切

要注意美国白蛾的扩散动向。并提出紧急警示和以下具体措施。 

1.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外检疫工作，将美国白蛾列为对外检疫的主要

对象。把美国白蛾拒之国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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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部门要进一步研究美国白蛾的生物学习性，以及地理学扩散特点，

密切注视美国白蛾扩散速度和入侵倾向。 

为了防止美国白蛾的入侵，蔡邦华在《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

中，一再提醒人们，要严密注视美国白蛾的扩散动态，制正严重事态的发生。

然而不久之后，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美国白蛾终于在我国东部沿海入侵，

由北向南迅速扩展，猖獗危害，严重威胁着我国广大地区森林和行道树的生长，

并向我国西部扩散传播，迅速传至陕西。美国白蛾似乎闯入了无敌的新天地，

大量繁殖，并以陕西武功一带为中心，又迅速地向四周扩散蔓延，给政府带来

极大的烦恼和负担。每年林业部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推行各种防治措施。

直至今日没有能够制止美国白蛾的猖獗危害。 

蔡邦华在《罗马尼亚昆虫和生物科学界访问记》中，还提到一个极端敏感

问题，即除四害消灭麻雀的问题，他根据罗马尼亚科学家对于鸟胃内涵的分析，

提出消灭麻雀的异议，他认为不应该消灭麻雀。这种异议在文革中虽遭了冲击。

但一位科学家的良知和警示给后人树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三）学术民主树楷模 

蔡邦华在近 60 年间,除了教学之外,在昆虫学多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成绩。

主要学术论文和著作已经发表的有 100 多篇。教学上他不希望近亲繁殖，要远

亲繁殖，在浙大时，他搞五湖四海，不管清华派、金陵派、德日派、英美派，

各个学校的、各国留学的、只要有学问的人，他都重视，都请来学校教书。先

前离开浙大的柳支英先生、肖辅先生后来都回浙大了，在广西请了李凤荪先生，

是蚊子专家，讲医用昆虫，本来要成立研究所的。在湄潭时他请了刘淦芝先生，

是哈佛毕业的。请了陈家祥先生是蝗虫专家，还有是祝汝佐先生、森林专家邵

均先生等等。 

他在工作中和在处理学术上不同意见,都能发扬民主。他主张在学术上，

无论老少亲疏，人人都有发言权。他能容纳不同的观点,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看

法,并且一旦发现别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绝不会由于自己是师长而拒绝。松

干蚧是一种寄生于我国沿海一带松树上的大害虫，由于缺乏更多的研究标本，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强调自己的理解，所以对于同一个物种有着不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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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时间，在我国松干蚧的学名很混乱，且争论十分激烈。蔡邦华认为我

国沿海的松干蚧雌性成虫触角为 9 节，与日本桑名伊之吉鉴定的不同。但他

的学生杨平澜教授却认为中日两国的松干蚧是同一种。1980 年蔡邦华亲自从

日本带回原产地松干蚧的标本,重新进行检查,发现桑氏记载确有错误，从此结

束了这场争论。1981 年初,蔡邦华在云南昆明召开的森林昆虫学术讨论会上,公

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且当场宣布杨平澜先生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一行动给在

坐的同志很深的教育。 

（四）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蔡邦华对祖国怀有强烈的感情,热切希望台湾和大陆应早日同归于好，两地

人民同根、同族、同祖，应尽早实现祖国的统一。1983 年他病重住院，当听到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愿与台湾当局再次合作,共同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时,他十分激

动，对于台湾和大陆长期对立与分裂深感不安。他想：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促进海峡两地的和解与统一，便命家人寻找在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

大家过去都是同窗同事、亲朋好友，应共同努力，互相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的

统一和民族的复兴。充分显示出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蔡邦华先生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是开拓进取的

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为了学生的学习与安危，他竭尽全力；为了科学的

发展与进步，他孜孜探索；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兴旺，他渴望和解。蔡邦华先生

高尚的情操和爱国的情怀，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树立起一座巨大丰碑。一代宗师,

千古流芳。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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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复生．我尊敬的老师昆虫学家和教育家蔡邦华教授．《昆虫学理想和我的眷恋》．民

族出版社，2004 , 23 一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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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 

 ——纪念前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 110 周年华诞 

杨达寿 ※

年小志大爱虫人 

 

德国著名思想家、诗人和剧作家歌德说过：“如果你想从大自然索取什么东

西，就要缓慢而顽强地接近它。”蔡邦华的一生，就是接近大自然的一生，也是

向大自然索取的一生。这还得从头说起。 

1902 年 10 月 6 日，蔡邦华出生在江苏溧阳县一户书香门第之家，他的父

亲是前清的秀才。进入小学后，聪颖的蔡邦华学有余力，常向兄长借书学习，

特别是解剖家蚕时，怀有极大兴趣，常站在兄长旁看得出神，还常去摆弄蚕体

的内部器官。在南菁中学读书时，他常利用课余时间去野外捕捉小虫，并用小

纸盒养起了芋青虫，一有空就仔细观察小虫生活的情状，有时还作点小记录。

蔡邦华爱虫如痴的秘密很快被博物老师发现了，并受到老师的表扬。从此蔡邦

华爱虫的热情更加高涨，并在老师和兄长指导下，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立下

“以农立国”的大志，决心为我国农业、林业多作贡献。 

1920 年蔡邦华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

考入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

且注重昆虫的习性、治虫的经验，空余时间还向老师求教鉴定识别昆虫的方法。

溧阳一带多兴蚕业，但桑树常受白蚕的侵害。蔡邦华去日本留学前，在家乡采

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在国内查不到学名，他便把白蚕制成标本，带到

日本四处求教。冈岛教授看到这位中国学生如此专研，就主动帮他找参考书，

                                                 
※
杨达寿系浙江大学研究员，《浙大的校长们》《浙大的大师们》《浙大的学子们》等书的主

笔和主编。本文摘自《 浙大的大师们》 一书，作者又作补充修改，删除原文中照片，以

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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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查考方法，不久蔡邦华找到了白蚕确切的学名。为进一步研究白蚕以至治

虫打下了基础。1924 年在国立农林学校毕业后，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聘

请，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在教学中，蔡邦华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决心离

职再赴日本深造。他进入名校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在鏑木外歧雄教授指导下，

对全世界一万余种的蝗虫进行分类研究，特别对我国主要的农林害虫飞蝗、稻

蝗等 300 余种蝗虫中的竹蝗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了《 中国蝗科三新种》 的论

文。19 28 年，蔡邦华提前结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

任高级技师。在昆虫局工作期间，他又是杭州西湖博览会农业组的领导成员之

一，为我国农产品的交流作出积极贡献。1928 年 7 月，国立浙江大学下属的劳

农学院大学部急需农林生物科师资，蔡邦华应邀到浙大任教。1930 年，他受邵

裴子校长委派，赴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

研究昆虫学，并在德国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还借机对

欧洲 9 国进行了旅行考察，而后又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

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 年，蔡邦华有幸参加了在巴黎召

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见到了一些世界昆虫学名流，获益匪浅。同年回

国后，继续到浙大农学院任教授，结束了脱产学习进修昆虫学的生涯，真正开

始实现少年时立下的“培养治虫人才”的大志。 

抚育良才热心人 

蔡邦华任职 50 余年，其中一半时间在浙江大学任教。他是一位知识渊博，

学术造诣深厚，抚育良才的热心人。1939 年 8 月，在宜山接任浙大农学院院

长重担后，更把一腔心血倾注到教学和科研上。 

    宜山（今称宜州）昔称“蛮烟瘴雨”之乡 。浙大师生到达宜山后，遇到的

是疟疾的威胁，又遭敌机轰炸。蔡邦华既要安排全院师生的教学与科研，又要

关心师生的人身安全与病苦，工作非常繁忙。教职工租住的房子比较简陋，学

生住临时搭建的草棚；吃更是艰苦，菜少不够吃，只好吃白饭。师生们生活虽

苦，抗日宣传、劳军义卖情绪高涨，教学活动照常进行，科学研究不断，还出

了不少成果，特别是农学院的养蚕示范工作、缫丝操作等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其间的不少工作，都倾注着蔡邦华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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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 年 11 月 25 日，南宁失陷，学校筹备再次西迁，并于 11月 28 日成

立张晓峰、胡刚复、蔡邦华等 7 人为迁校委员会。12 月 23 日，迁校委员会胡

刚复、李熙谋和蔡邦华 3 人又被选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并于同日赴遵义为

迁校而奔忙。1940 年 1 月 9 日，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同意浙大迁移贵州，于是

浙大再次正式全面迁校。时值隆冬，到处冰凌雪淞，桂黔山道，缺少车辆，师

生历尽千辛万苦，于同年 2 月到达革命圣地遵义。 

    1940 年春的一个晚上．在遵义何家巷学生膳厅集中了农学院 1938 届（二

年级）的学生，蔡邦华院长动员大家建立湄潭分部先锋队。师生们情绪高昂，

次日即乘车向湄潭进发。遵义至湄潭有 75 千米，只有一条新修的泥土公路，

但路面坎坷不平，送学生的汽车开了一半就抛锚，大家只好发扬“两条腿走路”

的精神，步行 70余华里，走到湄潭县城，安顿好住处，就为修建校舍而忙碌起

来。 

1940 年 5 月，湄潭分部校舍大致安排定当，并于暑假里将农学院、理学院和

师范学院理科组迁往湄潭进行教学活动。在蔡邦华精心安排下，农学院在湄潭

西门外过大桥左右两侧安排教学用房；向左到牛郎背，购地 200 亩建浙大农场，

作为农艺、园艺等系的试验场地；贺家祠堂、禹王宫、财神庙等作为农学院教

学或研究用房。这样，农艺系、园艺系、农化系、蚕桑系、植物病虫害系、农

经系都开展了较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当年浙大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一起学

习基础课；学校施行学分制和导师制。蔡邦华除认真贯彻学校办学意见外，还

积极动脑筋，办出农学院的特色。农学院学生在一年级基础课结束后，加授 7 

周的暑假课程：有作物通论、园艺通论、森林大意、蚕桑泛论、畜牧通论、农

业经济等 6 门农业课，使学生了解农业的一般知识。二年级开始，分系授课，

选定正辅系，使学生在毕业后加宽受业面。暑期农村调查也是三年级农学院学

生的无学分必修课，每个同学必须将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从拟表、

选样、实地调查，到资料整理、统计分析、撰写报告，每人都得以实践。如

1945 年 4 月 24 日，农学院与全国学生救济总会遵义分会合办暑期农村服务调

查队，由蔡邦华院长等老师指导，农经系三年级学生为骨干队员，开展农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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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目有：民众教育、医药卫生、农事推广及病虫害知识宣传，不仅受到农

民的欢迎，又使学生得到不少社会知识。            

    在湄潭的日子里，蔡邦华一边忙于院务工作，掌管全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一边上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等课，忙得不亦乐乎。他讲课细致详尽，娓娓

动听。特别是他能在课前广泛收集国内外科学前沿的资料，做到常讲常新。他

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如讲昆虫分类课，就联系湄潭当地的一些益虫和害虫，激

发大家学习的兴趣。他讲昆虫生态课时，旁征博引，更是引人入胜，还谆谆教

导学生多到野外调查研究，多采集标本。他每次与学生郊游，甚至外出开会，

都带上捕虫网、采集袋，次次都满载而归，为教学和科研创造条件。在湄潭，

多有青杠树，他常指导学生养柞蚕，搞试验，还鼓励学生举办自捕昆虫展览会，

进行昆虫科普宣传，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提高当地百姓对昆虫的认识。 

    蔡邦华身居院长、教授高位，但对学生总是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使学生

们敢于提问题，能言尽其意，展开讨论，获益良多。有一次，学生们去他办公

室，谈起昆虫学参考书少的问题，蔡院长牢记在心，精打细算有限经费并派人

到上海等地采购新书刊。不久，在湄潭图书馆就见到不少新书。师生们都说：

“蔡院长是培育良才的热心人。”在竺可祯校长和蔡邦华院长领导下，农学院

在困难中不断发展。1940 年恢复推广部，1942 年增设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

部，并招收研究生。全院师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在如豆的油灯下，教师认

真备课，写教材，学生刻苦攻读。不论寒冬酷暑，师生们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在农场搞科研，取得教学和科研双丰收。  

    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时期，在蔡邦华精心抚育下，培养出了一大批昆

虫学专门人才，如张蕴华、张慎勤、曹景熹、杨平澜、徐道觉、唐觉、肖刚柔、

陈效奎、李学骝、张宗旺、王宗溥等。他们都成为一代昆虫学家、教授，有的

蜚声国际昆虫学界，为昆虫教学和科研作出重大贡献。 

    1946 年 9 月，浙大复员杭州，蔡邦华为农学院的选址、整修日军破坏的

院舍等费尽心血，还用上我国农业有杰出贡献的祖先名字来命名重建的教学大

楼，如神农馆、后稷馆、嫘祖馆，学生宿舍命名为华一斋、华二斋等，教职工

宿命名为建德村、泰和村，以示对西迁办学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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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学界奠基人 

蔡邦华自 1939 年秋任浙大农学院院长之职起一直坚持“双肩挑”， 即一

边掌管全系教学与科研工作之舵，一边亲身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在他身体力

行下，全院师生发扬求是精神，不怕困难，踏实探索，走在科学前沿，硕果累

累；他们因地制宜，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开展科研，也取得丰硕成果。 

蔡邦华自 1927 年二渡东瀛从事蝗虫分类研究起，几十年如一日，对昆虫研

究未有间断，为昆虫学界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篇章一：蔡邦华自 1928 年到浙江省昆虫局任高级技师起，就开始进行螟虫

生态学的研究。他常深入田间采集螟虫卵，观察孵化过程，于 1930 年发表了

《 螟虫对气候抵抗性之调查并防治方法试验》 的论文，为浙江水稻的螟虫防

治以至丰收作出贡献。1930 年后在德国进修期间，在爱雪立希教授指导下，以

谷象发育与温度关系为题开展实验生态学的研究：经过一年多细致的观察研究、

对比分析，最后证明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导因素，使学术界争论

不休的难题得以解决。他的论文发表后，受到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被美国昆

虫学家详细介绍。此后，蔡邦华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在螟虫发生、防治与

气候的关系等方面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三化螟猖獗与气候》 《 螟

蛾预测及气候观察之方法》  等 10 余篇论文，不仅在生态学方面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而且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我国一套害虫测报制度，为防治螟虫危害开辟

了有效的途径。 

在蝗虫分类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蝗虫的生态研究，发表了《 中国蝗虫

之预测》 等多篇论文，受到苏联著名蝗虫专家比恩科的重视，并在其著作里多

次引用蔡邦华的文献。 

长期以来，松毛虫是我国松树林木生长的一大致命害虫。20 世纪 50年代

起，蔡邦华急松毛虫防治之所急，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进行研究。他常年累月深

入松林观察，于 1960 年提出松毛虫发生的虫源带理论，认为向阳山坳的山地，

由于种植纯松林，加上幼林成长郁闭过度，使林下寸草不生，生物群落极为贫

乏，导致松毛虫大量繁殖。他的这一看法，在多处山地松林得到证实。同时，

他还发现由于大量使用“六六六”农药，一方面使松林内捕食性的益虫显著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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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另一方面使松毛虫抗药性提高，造成年年治虫，年年松毛虫成灾的局面。

在长期研究后，发表了《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 《 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

现状》 等 10 余篇论文，并提出了加强松树林的经营管理，保护生态环境，提

倡营造混交林等建议，以便减少松毛虫灾害的发生。这些论文和建议，受到有

关林业部门的赞赏，蔡邦华被誉为我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蔡邦华还查

明我国松毛虫共有 78 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于 7 个属，发现了 20 多个新种、

新亚种，其中危害严重的有 6 种，即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

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为松树的防治病害打下理论基础。 

篇章二：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蝗虫分类研究基础上，在直翅目、鞘翅目、鳞翅目等 5 个科目上

进一步研究，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计达 150 个以上，

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 昆虫分类学》 （上、中、下）专著，以及《 中国蝗科

新种报导》 等论文。 

在浙大西迁办学时期，他带领唐觉等年轻教师，对同翅目中五倍子蚜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深入湄潭山区调查五倍子蚜的生长情况，两年中共发现 9 

种倍子，包括盐肤木上当时已知的角倍蚜和倍花蚜，以及两个新种（倍蛋蚜和

圆角倍蚜），另外还有一新记录种（红花倍蚜）。这是我国五倍子蚜虫分类上的

一个突破。在调研中还获得了角倍和圆角倍两种不同属种的干母栖于一处形成

的共栖倍多枚。这是非常难得的标本，说明干母同期发生，成熟爆裂先于角倍，

而此共栖倍的爆裂期适在两者之间，是一项新发现。他们还在湄潭找到角倍蚜

的冬季主藓类两种，并经过人工繁殖已可越冬，翌年春可人工接种干母到盐肤

木上结出五倍子，取得重要成果。他们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不仅查明了不同

五倍子和不同倍蚜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各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

为人工栽培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这项工作填补了国内空白，曾得到英国皇

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的赞赏，其研究成果由他推荐发表在伦

敦《昆虫学报》 上。五倍子的主要成分为鞣酸，是制墨水、鞣革、塑料、染色

等的重要原料，在中医学上可入药。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研究、开发五倍子

意义特别重大，影响深远，蔡邦华、唐觉的名字不仅载入地方史册，至今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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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所传扬。在西迁办学期间，除了上述科研成果外，还指导学生发表了

《西南各省蝗虫的分类》 等多篇论文，又与陈鸿逵一起创办了《 病虫知识》 

刊物，其论文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白蚁是等翅目昆虫的统称，约有 1800 余种，分布在温带和热带。它是危害

枕木、房屋、桥梁和堤坝的大害虫。蔡邦华急国家之所急，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后重点调查研究白蚁。他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入手，对我国各省常见

的百余种白蚁的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

《 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 西藏察隅地区白蚁一新种》《 广西木鼻白蚁属

四新种》 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 和主编《白蚁志》。在我国已知

的百余种白蚁中，半数以上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此外，小蠹分类的研究也是

他一段时间工作的重点，我国已知的 500 种小蠹中，有 100 余种是蔡邦华等定

的新种。 

蔡邦华在分类学研究上，强调密切结合生产实际，主张各种要有典型代表，

特别要列出与经济有关的种类及我国特有的品种。他认为，人们认识物种，不

仅要从形态学上找出区别，而且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了解它的实际意

义，进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探索物种的界限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篇章三：病害和虫害是农业生产的两大致命杀手。蔡邦华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十分注意害虫的综合治理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解决

农业害虫问题之途径》 《 秋化稻苞虫之天敌性别及其他几种性状之考察》  

等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利用农业措施、利用天敌进行综合治理害虫的思想，与

美国著名女生态学家莱切尔· 卡逊指出“防治害虫必须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

衡的基础上进行，滥用化学农药会造成环境污染，对害虫增加抗药性，对农业

益虫和人体造成伤害，无意中破坏了生物间的平衡，导致害虫的更大危害”的

论点相一致。于是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谈谈农林害虫防治

途经问题》 的提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严防滥用化学农药而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平衡，提倡发挥生物潜能，促进自然界的和谐发展。他建议农林害虫的防治

应以生物潜能为基础，结合先进的农业技术，选择抗虫优良品种，合理施肥和

栽培管理，发挥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生物因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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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综合治理之目的。此后，蔡邦华带领助手到安徽滁县等地，探索马尾松松

毛虫的综合治理途径，采用营造混交林，倡导自然状态下天敌的作用，充分发

挥生物潜能来综合治理害虫，收到很好的效果。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有关部

门提出大除“四害”，蔡邦华以国外对生物保护的重视情况为借鉴，建议政府部

门不要把麻雀列入“四害”，后来有关部门采纳了蔡邦华的建议，不再搞打麻雀

的群众运动。 

篇章四：坚持求是精神，容纳不同观点，是蔡邦华几十年一贯奉行的科学

研究态度。他在近 60 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勤奋耕耘，刻苦钻研，因此硕

果累累，佐证了歌德讲的“不花费劳动就没有真正的伟大事业”的名言。更为

可贵的是他发扬学术民主，主张不论老少亲疏，人人有发言权；工作上谦虚谨

慎，倾听不同的观点，一旦发现别人的意见正确，及时修正自己的差错。例如

松干蚧学名问题，他就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宣布他的学生杨平澜先生的论点

是正确的， 

并热情赞扬他不迷信前人结论的科学态度。蔡邦华坚持求是精神，大胆修正错

误，受到学术界的赞扬与崇敬。 

热爱祖国正直人 

蔡邦华为人正直，爱护学生，凡事坚持浙大一贯奉行的求是精神，为后学

的表率。1933 年 4 月起，郭任远任浙大校长 3年内，积极推行国民党省党部

军事化管理制度，任意处分学生，对教职员时有凌辱，开除、勒令退学和其他

处分学生多达近百人。学生胡乔木因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组织读书会，也遭到郭

的迫害而离校。郭任远的无理行径，引起浙大师生的公愤，学生纷纷罢课，农

学院有 68 位教职工愤而离校，先后有许漩、梁希、吴耕民、蔡邦华、金善宝

等 50 多位名教授辞职，声援学生驱逐郭任远校长的斗争，直至郭任远下台。

蔡邦华离开浙大后，去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1936 年 4 月 25 日，竺可祯

任校长后，才陆续请回离校的教授，其中蔡邦华于 1938 年被请回浙大任教。 

蔡邦华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1 年 1 月，

湄潭学生在庆祝新年大会上，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假抗日、真分裂的阴谋。

湄潭县党部带了警察捣乱会场，蔡邦华十分愤怒，指点学生整队游行。他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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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队保护学生，武警未敢驱赶学生。1941 年 12 月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

沦陷。孔祥熙不顾许多知名爱国人士的安危而用飞机运送洋狗等由香港飞赴重

庆躲避。消息传到浙大、西南联大等高校，引起广大师生的义愤，并准备游行

示威。湄潭国民党特务为镇压学生运动，以检查户口为名，无端搜查助教潘家

苏和学生滕维藻两人的住处，并栽赃陷害。蔡邦华义愤填膺，当即报告竺可祯

校长，并设法营救，特此赶到贵阳，通过他的同行昆虫学家刘廷蔚，找到国民

党贵州省主席刘鼎昌（刘的岳父）申明情况，为随后竺校长据理交涉，将潘、

滕两人领回校内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免遭国民党特务所制造的蓄意陷害。抗战

胜利后，蔡邦华随罗宗洛等一起赴台湾接管台湾大学，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

一年后，他念及浙大农学院师生的教学与科研，回到浙大任教。 

1947 年 10 月，反内战、反饥饿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时任浙大学生自

治会主席的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于狱中，蔡邦华悲愤至极，并和学

生一起坚持斗争。1949年 4月 29日竺可桢校长秘密赴沪后，由蔡邦华院长等

14人发起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5月 4日，原校务会和应变会举行联席会议，

由严仁赓任临时主席，正式宣布应变会停止工作，议决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同日，召开临时校务委员会成立会，蔡邦华等 14位发起人与会，郑晓沧为临时

主席，会上选举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蔡

邦华为主任委员，主持日常校务，并做好迎接军管工作。 

 

蔡邦华对祖国怀有深切的爱，热切地希望祖国的宝岛早日回归祖国。1983 

年他病重住院时，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以实现祖国

统一大业时，心情十分激动，即命家人寻找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老一辈科学家爱国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蔡邦华病重期间，他想到的是学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更想到要支持西

部大开发。他告诉夫人陈绵祥（南社社员）把他一生收藏的 832 册专业书，

163 种期刊和 2588 份资料捐赠给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陕西省林业厅发给

陈绵祥奖状及 1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陈绵祥没有接纳，建议设立“蔡邦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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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学术奖基金”，以奖励为发展我国森林昆虫学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爱国

爱丈夫之心可见一斑。相信蔡邦华地下有知，也会赞扬夫人代他做了一件大好

事而含笑九泉！ 

 

 

  



139 
 

臺灣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 - 蔡邦華 

許 輔 ※

 

 

戰後初期的臺灣教育 

在光復初期，臺灣高等教育機構數量並不多，以接收日據時期原有的大專

院校為主，僅有四所高等教育機構，分別為 1. 台北帝國大學：在 1945 年改制

為國立臺灣大學；2. 台北經濟專門學校：在 1945 年改制為臺灣省立台北商業專

科學校，1947 年併入國立臺灣大學法學院；3. 台中農林專門學校：在 1945 年

改制為臺灣省立農業專科學校，隔年升格為臺灣省立農學院，也就是國立中興

大學的前身；4. 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在 1945 年改制為省立台南工業專科學校，

隔年在升格為臺灣省立工學院，是國立成功大學的前身。 

臺灣各級學校，在日據時代所施行的學制是日本的學制，與中國原有的學

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光復初期之教育，須依據臺灣教育基本方針及現行

學校系統，再參酌接收當時的各級學校之實況，調整全臺灣的各級學校，確立

學校制度。 

日據時期，日本人在臺灣推行日本語言政策，限制對原本語言的使用，並

且要求改用日本姓氏，建立神道教的象徵物神社，但不可否認的是，日本人在

臺灣奠定了生活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基礎，因此，光復後的教育基本方針，首先

須消除日據時期所施行的殖民地政策，保持並發揚現代化、科學化的生活基石。

當時的教育方針除了培養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操，並且透過三民主義之教學，闡

揚三民主義。另外，也透過增加招生次數和招生名額來擴大就學機會，充實試

驗所研究所的設備人員及增設研究機關，獎勵學術研究。 

師資方面，過去一直是學校推動教學與研究之主力，也關係著學校的發展

方向，並為學校命脈所在。國民政府接收之後，旋即面臨調整暨延攬師資問題。
                                                 

※許輔系國立台灣大學生物技術中心園藝系教授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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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過渡時期教學和研究之需要，除擴大登用臺籍學者、延攬中國籍學者來

臺外，為不讓教學工作突告中斷，不得不留用部分日籍教職員，成為最初延續

教學和研究工作之主力。據官方表示，臺灣在日治時期是以差別待遇原則設計

的教育制度，在教育目標、師資、課程等形式和內容方面，均呈現特殊性，重

視日本人而非常限制台灣人的高等教育，致使戰後初期能勝任大學教職之台灣

人相當有限，而中國大陸正值國家復員之際，人力、物力同感缺乏，加以交通

不便，待遇不高，羅致來臺任教的人數仍屬有限，「師荒」問題相當嚴重。在

臺人資格多有不符及中國大陸學者不願來臺的情況下，不得不留用部分日籍師

資，以延續教學和研究工作於不綴，有其現實上的需要。 

 

接收前的臺北帝國大學及農學部 

臺北帝國大學是台灣大學的前身，創立於民國十七年（日本昭和三年，

1928 年），最初設有文政、理農兩學部，理農學部分為生物學、化學、農學、

農藝化學四科，均採講座制，其後增設醫學部（1936 年），戰時更增設熱帶醫

學研究所（1939 年），1942 年，因應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調整大學之組織和運

作，將理農學部分為理學部及農學部，並於翌年增設工學部。1943 年以農學部

和理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資料科學研究所，作為日本帝國南方研究的前進基

地，形成規模龐大的完整大學。 

日治時期，為開發臺灣經濟利源，貫徹其「農業臺灣、工業日本」政策，

對於臺灣農業之重視，不言可喻。臺北帝國大學時期，農學部可說最受到重視，

其設備之充實、圖書之豐富，以及以往調查研究之業績，均極寶貴，較日本各

帝國大學之農學部，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農學部各個講座中，以農學．熱帶農學講座最為龐大，和熱帶農業之關

係亦最深。其中，第一講座由奧田彧主持，主要內容為農業經濟學，研究臺灣

農業經營地帶、臺灣農業法律及農民宗教、高山族農業調查、南洋及瓊崖等農

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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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座由田中長三郎主持，主要內容為園藝學。田中教授授長於柑橘研

究，對於柑橘之分類別有創見，在產業植物之鑑識分類、遺傳育種種源、菌類

植物病理、農業地理及天然資源、熱帶農學及熱帶園藝學、栽植和果園管理、

產業政策及經貿等方面亦有廣泛涉獵。熱帶農學第三講座由磯永吉主持，磯教

授被視為臺灣稻作改良育種的先驅者，對於臺灣稻作的特性調查、稻作生理、

品種改良的研究不遺餘力。熱帶農學第四講座初由市島吉太郎主持，1935 年起

改由安田貞雄主持，主要內容為育種學，側重生殖生理學和細胞遺傳學之研究。 

 

臺灣大學的接收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臺灣重回中國疆域。該年九月，國民政府任

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赴臺灣接收。同時，教育部長朱家驊亦借調中央研

究院所長、浙江大學羅宗洛教授，前往臺灣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九月底臺灣大

學首任校長羅宗洛先生即攜帶簡單行李到重慶待命赴臺灣。朱家驊部長認為臺

北帝國大學規模龐大，有文法、理、工、農、醫五個學院，一人恐難以接收，

而羅宗洛教授考慮出發日期已近，決定在重慶以及他所熟悉的遵義浙大物色人

選。他聯絡浙江大學的蘇步青、陳建功、蔡邦華三人及在重慶的中央大學陸志

鴻、馬廷英等五人，準備分頭接收理、農、工各院。十月八日，羅宗洛得教育

部通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部將於次日啟程赴臺，遵義浙大蘇步青、

陳建功、蔡邦華三人尚不及趕來重慶，因此羅與陸、馬二人，加上部派秘書王

永四人先行，搭機飛至上海，轉乘美國軍艦於十月十七日抵達基隆碼頭，受到

臺灣同胞熱烈之歡迎。鑒於接收人員中沒有學醫者，而帝大醫學部規模甚大，

且獨立設部，邀請當時帝大教授中唯一台籍人士杜聰明加入接收團隊，負責醫

學部接收事宜。羅宗洛校長等人商議後決定接收步驟：（一）分頭參訪大學各

部門，瞭解實際情況。（二）命令日人編造人員、圖書、儀器及藥品等清冊。

（三）清點。（四）正式接收。根據羅宗洛校長之日記，「他們懷著滿腔愛國

熱情，廢寢忘食的進行細緻的清點，查出許多漏列的東西，窮月之久，才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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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十一月十五日，進行正式的接收手續，於 1946 年 1 月正式更名為「國

立臺灣大學」，並將十一月十五日定為國立臺灣大學校慶紀念日。 

 

蔡邦華院長及接收後的農學院 

蔡邦華院長是江蘇溧陽人，生於 1902 年 10 月 6 日，卒於 1983 年 8 月 8 日，

享年 81 歲，是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昆蟲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蔡院長

於 1920 年東渡日本留學，考入鹿兒島國立高等農林學校動植物科。1924 年，

他畢業時接到國立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校長章士釗的邀請，

聘請他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為當時最年輕的教授（22 歲）。1927 年，他

再赴日本留學，在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農學部研究蝗蟲分類。1928 年，

他拒絕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提前回國。回國後，他曾在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

1930 年，他被浙江大學派往德國進修。1933 年後，他歷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

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浙江省昆蟲局局長，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校務委

員會臨時主席等職。 

1945 年 10 月 13 日，蔡邦華院長等一行離開遵義浙大，14 日抵達重慶，16 

日登上輪船，經過 18 日航行，於 11 月 3 日抵達上海。11 月 19 日蔡邦華、陳

建功、蘇步青三位教授與第二批赴台接收人員由上海乘船抵達臺灣，與當時負

責臺灣大學接收和建設的羅宗洛等會合，隨即投入艱巨而繁重的接收工作。當

時知名文人江恒源為蔡邦華等三位教授賦詩送行： 

秋風颯颯天氣涼，送客攜手上河梁。 

三子有行忽萬里，為歌一曲湄之陽。 

南雍聲華應回浙，三子俱是人中傑。 

樹人已感百年功，更待瓊花海外發。 

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遺憤滿蓬萊。 

河山還我奇恥雪，戰雲消盡祥雲開。 

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學生樂無涯，乘槎使者天邊來。 



143 
 

在十月蔡院長負笈來台，蔡夫人陳緜祥女士為夫婿送行時，也作詩送之：

乙酉十月、邦華奉調臺灣、輔導教育事宜、詩以送之： 

木屐倭奴競壯游、難忘廿載向隅愁、崇光四月銷奇恥、一咲基隆島上頭。 

多謝親朋贈別詞、盛筵寵賜記臨歧、歸來若少瓊瑤報、定罰樽前醉百巵。 

尋常小別輒淒然、何況茲行路萬千、重整延平開國史、願君猛著祖生鞭。 

在家何必言君好、每別分離百事難、柴米經營兒女債、而今那得片時安。 

蔡邦華院長在臺灣的期間不長，能找到的軼事不多，但在羅宗洛校長接收

臺灣大學日記中曾提到「上午八時至草山溫泉，余與杜(聰明)、蘇(步青)、蔡

(邦華)三人驅車登大屯山，…四人隨即入浴，水溫宜人，不覺浴久。正在穿衣

時，蔡邦華兄乎發腦貧血，倒在余旁，余及扶持之，幸未墜地，隨即清醒，但

欲起時又昏去，仍以四人之力抬之上樓，出被褥使靜臥，移時乃愈，余等皆飽

受虛驚矣。」 

接收之後，蔡邦華院長為臺灣大學農學院的首任院長，除了將農學部改稱

農學院外，並將原有之農學、農業經濟、獸醫、農藝化學及農業土木五專攻，

改為農藝學系、園藝學系、農業工學系、畜牧獸醫系、農業生物系、農業經濟

系、農業化學系等七系，以及附屬農場、牧場、林場、家畜病院、果樹園、溫

室、機械工作室等。不久，鑑於臺灣森林復原和林業建設之重要性，而原臺北

帝國大學又未設有林學系，故接收之後，即經教育部核准設立林學系。1946 年

4 月，由於蔡邦華院長與蘇步青、陳建功三位教授在浙大的教學任務不能有所

拖延，但學校這裡要留他們，好不容易才獲准得以回去。《臺大校刊》第 6 期

短文＜兩年來的農學院＞有段文字：「…接收後農學院院長為蔡邦華先生，三

十五年四月蔡先生回浙江大學，由農業化學系系主任陳振鐸先生代理。至三十

五年十月陳先生因系務繁忙堅辭院長兼職，由王益滔繼任，以迄至今…」。雖

然蔡邦華院長任職期間不長，但卻是戰後統整籌備農學院的第一人，至今臺灣

大學農學院可以屹立不搖，蔡院長的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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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是林虫界的老前辈 开拓者 

严静君、黄孝运、徐崇华 ※

从我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先生处得知，2012 年是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

教授诞辰 110 周年。在蒋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共同撰写了这篇文章，以表达对蔡老

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我国的森林昆虫事业，起步较晚，基础十分薄弱，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

鉴于林业虫害松毛虫日趋严重等的形势，才开始广纳人才。当时专业人员都是

来自农业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林业方面还没有森林保护专业，处于逐步补充人

员，建立队伍的创始阶段。此时，蔡老从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任上，调往北京

担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同时又是国家科委林业组和林业部科技委

的重要成员。蔡老特别重视和关注森林害虫研究和防治，除了领导和亲自参与

昆虫所的松毛虫、小蠹及白蚁等的研究工作外，也是我们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

一批年轻林虫科研人员的指导老师。他为林虫科研和防治出谋献策，培养了很

多后来从事林虫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专家教授，对推动我国森林昆虫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作用，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不愧是林虫界的开拓者，引路人。

蔡老学识渊博，是我们的导师，老前辈，对待后辈要求严格，又能放开手脚，

积极培养和提拔年轻人。蔡老是江苏人，长期在江浙工作，乡音很重，北方人

听他讲话有些吃力，但对同乡来说，乡音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容易接近。 

在纪念蔡老诞辰 110 周年的时候，我们感到有三件事必须把它写出来，以

飨后人。 

一、针对全国林业生产上松毛虫为害日趋严重的形势，1954 年由中国科学院昆

虫研究所、国家林业部和林业部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组成松毛虫研究工作

组，在全国开展了第一次规模最大、参加人员最多的科研大合作，对我国严重 

发生的三大松毛虫同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马尾松毛虫的生物学特性及寄生天敌

                                                 

※
严静君、 黄孝运、 徐崇华系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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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东北的吉林抚松和辽宁清源开展落叶松毛虫生活史及毒环防治效果的研

究；在北京西山开始进行油松毛虫的研究。当时一些省的林业厅和有关林业院

校也派出人员前往现场短期参加工作和学习。此次轰动全国的科研合作，为我

国后来的林虫和松毛虫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影响力极为深远。这次松毛虫科

研大行动的功绩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二、第二件事是联合成立“松毛虫中心研究站” 。1959 年 12 月，林业部提出

要在全国大力开展防治松毛虫工作，并由部森林经营利用司出面，邀请中国科

学院昆虫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召开“开展防治森林害虫协作座谈会” ，

商讨三单位的协作问题。会议成立了森林害虫研究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防治

森林害虫研究工作。委员会由三单位派负责人担任领导，汪滨副司长为主任委

员，蔡老和陶东岱为副主任委员。会议还决定在湖南省攸县成立“松毛虫中心

研究站”，由三单位担调人员组成，并由昆虫所委派站长和党的书记。当时工作

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1960 年 2 月，参加松毛虫中心站人员即从北京出发

前往攸县。中心站的任务是研究松毛虫的预测预报、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参

加中心站的三单位人员近 20 人，并有攸县学校应届毕业生约 20 人参加中心站

科研活动。这项重大举措，是我国林虫界事隔几年后的又一伟大行动，当时身

为科学院昆虫所副所长的蔡老，是积极支持并参与行动的。记得那一年，由于

林业部重视，全国松毛虫防治和研究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很多省份也纷纷成立

了松毛虫防治站或研究站，湖南省在攸县挂出了松毛虫研究站牌子，广西、陕

西成立了研究分站，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森林害虫防治和研究工作。 

三、1981 年 3 月，由中国昆虫学会积极筹备，在云南昆明召开了“森林害虫综

合治理学术讨论会”。当时“害虫综合治理”是个热门话题，所以同行们都很

重视，共有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9 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提交了 140 多篇论文。

当年，蔡老已届 79 岁高龄，仍然十分关切我国森林昆虫研究动向及发展，亲自

前往昆明主持这次会议，还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上的几

个问题”的重要发言，指出“森林昆虫学应该重视森林生态系统的实质问题，

尤其要发展生物地理群落的研究，充分发挥生态平衡或生态稳定的作用，以减

少灾害的出现”（见附文“保持林区生态平衡 避免严重森林虫害蔡邦华建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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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营造多树种混交林”）。现在已经事隔 31 年，重温蔡老的上述学术理念，仍

然是指导我们进一步开展森林昆虫研究的重要思想。 

 

附文: 

保持林区生态平衡 避免严重森林虫害 

蔡邦华建议重视营造多树种混交林 

 

据新华社昆明 3月 26 日电 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建议各地要重视营造多树

种的混交林，以便有效地保持林区的生态平衡，避免发生严重的森林虫害。 

蔡邦华列举大量调查材料说明，过去营林指导思想不够明确，营造了许多

纯松林，松毛虫为害特别猖獗。他说，虫灾发生后，靠飞机大范围喷洒残毒性

很强的化学药剂，虽大量杀灭害虫于一时，效果并不好。以松毛虫的卵、幼虫、

蛹、成虫为食而生存的益虫、益鸟等二百七十多种天敌，同时也遭到杀灭。这

种做法，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环境受到污染，也使害虫增长了抗药性，以致

年年治虫，虫灾年年有。近十年中，我国遭受松毛虫危害的松林面积每年约有

四千万亩，成了“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蔡邦华建议，森林害虫的防治工作应在推广科学的营林技术措施基础上，以生

物防治为主导，作好虫情测报，采取生物、物理、化学等相辅相成的较为经济

的综合措施，促进森林生态平衡，达到林木速生、优质、丰产的目的。在各项

措施中，当前要着重强调切实保护已有的混交林，并按照土壤、气候等自然地

理条件，选择适宜的树种，营造新的混交林；改造纯松林，在稀疏林内补栽阔

叶树种；严格执行封山育林制度，保护林内杂灌木、植被和枯枝落叶层，保护

益虫、益鸟等害虫天敌。他说，生态稳定的混交林，能充分利用生物潜能，使

害虫受到天敌控制而不至于形成灾害。（原载人民日报 198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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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蔡  老 

李兆麟 ※

我 1954 年至 1966 年期间与蔡邦华先生在一起工作。退休后已二十多年不写东西了，

欣闻蔡邦华教授诞辰 110周年，寥略数语，以表心意。 

 

蔡邦华，我国最老一代的昆虫学家，我国森林昆虫学的奠基人。五十年代

初，他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建立并领导了森林昆虫研究小组。从此中国的

森林昆虫亊业由小到大，半个多世纪，螺旋式前进，对我国主要森林害虫类群

的识别、分布、生物学及其防治做出了显著成绩。 

我是五四年毕业后国家分配投身于蔡老门下的。开始他指定我做小蠹虫科

的研究，并告诉我小蠹是森林昆虫的一个主要类群，我国这方面几乎空白。作

为刚出校门的学子，面对这样的课题，有点无从下手，开始的两年，他当时已

是资深的学部委员（院士），年近六旬，亲自带着我们深入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原

始林内，穿林海，跨塔头，睡通铺，进行調查，对小蠹被害状的识别，标本的

采集都亲身参与。回到室内，由于当时国内资料有限，文献不全，对种类的鉴

定，问题多多，国内的记录，除去两三个种名，既无出处也无描述。虽然，我

们查阅了”动物学记录”，和能找到的一些国外名录，知道哪些种类可能在我国

有分布。但是，我们既没有模式标本可以比对，也没有这些种类的原始描述。

当时没有国际交流，关键文献很难见到，只能根据手边能找到的文献，对照标

本进行工作。辟如，过去国内记载的八歯小蠹，虽然在俄文资料中找到描述，

但和我们的标本对不上号。而另外两种虽然和标本很吻合。不过，他们对这两

种区别的描述，在我们所采的大量标本中，被个体间差异所淹盖，难以区分。

在反反复复对标本外形仔细观察后，最终，根据对这两种标本外部形态的研究，

找出两个区分这两个种明显的特征，补充了文献的不足。在这些探讨中，蔡老

总是以平等的身份发表意见，求得共识。在用小蠹内部形态（前胃和生殖器） 

进行分类时，由于个体微小，在显微镜下，因标本制作，骨化程度，观察角度，

                                                 

※李兆麟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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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更难一致，最后根据自己的观察理解，做出放大的模型，进行论证。在这

种平等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厘清了问题和丰富了国内的资料， 使工作顺利进行。

在这样反复推敲，对比和论证的严谨过程中，蔡老在我们的心中更加得到尊重，

也看到了科学事业的艰辛，同时，这样的言传身教，教学相长，更激发出我们

深入探求真知的激情。我认为这正是当前提倡科学创新所必须的。 

六十年代初，小兴安岭落叶松人工幼林发生严重虫灾，当时我们对球蚜一

无所知。我们一边防治，一边在蔡老指导下，对这一古老而特殊的球蚜类群进

行调查研究。几年后，他要我对前段工作整理总结，我写成“落叶松上球蚜的

研究”向他汇报，审阅后，他要我修改后发表，并嘱咐由于他未参加实际工作，

不要署他的名字。定稿后，我还是由衷地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寄出，待学报正

式出版后，我发现他的名字还是改在了后面。这件事对我教育深刻，也指导着

我以后的行动。 

蔡老以他的行动，体现了一个正直的老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研究采取的客观，

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对年青人的指引，扶植和提携。我觉得这正是现在所应该

大力提倡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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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蔡邦华老师 

殷蕙芬 ※

 

 

我是 1954 年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动物所（当时名昆虫所）的，到所

后立即分配至蔡邦华先生所领导的林虫室工作。从那时起直至 1983 年先生逝世，

我一直在蔡老手下工作，算来共计 28 个年头，在我这代同事里算是跟蔡老时间

最长的一个，古话说名师出高徒，但名师手下也并不可能全是高徒，我就是蔡

老名师手下的一名非高徒，写到此处，深觉愧对先师多年来的教诲，如今只能

叹息而已。由于跟随蔡老多年，我对蔡老本人是很了解的，对他的学识渊博和

人格魅力深感钦佩，我和我的同辈们与蔡老间的师生情谊是诚挚的，难忘的，

就这些方面写些个人感受以兹纪念吧！ 

蔡老昆虫学的基础深彻而渊博：对昆虫的知识面很广，以他所著的三大本

‘昆虫分类学’巨著即可印证他的学识。他青年早期即在日本鹿儿岛大学学习

昆虫学，历经多年，其后又在德国 K.L.Escherich 领导的森林昆虫研究室工作了

不少时间；回国以后他又从事了多年的教学工作，我想这些经历就是他昆虫学

基础渊博的原因。  

其次蔡老又是能动手实践的人：他能采集，能制做标本还能自己画图，这

在那时的昆虫学专家中是不多见的，实际上他把昆虫不但看作是研究对象，而

看作是他心中的‘最爱’，说句大白话就是他爱虫子，爱得要命。无论是出差

或旅游，走到哪里先看的不是青山绿水或高楼大厦，而是新环境中的虫子，还

看得很仔细：脚下、树干、草丛，哪儿他都看得到，我们这帮年轻人跟他一起

出差，谁都不如他敏锐，可见他是个采集能手。 

                                                 

※
殷蕙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原林虫室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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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虫子，他也重视标本制作，以便保留好的昆虫标本。他曾对我们说

过自己的一次经历：当年他去德国的时候，带去一些中国标本，那时到欧洲需

时很长，途中倒车换船极其麻烦，行李被翻来滚去折腾多次，等到达时里面的

标本破损得乱七八糟，不能要了，他想扔掉，后来被一个德国同事捡走了，过

了几天，那同事把标本修补得完完整整还给了他；重新修好的标本，甚至连他

本人都认不出是自己的，此事让他永记不忘，前后对我们讲过多次，可见印象

之深，可见他对标本制作的重视。 

作为学生我是个粗心大意的马虎人，曾遭过一次大教训：记得那是我刚到

所的那年深秋，我在北京动物园附近的一个苗圃采集，在白杨树叶上采到一些

鳞翅目幼虫，不认识，回来给他看，他赶紧查书，告诉我那是白杨透翅蛾的幼

虫，让我养着。我把虫子放在玻璃皿中养，过两天它们都化蛹了，我想不用再

盖盖子了，怕湿气太重把蛹给闷死，就敞开放着，这样一来，头几天还天天看

一看，却没什么动静，心想蛹期还长着呢，过几天再说，谁知以后就马虎了，

等再看时成虫全都羽化飞跑了，我把剩下的蛹壳拿给蔡老看，蔡老一看之下气

得脸都涨红了，高声大吼，‘虫子都给你跑掉了！’，吓得我不知所措，这是

我在蔡老手下最大的一次挨骂，教训极深。从那以后，我这粗手笨脚的人当然

还是会有出乱子的时候，但我学乖了，不再把事情原委告诉他，弄坏了标本就

偷偷处理掉，不让他知道，所以就没再挨骂，如今想来那时太年轻、太不懂事

了。做科学研究就要认真谨严，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啊！ 

再说蔡老一个爱昆虫的趣事：大约是 1956 年春末，我们林虫组的一伙子年

轻人出差去黑龙江带领采标本、做工作，个把月后来蔡老也赶来了，当他看到

小兴安岭一望无垠的大森林时，兴奋不已，每天和大家一道外出采集。一次当

我们走在森林小铁道上，看见不远有一处林疏透光的草地，地面上聚集了一大

堆凤蝶，约有百十来只，它们呼扇着闪光的翅膀映衬在蓝天之下，煞是好看

（那时还没有电视，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赶往前

去，蔡老一马当先向后摆手，让把机会留给他，走近时他摘下防蚊帽，对着蝶

群全个身体扑了下去，然后轻轻拿起防蚊帽查看，不幸的是一只也没捕到，倒

是帽子上沾了不少牲畜粪，立刻我们这群年轻人就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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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直流，此事直至以后数年大家提起来还笑个不止，这也可作为蔡老爱虫子

的例证。 

蔡老有着开放式的研究态度：在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五零年以后），国

外的文献很难看到，也没法买到，那时有资料的人常持之为宝，不大肯外借，

但蔡老却很开放，他多年积累的大书、小书、单行本等不管多么宝贵，任随我

们手下人看，书柜从不锁门。不但如此，在语言文字上蔡老还帮助年轻人。做

分类工作的人外文不必懂得很深，但要懂得种类多，像李兆麟、黄复生和我是

做小蠹科的，当时小蠹的分类文献以日文、德文、和俄文为主，可惜我们三人

都只能看俄文，对日文就瞎猜汉字，德文是一窍不通，而蔡老在德、日文方面

是拿手，有关文献他真的就逐字翻给我们听；这还不说，学生们只要有问题，

随时进入蔡老房间，他马上放下手中正干的活，和年轻人一起讨论问题，从不

说他当时没时间，等以后的话；在有关确定种类时，蔡老充分发扬民主，谁说

得有理就听谁的，从不坚持己见。所以回忆起来，和蔡老一起搞科研时的情景

是很愉快的。 

我们的研究工作到文革时停止了，大约在 1975 年才又恢复了林虫组，原林

虫的主要人马归了队，名义上还是蔡老主持，但此时蔡老身体已不如从前，他

不大管事了。大约是 1977 年他因病住院，切除一个肾，手术之前我们几人去看

他，他的态度很乐观，他说医生说一个肾够用，十年之内绝无问题，十年之后

自己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所以并不十分在意，他的思想是很豁达

的。晚年时他把学生看成亲人，无论公事私事都和我们一起商量，心胸坦荡，

师母陈绵祥女士也是一样，对我们几个有如家人，我们也就经常出入蔡家。

1982 年夏黄复生和我正出差在西安，得到蔡老病逝的消息，黄立即返京，我则

在原地留守未得参加老师的葬礼，深感遗憾。往事如烟，却也还历历在目。值

此蔡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谨以此篇琐事短文纪念我师从 28 年的老师蔡邦

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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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带我走上昆虫学研究道路 
 

何忠 ※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踏进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大门。当时的昆虫研究

所坐落在北京动物园西南角的一片平房院内，院子的中间是四座古老的大殿，

大殿的四周是一排排平房，有的是原来的配房，某些平房解放后根据研究所的

需要新建的。蔡邦华教授领导的森林昆虫研究室就在最南边的四殿，这房子高

大而深深，要上十几个台阶才能进屋，蔡老在殿东侧的一间，林虫室全体人员

就在外间的大房间办公，蔡老每次进出办公室都能看到大家，他和大家都很亲

近。当时林虫室在大殿东侧有一间放置温箱的实验室，在大殿西侧有一间用铜

纱建成的接近自然环境的养虫室，还有一间种饲料兼养虫的大温室（玻璃房），

这就是全部研究条件。一九五四年，全室有三位助研、二名实研、三个见习员

和四个大专院校来进修的青年教师。我是蔡老手下最小的一个见习员，蔡来随

叫随到，帮他做些小事儿，平时主要做些松毛虫生活史的饲养和各种标本的整

理工作。蔡老对我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关心我的成长，他要求我一定要打好昆

虫学基础，他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不久，很多领域都是空白，森林害虫解放前

无人过问，林业灾害严重，我们必须抓住大害虫，为保护国家的林业资源共同

努力。就这样我在蔡邦华教授的带领下走上了昆虫学研究道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一九五六年。这年春天蔡老派我参加了松毛虫组

的野外工作，当时湖南省马尾松毛虫大发生，我们松毛虫组一行四人在组长的

带领下，到了长沙南门外的烂泥中，在湖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和林业试验场

的所在地驻点，做“马尾松毛虫的发生与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关系的研究”。

                                                 

※
何忠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研人员。曾于 1954～

1960 年任蔡邦华先生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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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研究工作计划都是组长和主任确定的，按蔡老安排，当时我是分工负责

室内养虫和把各地采集的蛹寄到点上，进行蛹重测量和产卵量的统计。养虫的

内容有一项是不同光照对马尾松毛虫发育的影响，每天下午在养虫笼上罩黑布

罩，第二天早晨揭掉黑布罩，结果每天 15 小时黑暗处理组大部分结茧，而每天

9小时光照处理组很少结茧。 

 

一九五六年底昆虫研究所从北京动物园内搬进了在中关村新建成的生物楼，

蔡老的办公室在 307 号。307 房间是个套间，蔡老在里间办公，我和他的一个

研究生、一个绘图员在外屋办公，我还是他的小助手，全室其他同志都在 315

号大办公室。一九五七年蔡邦华教授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带回了美国白蛾各虫

态标本及被害状标本，叫我做成生活史标本，要求我要做的生动真实，这份每

个标本只有一只，做完交给他时，他说这是向领导汇报及做访问报告时要用的。

他说美国白蛾是世界大害虫，危害性非常大，一定要告诉大家警惕它的入侵，

加强对它的检验和防范，他对这一害虫非常重视。但是在动荡的文革年代，白

蛾还是传进了我国东北的某个火车站附近的森林（很可能是通过火车传播的），

由于当时没有受到重视，缺乏有力的控制与消灭措施，现已扩散到北方大部分

地区，有的省份已开始用飞机防治。可见蔡老科学的预见性是很强的，但管理

的不当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一九五七年春天，蔡老派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去东北带岭林区去做“不同寄

主植物对落叶松毛虫发育成活影响”的饲养观察，我主要负责野罩笼实验，做

不同寄主植物不同种群密度的林间罩笼饲养实验。落叶松毛虫是二年一代，当

第二年越冬后的幼虫接近老熟后，密度效应应开始显现。蔡老接到我们的汇报

后，让我赶快赶到落叶松毛虫正在大发生的辽宁省草河口林场，要求我在草河

口林场要详细调查自然种群的种群密度与幼虫体色的关系，验证实验种群（带

岭林间罩笼实验）和自然种群的一致性。当时蔡老不断写信指导我们进行野外

工作，他非常重视自然的规律性，（仅选蔡老的一封信附于文后以表示纪念）。

当调查证实自然种群和人工控制的实验种群都是种群密度越大深色型的幼虫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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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密度小浅色型幼虫就多，深色型幼虫就少。蔡老提出的松毛虫群体密度与

幼虫体色关系是有规律性的结果出来后，他非常高兴，在他的信中就可以看出

他对此是多么的重视，这一结果为预测预报提供了重要依据。蔡邦华教授在

“中国松毛虫研究与防治现状”一文中，将落叶松毛虫虫口密度与幼虫体色的

关系写入“发生规律和虫灾预测”中，发表于昆虫研究所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

主编出版的“昆虫学集刊”中（科学出版社）。在五七至五八年这两年的落叶

松毛虫的实验和调查工作中。得到了蔡老不断的指导和鞭策，使我的工作能力

和分析认识问题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五八年秋天，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停下了落叶松毛虫的工作，林虫

室全体同志投入到“江西省无森林虫害省”的群众运动中，主要对付马尾松毛

虫和竹蝗两大害虫。我被分配搞竹蝗，五九年一年都在江西的深山老林里搞竹

蝗的防治和竹蝗生物学特性的观察，这期间蔡老还给我寄去竹蝗的参考材料，

并不断得到他的鼓励。五九年除了完成竹蝗无虫害省的防治任务外，还通过观

察完成了一份“黄脊竹蝗的发生与环境的关系”报告，这一年的工作使我得到

了全面的锻炼。 

 

一九六零年国外报道有人利用辐射不育在一个孤岛上防治果蝇成功。蔡老

据此让我去采集大批油松毛虫蛹回来，做油松毛虫雄性不育试验，经原子能所

同意，在他们设在良乡的原子能所二部去进行照射处理。经过多次实验，结果

证明钴 60r 射线 20000 伦琴的照射剂量处理，出现了明显的高不孕率，与其他

照射剂量和对照组相比较，钴 60r 射线 20000 伦琴照射过的雄蛹羽化的雄蛾均

有较高的不孕率，显然，得到了明显的结果。但考虑到松毛虫蛹材料难取，松

毛虫发生广泛，无法控制种群扩散，防止上实用性不大。所以在实验证实了辐

射不育的方法后就停止了。我在这过程中学到了试验方法和科学研究的思路，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是我科研工作道路上的一次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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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我被分配参加土栖白蚁的工作，在荆江大堤，根据白蚁的地

面活动规律确定其巢位。在这项工作进行期间，研究所开始进行体制调整，按

学科重新划分研究室，我们白蚁组根据工作性质被划分到了昆虫生态学研究室，

松毛虫和小蠹虫被划分到分类学研究室，从此我脱离了蔡邦华教授的领导，转

到了马世俊教授领导的昆虫生态学领域工作。 

 

我在蔡老领导下工作了六年，这是我在昆虫学研究工作起步的六年，我在

蔡老身边成长，从最小的见习员做起，一九六一年晋升为技术员，还在一九六

零年获得共青团中央国家机关团委授予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攀登科学文

化高峰”的先进青年称号，使我成了自学成才的青年，我步入了昆虫学研究的

阳光大道。我虽然离开了我的领路人，但我心中牢记蔡老的教导，大家要共同

努力为国家的森林害虫研究做贡献，蔡老教我学会了思考问题，学会了举一反

三的思维逻辑，学会了借鉴新事物为已发展创新的途径。文革后职称评审一开

始我就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在国家评定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第二年就获得终身享

受的待遇，是蔡邦华教授在我起步的六年中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结果。蔡

老不拘一格的培养人才，不仅在动物所带出一批科研人员队伍，还指导了中国

林科院林科所的一批森保骨干队伍和各大专院校来进修的青年教师，使“国家

队”的森林昆虫科研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森林保护和森林害虫的研究水平得到

了迅速提高，使国家的林牧业发展得到了保障。蔡邦华教授的一生为共和国的

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 

 

附蔡老的一封原信和手书： 

何忠同志：日前由南方返所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一个人担任重大任务

做了很多工作，尤为可喜。在红松林与落叶松林内分别调查虫口密度体色变异，

尤其希望把不同体色（分别红松、落叶松树种来源）的老熟幼虫使它化蛹，继

续调查它蛹重、早蛾重和腹内存卵数求出不同繁殖力（卵数）和不同树种或不

同体色有无关系？如能证明落叶松上的幼虫或红松上的幼虫深色较多、或更能

证明凡是深色幼虫所化的成虫产卵数特别多的事实，就莫获得很大成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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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调查研究松毛虫大量发生预测问题把上项工作列入重要对象，希望抓紧时

间进行你在草河口做完越冬调查后直接返京，可不去带岭了，明年度工作计划

应待室内同志大家商量，但总的来说东北地区的林虫必须继续做研究重点。带

岭、草河口在我看来，带岭是研究林虫的中心，草河口可作消灭林虫的中心示

范区看待。 

卵寄生一方面调查寄生率，一方面应大量采集各种寄生蜂，作为研究材料。

兹寄上气象站介绍信一件，希把 52 年起每月平均温度、湿度、每五日平均温度、

湿度、每月降水量、积雪深度、地表温和地下温、风向光照等详细抄录以供研

究历年来松毛虫发生情况，如有可靠资料亦希一并抄录。即致 

敬礼！ 

                                                                                                  

蔡邦华 八、十一、 

调查越冬情况首先注意幼虫下树时节及下树温度。 

草河口的赤松和黑松上松毛虫希分别调查采集幼虫蛹、成虫带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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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植保学界前辈蔡邦华先生 

郭予元 ※

                                         

 

蔡邦华院士是著名的昆虫学家和教育家，为我国昆虫学和植物保护科学事

业，不断耕耘，无私奉献，作出了卓越贡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

员会农业组成员以及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等职。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一位人

民科学家。 

蔡先生少年时期就对昆虫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剖家蚕、饲养芋青虫，

观察昆虫的构造和生活史。1920 年中学毕业。旋即东渡日本，先后在鹿儿岛农

专动植物科和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留学。后来又远赴德国深造。在科学大师爱

雪立希教授指导下工作。他刻苦学习、勤于实验，对昆虫分类、实验生态与农

业昆虫生态学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了解了该学科前沿动态和最新技术。他

怀着振兴中华农业之心回国工作。 

他是中华民族的特殊群体的一员、生长于祖国危难之时，求学国外，具有

科学知识，舍弃优厚待遇回到祖国。在那个国家处于贫困战乱的年代、农业落

后、虫灾不断。他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工作，坚持农业教育，白天为学生讲课，

夜间赶写教材。培育了不少农业人才的同时，开展昆虫学研究工作。在工作岗

位上他都尽心竭力、为创新立业作出成绩。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并能兼顾

其他工作，取得长足发展。30 年代初，开展治螟工作，从提出《齐泥割稻，以

治螟患》开始，逐渐深入到生态因素对昆虫发生的影响研究。浓厚的爱国心是

                                                 
※
郭予元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

理事长、常务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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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勇于探索的动力。他们克服实验条件不足的诸多困难。

在水稻螟虫与气候关系的研究中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工作。开始探讨中国昆虫

生态问题，开展了温湿度对昆虫产卵、孵化和流行的科学实验（1934、1935），

有了新的发现，先后发表数十篇论文。如《螟虫对于气候抵抗性之调查并防治

试验》（1930）、《昆虫雌雄性比率之变迁及其在害虫猖獗学上之意义》

（1933）、《害虫猖獗之预测》（1934）、《三化螟猖獗与气候》（1934）等

等，不仅成为那一代人利用生态学知识治螟的先例，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相

关的害虫预测预报制度等，为我国植物保护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科技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为科技人员发挥聪明才智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蔡先生那一代知识群体更是激情涌动，决心把全部知

识才华献给祖国、献给党。他衷心拥护党，服从国家招唤，国家需要的就是自

己的志向，先后对蝗虫、螟虫、松毛虫、白蚁和小蠹等重大害虫的防治、分类、

分布、生态和测报等工作，进行了不懈努力、展开艰苦卓绝的工作，获得了一

个又一个成果。对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持以我国农业生产中的

主要害虫做为研究课题、学术思想先进。堪称我国植物保护学界的先驱。他极

力主张植保工作中少用农药，多用农业措施和天敌治理害虫。倡导保护生态平

衡等等。并将此列入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有重要意义，产生了长远的影

响，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植物保护科学事业的发展。为此，他成为那一代知识群

体中的幸运者，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照顾。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蔡先生那一代知识群体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冲击，

蔡先生亦屡遭劫难，却不改初衷，对祖国建设的勇气从未受挫，一如既往，把

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建设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竭尽全力，出谋献策，倾其所有，

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今年是蔡邦华先生诞辰 110 周年，他的思想、业绩和愿望，已有后人推进

并有了巨大的发展，作为昆虫、植保界的后来者，怀着热诚之心，撰此短文，

谨表我们秉承前辈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弘扬他们的治学理念，为振兴中华，实

现中国的伟大崛起而奋斗。 



163 
 

忆蔡老谈生物防治 

田毓起 ※

蔡邦华院士是我国昆虫学界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我在中国农科院从事植物

保护工作，有时向蔡老请教知识。每当我们提出专业中遇到的问题，蔡老常常

先问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平等的讨论，然后再耐心的解答。亲耳聆听蔡老的这

些亲切教诲不仅提高了我的业务知识、工作能力，开拓了我对生防的认识、重

视，还明白了很多做人、做学问的道理，真是受益匪浅！ 

 

蔡老善于思考，并十分重视将专业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早在上世纪

三十年代，蔡老就有了生防的意识，并有所关注研究。五、六十年代蔡老就提

出要注重生防，认识到农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单一使用农药的危害，强调生态

平衡的重要。蔡老这种不只顾眼前利益，从长远考虑环保环境的前瞻性思维，

正是符合了当今国家对科研项目要有前瞻性的方向要求，这其实也正是他对科

研项目前瞻性的践行和真实写照。 

大约是 50 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向他说起了我所在的农科院植保所河南省某

人民公社的科研基点，全部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棉蚜、棉铃虫等棉花害虫，效果

很好，产量翻了几番。提到了当地流行的“‘1059’（一种有机磷内吸剂农药）

一扫光”的防治趋势和做法。还说起农药费用大，全公社 5 万多亩棉田喷洒一

遍农药的钱，可以购置一台东方红拖拉机等等。蔡老听后并没有从费用的角度

说什么，却语重心长道：单一使用化学农药防治害虫，短时看来害虫是被控制

了，但是长此下去，后患是无穷的。接着他讲起农田中生态系统是在动态中保

                                                 
※田毓起  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原生

物防治研究室[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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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自然生态平衡，维持着其间物种的变化和协调关系；维持着生物群落中物

种与物种之间的关系；维持着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保持自然生

态系统中的天敌及生态因素十分重要的道理。一旦滥用农药，破坏了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害虫对农药产生抗性，会逐渐降低化学农药的杀虫效果，再要杀

虫，只能提高农药浓度和药量，走进恶性循环之中。单一使用化学农药的局面

应该改变。蔡老还列举了他长期研究的防治松毛虫的事例。我国防治松毛虫长

期使用了六六六等引起松毛虫抗药性的提高，而且森林中寄生性、捕食性天敌

减少。形成年年治虫，年年成灾，得不偿失的情况。能够当面得到蔡老的教诲

指导对于我这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是多么难得和幸运啊。 

蔡老的指教让我们这些主要以农药搞植保的人有了新的思索，看到了生物

防治、综合防治的长远前景。回到河南科研基点，我们选取多个用药量不同的

田块进行棉铃虫数量消长的调查。发现各田块中棉铃虫天敌、种类和数量的分

布明显不同，频频使用化学农药的田块天敌一无所有，棉蚜、棉铃虫的抗药性

从 10 几倍增至数十倍。少施农药的田块天敌种类丰富，甚至从这些地块采回的

幼虫，经人工饲养后的寄生率高达 50%以上。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多种措

施防治棉花害虫的尝试。 

多年后，国家正式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所]，我作为负责

人之一，参与了该机构的创建，并开展一系列生防工作，正式迈进国家第一代

农业生防科研的队伍。 

事实证明：长期单一使用化学药剂防治害虫，害虫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和后

果十分惊人。据统计，世界抗药性害虫已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0 余种增加到 90

年代的 504 种，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防治害虫遇到极大困难。 

1964 年，蔡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我国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作了发

言。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农业大国，幅员辽阔，有高原、丘陵、平原，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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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水，自然条件极其复杂，所以农林害虫防治必须采取多途径和综合防治方

法。将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农业的、技术的多种手段，因地制宜地积极

开展起来，才符合我国国情。害虫防治关系到人民生活，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过去长期单一使用化学农药，错误认为“一扫光”好，结果不分敌友，将自然

界的一些天敌杀尽灭绝了，将好端端的农田生态系统破坏了。干这种傻事有多

可惜啊！我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啊！ 

当今，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爱护地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面对着有

机氯化合物、多氯联苯化合物和二恶英这些难以分解的有机物质迅速而广范

进入生物圈，十几万种数量巨大的毒物、有机污染物如此分布存在于地球生

态系统，并已逐渐形成特定包围圈，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今天，我们不能

不敬佩蔡老的远见卓识。不幸的是他那时对生防和环保的担忧很快变成了我

亲身经历的事实。我曾长期工作的农科院植保所的科研小组共 6 人，因为长期

接触广泛使用的有机磷、有机氯等化学农药，有 3 人患癌症去世。我本人也两

次罹患癌症，动了大手术，幸运的是经过彻底根治，已痊愈康复多年。 

蔡老自己参与的农林作物害虫的防治工作，总是因地制宜，积极贯彻“防”

重于“治”的理念，把开展生物防治、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再与其他

多种途径并用，常常取得标、本两治的较好效果。 

蔡老不仅参与了全国有计划的灭虫大会战的领导工作，同时亲临生产第一

线、深入农村、林区。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现生物防治潜力大、应予重视。

他总结出在林区重点开展生物防治必要性，林区都在丘陵、山岳地带，面积辽

阔，人口稀少，采用药剂防治困难大，采取生防措施较为适宜，提出，一般森

林害虫须着重预防措施，重点开展生物防治。他指出，松毛虫生物防治的方向

和优越性，并动员全国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做好组织分工，加强各单位间的联

系和合作，克服当时生防工作中计划性不足的缺点。他身体力行，做了许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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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对生物防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指导害虫防治

工作深入。 

他总结在一些林区鸟类作用巨大，能捕食松毛虫的益鸟种类很多，其中以

白脸山雀、黑翼鹃等既食松毛虫卵，又食其他各虫态，应采取人工筑巢，推广

保护鸟类。寄生蜂类天敌和寄生蝇类天敌等均不应忽视。为黑卵蜂、赤眼蜂是

卵的寄生蜂；松毛虫麻蝇、大寄生蝇、小寄生蝇等控制松毛虫效果较大。并提

出今后应研究大量人工繁殖天敌，进行释放等，选定了有条件地区，采用了以

菌治虫。如 1954 年在湖南调查感染率新宁县占 95%，湘潭战果 85%，东安占

50%，其中以白僵菌最为显著。 

1956 年蔡老出访欧洲带回了许多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生物防治资料，蔡老一

回到北京很快就找我们这些人来到他家。在这些资料中，蔡老罗列出欧洲鸟类

专家调查大山雀捕虫效果和食量统计的具体数据：每只山雀一年可食虫卵

12,000 万粒，幼虫 15 万头，或昆虫 75 公斤。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长期

而准确的数据，这些资料十分珍贵。蔡老在谈谈话中很是高兴，喜形于色。这

些数据印证了蔡老对鸟类作为天敌所起到的生防作用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的。 

蔡老接着说到了我们国内松毛虫也有很多天敌。能够对控制松毛虫猖獗有

较大作用的益鸟，至少有 12 种，它们大量捕食松毛虫，尤以山雀、画眉、杜鹃

等鸟的捕食最为显著。 

之后，在蔡老的积极倡导下，在全国多个林区开展以鸟治虫，并引起人们

的广泛重视。有些林区驯养了成群灰喜雀，治虫效果明显，当地群众称之为治

虫神鸟。 

早在上世纪 30 年，蔡老在对稻苞虫、螟虫等的调查时，就开始了对生物防

治的关注，并从生态学角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天敌等生物因素是害

虫群数量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只要充分发挥天敌优势、控制害虫的猖獗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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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可能的。蔡老常常告诫我们在农林害虫防治中要始终关注和重视生物防

治，是有他科学理论的基础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的。 

蔡老晚年时我国的生防工作已有较大的发展。当他得知我们在利用赤眼蜂、

草蛉等防治害虫，并且在生产上取得很好成效时特别高兴。1978 年，从英国引

进丽蚜小蜂。我作为该科研项目主持人，完成了丽蚜小蜂人工繁育的难题，并

在实际生产中利用丽蚜小蜂防治温室白粉虱获得成功。该项目获得农业部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时，蔡老还专门了解相关情况。当我拿出北京、河北、黑龙江

等地用丽蚜小蜂防治白粉虱取得成功的新闻照片时，他十分激动，连声说好。 

蔡老晚年还抽出时间关心和普及昆虫科学知识，曾担任科教电影《白蚁王

国》（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81 年）的科学顾问。该片权威性的内容，深入

浅出的叙述方式和片中所展现的蚁穴中的神奇世界，使该片受到广泛好评，获

得了当年文化部优秀科教片奖（政府华表奖前身）。可惜在国家拍摄《丽蚜小

蜂防治温室白粉虱》的电影时，蔡老已经过世。 

当前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田生态系统也产生了巨大变化，薄膜育苗，温

室塑料大棚等保护地面积不断扩大，在给农作物提供冬季生长条件的同时，也

为害虫生长繁殖创造了机会。面对有利于害虫发生的生态环境和防治害虫任务

的进一步加巨、复杂的状况，由于我们有了生物防治、综合防治这一植保防治

原则，有了新的技术措施，已从根本上扭转了滥施农药杀虫剂的状况，减少了

环境污染，害虫防治和害虫科学管理又在新一轮的水平上展开。高质优产抗病

虫作物品种的威力证实了生物防治的巨大作用，一大批无公害、绿色、有机食

品逐步走向人们的餐桌。 

蔡老如果看到今天生物防治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生物防治的广阔前景，一

定会露他那亲切而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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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 

杨冠煌 ※

1954 年我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大学三年级时分为二个年专

门化，进行专业学习。我选择了昆虫专门化。蔡邦华先生是负责教授昆虫分类

学的老师。那时昆虫分类学没有教材，蔡老师将他撰写未完成的“昆虫分类学”

书稿，作为教材，边写边发，不断的印发给我们。因此，我们的教材就是蔡先

生从事昆虫分类研究的结晶，也是综集了当时世界昆虫分类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从蔡老师那里吸取的是当时科学的精华。反映蔡老师对学生极端负责的教

学精神。 

 

分类学是比较枯燥的课程，蔡先生从昆虫进化系统开始，到分类依据，然

后再论述各目，科、属的分类状况。将昆虫分类学与昆虫进化和生态学相结合，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将课程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使我们的学习不

感到枯燥，而且越学越有兴趣。每上完分类课后，同学们就根据蔡先生讲的内

容到未名湖畔的山坡，草丛中去找有关昆虫进行分类和识别。如确定不了它的

分类地位，就留到下次上课时问蔡先生，蔡先生总是将确定分类地位主要特征

详细告诉我们，使我们对其分类地位的依据有深刻的认识。为了让我们对分类

系统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认识，蔡先生还制作一些挂图供同学们学习。 

我本来对昆虫分类学具有头疼的心态。但蔡老师灵活，生动多样的教学方

法下，使我对昆虫分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积累了分类知识和经验，

并打下扎实的基础，根深叶茂，对我以后从事的工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58 年上半年，我参加北京昆虫志的调查工作。蔡老师传授给我的昆虫分 

类学知识，帮助我较顺利确定野外采集到的昆虫标本的分类工作，完成了承担 

                                                 
※
杨冠煌系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昆虫学会资源昆虫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养蜂学会常务理事，农业部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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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昆虫志的调查任务。在我后来从事我国蜜蜂资源研究工作中，按照蔡老师

的教悔，将分类学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科学地阐明中国蜜蜂种以下分类状况 

作出贡献，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在蔡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我怀着深深感恩的心纪念我的恩师。感谢恩

师给予我扎实的昆虫分类学基础知识。我一定要学习恩师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

精神和对科学严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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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陈安国 ※

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我曾参加蔡邦华先生主持的白蚁科研和防治工作，那

时我在湖南长沙现代化农业研究所。为了这次的白蚁调研防治工作，我们都来

到长江大堤上对白蚁的种类、分布和危害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蔡老师亲自指

导下，我们认真调查分析，在千里长江大堤上，我们分段取样。开始，为了采

取一个样品我们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我们筛选并明确了对堤岸造成主要危害的白蚁是黑

翅土白蚁 Odontotermes formosanus。我们随即对此种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工作，

在黑翅土白蚁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方面有许多新发现，基本弄清了该种白蚁地面

活动规律，极为迅速地推进了对它的防治工作。更为可喜的是，我们揭示了蚁

巢的结构与发展的关系和白蚁地面活动与其巢位的关系。面对新发现、新成果

蔡老师十分高兴，我们这些参与者也极为振奋。 

蔡老师对这次工作十分重视，他多次表示这是专业学问联系实际的好机会。

工作之余，还对我们讲到自古至今的名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坚固的

千里江堤就是常因这种小小的白蚁巢穴而溃决成灾的，别看白蚁小，可它 

的危害是巨大，不可小视。今天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到保护工农业生产和

国家建设上，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达到了我们教育和科研目的，很有意

义的。 

我们大家都把蔡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那次开展的对白蚁的科研防治及其

成果，发表在了《昆虫学报》，上（昆虫学报，1965，14(1)与(2)），这些论文

也是我的科学处女作。 

蔡老师在科研工作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重理论、重实践的

治学作风，深深植入我心中，并一直指导着我之后的学习和工作。我感谢蔡老

                                                 

※陈安国系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曾与蔡老有过数年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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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和热心关怀。蔡老师对我们年青人的扶植和培养永记在我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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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旧文 缅怀蔡老 

刘宗善 ※

（为悼念我国植物检疫早期倡导者蔡邦华同志逝世而作） 

 

 

我国著名昆虫学家、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蔡邦华同志于 1983 年

8 月 8 日逝世了。他的逝世不仅是我国生物科学界一大损失，而且使我们失去

了一位关心植物检疫工作的农学界的前辈。我国植物检疫战线上的同志们以沉

痛的心情对于这位老前辈的去世表示哀悼和怀念。 

我们不会忘记，早在六十一年前，蔡老正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在我国

“中华农学会报”（1922 年第三卷第七期）上发表了题为“改良农业当设植物

检查所之管见”的文章。这是我国植物检疫发展历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可以

说这是最早在我国农业界以专门文章较系统的介绍有关植物检疫基本理论根据，

及其对保护与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和建立国家植物检疫机构的必要性的一篇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 

蔡老在六十一年前发表的文章，为我国早期开创植物检疫工作做了学术思

想上的和舆论上的准备。我们今天重读旧文仍感十分亲切。这是当年有蔡老等

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今文明诸邦，对于植物之输出输入，多行严密之检查，

以防后患的”世界潮流，痛感“我中华近年来改良农业之声浪甚高，于此点能

注意及之者究鲜”，预见到“将来农业虽云改良达于极点，一旦因外来虫菌之

特然发生，由是而一蹶不振者”，历数“虫菌因传布易地后之可以能为大害之

                                                 
※
刘宗善系农业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研究员。 曾任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我国植物检疫学专家。现已去世。本文取自

“植物检疫;198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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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并于改良农业，有设植物检查所之必要”，呼吁“祖国诸公，倘能因是

而惹起注意，尤所望焉。” 

我们从历史文献上和植物检疫界老前辈们开创的工作中，知道有蔡老鼓吹

于六十年前，继有朱凤美、张景欧等诸位前辈倡导于后，或有撰文宣传，或赴

国外实地考察，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当年我国旧政府在植检工作上的发展。这

样才有了 1934 年根据当时商品检验法制订的“植物病虫害检验实行细则。”那

时起步的工作，在全国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才有了今天我国植

物检疫工作的局面。我们在看到我国有了经过修订充实的法规条例，和在海陆

口岸边境以及内地设立了越来越多的植物检疫机构，建立了全国性的动植物检

疫总的管理体系与加强了植检的科研机构的工作，编辑出版了迄今国际上仅有

的植物检疫专门刊物，并在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这样全国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内

设立了植物检疫专业委员会等等发展中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像蔡老这样的先行

者的早年的努力。同时我们对其他各位专家学者，如俞大绂教授等对植物检疫

工作的关心，支持与具体指导更应十分珍视。 

我国植检工作在不少方面还有待改进与加强，尤其是在由过去以大宗粮食

等农产品进出口为主逐步向以农林作物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种质资源检疫为

重点的转变之际，以更大地发挥植物检疫工作的在保护与推动农业现代化中的

作用，重读蔡老旧文、温故知新，除缅怀前辈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上定会起

到积极的作用。 

 

                                                               （刘宗善于 1983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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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农学院毕业生们忆蔡师 

《浙大的虫人》 

汪仲立 ※

做工的称做工人，务农的曰农人。捉虫的人或研究虫学的人，自然也

可简称作“虫人”。 

 

小弟十六岁进入浙大，第一学期就有虫学课程，启蒙的老师是赵才标

先生，浙江武进人。…… （以下略） 

第二位的虫学老师，是王启虞先生，浙东人。…… （以下略） 

第三位恩师便是蔡邦华先生，江苏溧阳人。他是浙大名教授之一。他

和朱师凤美、汤师惠荪都是日本鹿儿岛的同学，后来蔡师又留过德国，这三

位教授常喜同事在一起，如浙大农学院，及中央农业实验所。到抗战后才分

手，蔡师仍回浙大，后任农学院院长，直到胜利后仍如此。二十三年（1933

年）蔡师自德国研究害虫猖獗学回浙大，创制定温箱饲虫，笔者是他的助教。

蔡师与笔者共同发表《虫类雌雄性比率》一文，刊见中华农学会会报（一一

八期，一九三五年） 

当时的“虫学、植病、农经“三大课程，是最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

叫座的，以致后来人才辈出，不是无因。我亦选定 “经济昆虫”（Economic 

Entomology）这一门，作为我的专修之学，亦即受了蔡师的伟大感召所致。 

蔡师们的好学深思，用功甚勤，这是最好的身教，传给了我们，又再传给了

我们的门弟子，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一股相传的力量，这一股气氛，是永生 

不灭的。正如黄希周老师所说的：“一个学人所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化梦 

想为实现，把知识的火炬传给下一代，长久照耀人间。” 

                                                 
※
汪仲立又名汪仲毅。浙江杭州人。民国十六年（1927 年）秋入浙大，二十年（1931

年）毕业。长昆虫学。 

本文摘自汪仲立《浙大的虫人》转载自浙大校友通讯新第五十三期，民国六十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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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一年，蔡师从南京来杭州，任浙虫局局长，我也再度回到浙虫

局，仍在推广部。蔡师命我编辑“虫情”旬刊。抗战事起，上海沦陷后，杭

州危急，虫局迁避建德，没有三天，上命解散，使人进退两难，亦不发一个

遣散费。 

第二年我在江西农学院任技师职，蔡师仍回浙大，蔡师同我同住在泰

和城外的一间楼屋上，约有半年之久。浙大西迁到湄潭，我们从此分手，直

到胜利回杭，才见了最后一面，到如今快三十年。 

蔡师著作很多，我都记入“虫学索引”中。 

蔡师是一位伟大的虫人，在他的桃李门墙下，当然还有许多的小虫人，

单就在浙大的，介绍如下： 

浙大虫学研究室助手封保鹿先生，海宁斜桥人。制作虫类标本甚为精

美，十八年在西湖博览会展出三七四种，得好评。他的左手因猎枪走火，齐

腕处折断，仅存右手，仍能制作精美的标本，残而不废。并通日文，擅医术。

笔者承其指示，制作标本法。 

浙大在抗战前，尚无病虫害系，同学中之从事虫学工作者，除笔者外，

尚有十九年级园艺之蒋乃斌兄，吴兴人。一度在浙虫局工作，二十二年发表

“桑螟”。 

杨行良十九级农艺系，宁波人，曾留母校协助蔡师研究稻螟七年，二

十六年春入浙虫局，仍继续稻螟工作。抗战起返乡，从此无音信。 

金孟肖，诸暨人，任浙虫局技术员，有研究报告多篇。二十六年转往

广东农林局工作。金兄初毕业于浙大高农，与笔者同校数年，善打篮球，在

场上常吃他的亏。 

翟光宇，与金孟肖同学，浙江人，抗战后在浙江从事害虫工作。 

陈效奎学长，杭州人，三十一届病虫害系。胜利后来台，在糖试所用

BHC 治蔗虫，论文刊见该所研究报告，六十年四月笔者有 BHC 故事刊台糖

通讯四十八卷十二期，述其事，陈兄今在马来西亚为外人防治蚊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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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瑜学姐与赵婉平学姐，都是二十三级蚕桑系。毕业论文胡为“蚕儿

的解剖”，与钱鼎学长合作，赵为“桑螟”两文都很长，插图多幅又精美，

都受蔡师的指导。论文刊见蚕桑季刊。 

梁鹗学长，镇江人，三十级病虫害系。来台时初执教鞭于永康农校。

后出任丰年半月刊主编。该刊图文并茂，文字浅近。梁为人和平，对人友善，

不可多得。 

 

《蔡邦华教授–我国早期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 

蔡壬侯、张宗旺 ※

蔡邦华教授是 1939 年 8 月接替原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卢守耕先生的职

务而任农学院院长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燃向广西，使浙大再一次从

广西宜山迁向遵义。 

 

1940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遵义何家巷学生膳厅集中了农学院 1938 级（二

年级）的同学，由蔡邦华院长动员我们立即兼程去湄潭作为建立浙江大学湄

潭分部的先锋队。当时遵义到湄潭虽然有一条新修的公路，但路面坎坷不平，

送我们的汽车开到半路就抛锚了。我们下车步行七十里到湄潭进驻文庙，为

建立浙大湄潭分部扎下了根。随后，浙大在湄潭除农学院外，理学院及师范

学院理科，浙大附中也设在这里。湄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农产品价格也

比较便宜，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这阶段的学习生活给我们留下了

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
蔡壬侯(1917 年～1995 年)，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仓前镇人。1941 年毕业于浙江大

学农学院园艺系，获农学士学位。曾任浙江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张宗旺（1918 年- ），江西萍乡人，植物保护专家，高级农艺师。1943 年毕业于浙江

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 

本文摘自《浙江大学在遵义》p565-p568， 蔡壬侯、张宗旺的《蔡邦华教授》（原文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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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院长当时在这里苦心经营农学院，在湄潭西郊开辟了 200 余亩的浙大

农场。有农艺场，种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等试验田；园艺场，种蔬菜、

果树、花卉等试验田。全面恢复农艺系、园艺系、农化系、蚕桑系、植物病

虫害系、农经系和农业经济的科研工作。蔡先生教过我们“昆虫分类学”等

课程，他不仅讲解详尽细致，娓娓动听，还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学识渊博，

讲课前广泛收集国内外大量资料，而且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讲昆虫分类

时联系到一些主要害虫和益虫，讲得特别详细。解放后 50 年代，就以他在湄

潭时期的昆虫分类学的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了《昆虫分类学》上、中、下

三卷达一百一十万字以上，为广大昆虫工作者所珍爱。他讲昆虫生态课时旁

征博引，更是引人入胜，还谆谆教导我们要多调查研究多采集标本，每次外

出郊游或外出开会时都带了捕虫网、采集袋，每次都能满载而归。因湄潭青

杠树多，指导我们养柞蚕试验，还鼓励我们搞昆虫展览，进行昆虫科普宣传

工作以引起年轻人对学习昆虫的兴趣。 

蔡先生平易近人，虽是教授和院长的身份，但对我们学生总是和颜悦色，

使我们能言尽其意，并敢于提出各种问题，他总是亲切地答复我们。有一次

在他的院长办公室里，和他讨论给同学们补充昆虫学参考书的问题。当时的

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我们看到的还是从杭州运出来的一些老书刊。他说一定

想办法。后来湄潭分部图书馆果然陆续从上海等地辗转买来了不少新书。 

蔡先生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热爱祖国， 记得 1941 年元月，浙大在湄

潭的学生会举办庆祝新年的大会。这个大会本拟在祝贺新年之际，宣传坚持

抗日，反对国民党内有些人假抗日搞分裂的阴谋。但大会举办一半时，湄潭

党部有些人忽然领了许多武装警察跑来捣乱会场。我（蔡壬侯）那时正在主

席台上，蔡邦华先生站在我的旁边，他见状十分愤怒，但又怕那些人有意寻

衅，挑起事端，伤害广大学生，因此命我结束讲话，即率领同学们整队游行，

高呼坚决抗日，反对分裂。反动警察站在我们游行队伍两旁，不敢动手。蔡

邦华先生也跟着我们游行，直到游湄潭街道一周回到校内。蔡先生始终站在

学生的一边，保护着广大师生，使我和同学十分感动。抗战后期国民党倒行

逆施，变本加厉，一再掀起镇压学生运动高潮。1941 年 12 月底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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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香港沦陷。孔祥熙不顾爱国人士死活而用飞机载保姆、洋狗、马桶由

港飞昆明。信息传来引起广大同学义愤，竞相出壁报声讨，并酝酿游行示威，

当时湄潭国民党特务叶道明为镇压学生运动，以检查户口为名，派了八、九

人无端搜查住在校外的潘家苏、滕维藻两同学的住处，并栽赃陷害。蔡先生

将此情况立即据实报告竺可桢校长，并积极设法进行营救工作，特赶到贵阳，

通过他的同行昆虫学家刘廷蔚，找到当时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刘廷蔚

岳父）申明情况，予以疏通，为随后竺校长据理交涉，将潘、滕两人领回遵

义校内创造较有利的条件，从而免遭当时贵州国民党特务系统所制造的蓄意

陷害。 

蔡邦华先生是江苏溧阳人，1902 年 10 月 6 日生，从小酷爱昆虫。1920

年随兄东渡日本留学，是鹿儿岛农业专门学校的高才生。毕业后回国任北京

农业专门学校的教授，1927 年再次赴日本在东京帝大从事昆虫研究。1928

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1930 年前往德国，先生在德意志昆虫研究所、慕

尼黑大学应用动物研究院从事昆虫生态研究。1932 年回国后仍在浙江大学任

教，1937 年任浙江昆虫局局长，1938 年重返浙大任教。从 1939 年起，兼浙

大农学院院长，在贵州遵义、湄潭为农学院的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及结合当

地农业生产，开展科学研究竭尽全力，作出显著成绩。抗日战争胜利后，曾

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杭州解放时，被推任浙江大学校委会临时主席，

并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前夕被

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1952

年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为动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昆虫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副理事长。是全国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四、五、六届全国政

协委员。 

蔡先生学术造诣深厚，知识渊博，是我国昆虫学科带头人之一。他先后

在高等农业院校执教三十年，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学和昆虫学方面的

人才。其中在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时期，培养一批昆虫学家中有张蕴华、

张慎勤、曹景熹、杨平澜、徐道觉、唐觉、肖刚柔、陈效奎、李学骝、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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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王宗溥等而都成为国内外及海峡两岸昆虫界的专家、教授，有的蜚声国

际。 

蔡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对于我国的螟虫、蝗虫、白蚁、小蠹、松毛虫以

及五倍子蚜虫等分类学、生物学、生态学方面成绩卓著；先后发表了 140 余

篇（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论著。其中《五倍子的研究》、《西南各省蝗

虫的分类》、《马铃薯蛀虫的初步研究》、《黄蚂蚁的初步研究》、《稻苞

虫之猖獗与播种的关系》等等都是在湄潭艰苦的抗日后方的条件下，在他百

忙中主持研究的课题或完成的论文。这个时期他还与陈鸿逵教授一起领导创

办了《病虫知识》刊物，刊物上的论文都具有一定科学水平且与当时生产紧

密联系。 

蔡先生是于 1983 年 8 月上旬病逝于北京的，让我们在这里对这位尊敬的

老师再一次表示最大深切的怀念。 

      

《最忆吾师蔡邦华教授》 

巫国瑞 ※

    沧海桑田，历事炼心。人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我既缺善根，更乏

福德，仅以少微因缘优势得以残存。在学业上，由衷感激蔡邦华、祝汝佐和

唐觉三位恩师。蔡、祝二师乃终身至诚挚友，蔡、唐二师为师生又是近 

 

亲，由此可知，我蒙恩三泽，实源自蔡师一人。 

    抗战胜利后，浙大于 1946 年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我有幸于 1947 年考入

浙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即今植保系），1949 年秋开始修习昆虫专业课程。

时逢政权更迭，老家划为地主，经济无以为继，适有东北招聘团来院招聘俄

                                                 
※
巫国瑞（1925 年 - ）1947 年入学，1951 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

昆虫组后，历任助教和讲师。曾任浙江省昆虫植物病学会副理事长。 

本文摘自巫国瑞的《最忆吾师蔡邦华教授》2011 年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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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人员，我曾向蔡师报告，有意前往应征，他立即以凝重的口气说“你还是

读毕业了再说，经济困难，大家来想办法”，于是遵嘱作罢。此后，我为浙

江日报的科普栏目撰写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小文章，得点稿费，接着在校园附

近的“中国蚕桑试验场”兼职的祝师又为我在该场谋到一份兼职工作，因此

幸免辍学。 

当时，本届昆虫专业班上只我一个学生，教授与我一对一面授，蔡师教

昆虫分类学，管实习的为李学骝先生（讲师）。当时百废待兴，身为院长的

蔡师更忙，会议又多，偶尔蔡师不能分身，干脆就把讲稿交给我，让我自学。

当时国内形势紧张，物价飞涨，教授的工资菲薄，且要立即换成银元才可保

值，我就曾为祝师到杭州众安桥黑市上去抢兑过银元。当时生活虽然艰苦，

但是我们师生关系融洽，蔡师真可谓亦师亦友。 

我终于在 1951 年等到毕业，并留校当助教，师生关系更密切了。 

蔡师与我，唯一尴尬以致痛苦的时期是“三反”。蔡师身为院长，首当

其冲。抗战胜利后，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西方官员经常来访我院我系，洽谈公

务，偶尔送些杀虫剂、杀菌剂和喷洒器械，这在当时算稀有贵重之物，自然

而然就与行贿和贪污挂上钩，更不幸的是，牧场里一个心术不正的送奶工人

指名道姓地诬告蔡院长在牛奶里参水。于是一些人就把蔡师列为“老虎”来

打，隔离审查，看管人员还对蔡师进行“逼供信”的虐待，直到三反后期，

因查无实据，才消案处理。院系调整蔡师上调中国科学院昆虫所任副所长。

后来检举蔡师的那个送奶工人因打死妻子并碎尸，尸体被埋在实验室的地板

下。至此，蔡师所蒙冤已大白于天下。1957 年 5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省长的

沙文汉曾给昆虫学家蔡邦华，传染病学家王季午亲笔写信，对自己在 1952 年

「三反运动」中的错误作出了诚恳道歉。沙文汉的原信为：「邦华先生，来

信收到。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曾误信片面材料怀疑你是贪污分子并行隔离

审查，事后虽未认为贪污分子，但既未当即做出结论予以公布，更未向你道

歉，使你精神上，名誉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是很对不起的。这个处理失当

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责。记得前年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会议

常务委员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我曾说明了你和王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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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冤屈，这是我们的过错，然而这是远不足补偿你和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

动时所受的损失的。 这里特向你作书面道歉，如你认为必要，此信可向你的

朋友和同事们传阅。」 

蔡师不但在浙大农学院造就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单以昆虫学而论，就有

西南农大的蒋书楠教授、上海昆虫研究所的杨平澜所长、中国林业科学院的

肖刚柔教授、北农大的管致和教授、浙农大的唐觉教授、山西农学院汤昉德

教授等。早在抗战以前，任浙江昆虫局局长之时，还培养了一批早期昆虫学

家，如台湾大学的陶家驹教授、安徽农大的杨演教授等，真可谓是桃李满天

下。 

《在浙大农学院学到了什么》 

胡萃 ※

蔡邦华教授是农学院 1939 年至 1952 年间的院长，十分受人尊重。竺校

长因公离校，常由蔡院长代行校长职责，可见竺校长对他的倚重。可是，解

放前农学院只有农经一学科，成立研究所、可以招收研究生。人们不禁要问，

蔡、柳、祝三位著名昆虫学家在一起，全国少有，若再加上植病陈鸿逵教授，

力量更强，为什么不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我想这无疑与蔡先生的风格

有关。大家都知道，人格魅力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谦让”和“忘我”啊！ 

 

 

 

 

 

 

 

 

 

 

                                                 
※
胡萃（1931 年 - ） - 1950 年秋入学浙江大学农学院，1954 年浙江农学院本科毕业，

1960 年浙江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1955 年起留校，1986 年晋升教授，1990 年经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本文摘自胡萃《在浙大农学院学到了什么》，浙江大学报网络版 9572，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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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载德先生悼诗 

 

悼蔡邦华老师 吴载德 1 

病逝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在北京医院 

往年饥馑多蝗灾， 负笈东西学归来； 

执教治学五十载，满园桃李育人才。 

著书争献丰登策，立说为酬报国怀； 

惊传噩耗恨千古，痛失良师暗自哀！

 
1 吴载德（1914 – 2003）原浙江农业大学蚕桑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蚕桑系讲师、

副教授、教授。自 1956 年来，先后担任蚕桑系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蚕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蚕学

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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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先生的就业推荐手札 

叶加申 ※

收藏是人类巩固集体记忆的一种行为，收藏的旨趣在于鉴赏与研究，并

从中获得他事不可取代的历史信息与审美愉悦。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斑铜锈铁、

弃陶残瓷、零红断绿、片纸只字，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都连着万古史、

千秋事、百样人、某种理。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许多收藏品，真可谓是可

遇而不可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收到了一通用国立浙江大学用笺写就

的信札，仔细阅读倍感亲切，原来是时任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蔡邦华

先生写给乐天宇先生的亲笔手札。      

 

说起蔡邦华与乐天宇两先生，但凡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都不会陌生。蔡

邦华（1902-1983），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在实验生态学和农业昆虫生态学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是我国昆虫

生态学奠基人之一。蔡先生曾长期在浙江大学任教，1940 年开始担任浙江大学

农学院院长，长达 13 年。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后，由于竺可桢校长离校在外，

蔡邦华被推任为学校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乐天宇（1901—1984），

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早年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在革命老区开展农业教育，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培养新型科

技人才，创建延安中国农学会，倡议开垦南泥湾，对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全国解放以后，对农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橡胶种植业作出一定贡献。

1947 年 3 月，乐天宇担任北方大学农学院院长。1948 年 11 月，北方大学农学

院改为华北大学农学院，他仍担任院长。这是两位不同大学农学院院长间的交

                                                 
※
叶加申 1984 年浙江大学教育管理（心理学方向）专业毕业，1997 年浙江大学管理哲学研

究生班结业。现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副书记、副院长。该文原载浙江大学报

359 期( 201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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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沟通。 

  岁月流逝，保存完整的蔡先生手札如今并不多见，这是一件憾事。我收藏

的这通手札，是用当时浙江大学最为普通的用笺写成的，内容全文如下： 

  天宇院长惠鉴： 

  日前赴平得以亲聆廑教，获益良多，别后于八月一日安返杭垣，足慰锦念，

兹有敝院各系暨理学院生物系先后毕业同学四十余人，志愿前来华北或东北各

地机关工作，今特附奉名单一份，即请检收。並请鼎力分别予以绍介，以竟其

志，无任感祷，敬此奉恳顺颂，公绥。附名单一份。弟蔡邦华启（拧红色篆体

方印一枚），三十八年八月六日。 

  蔡先生的手札虽不长，仅 128 字，但字里行间却折射出多种信息。民国三

十八年八月六日，即公元 1949 年 8 月 6 日，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杭州市解放

刚过三个多月，应该说，身为浙大校委会临时主席和农学院院长的蔡邦华先生，

工作一定是非常繁忙的，但蔡先生没有忘记推荐自己心爱的学生。当时浙江大

学农学院毕业生中志愿北地工作的同学共有 46 人，蔡先生通过自己的文脉关系

推荐学生，用“以竟其志”的最恰当推荐用辞，请乐先生“鼎力分别予以绍

介”，对莘莘学子关爱之情，跃然纸上。这是非常可贵并值得后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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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

蔡恒胜 

 

今年（2007 年）是家父蔡邦华诞辰 105 周年。我这是第一次写纪念父亲的

文章，拿起笔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讲：父亲似高山，母亲如流水。我眼中的父

亲确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的一生，伴随着我的成长，教

导着我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同样，他那脚踏实地、注重科学实践的意愿

与信仰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人们。 

最近读到 2006 年 5 月 7 日《人民日报》《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记国家科

技进步奖获得者陈剑平
※※

“1985 年，陈剑平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老教授唐觉的临别赠言改变了他

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给他的 4 个字“学以致用” ，是唐教授 1941 年毕业

时，当时的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送给他的，这 4 个字影响了唐老一

生。也因为这沉甸甸的 4 个字，让陈剑平决心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来到了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 也正是这沉甸甸的 4 个字，让陈剑平成为在植物病毒领域作

出突出成绩的青年专家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者。 ” 

》的文章，该文敍述了陈剑平，一个年青的植物病毒

防治专家的先进事迹。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家父蔡邦华的“学以致用”影响了两代农业科学工作者，这也正是他一生

追求科学实践的缩影和写照。  

 

求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1902 年 10 月 6 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祖父是前清秀才，因此父

亲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

内部器官，感到极大兴趣。在考入江苏江阴南菁中学后，他用自修课桌饲养芋

                                                 
※
该文原载由蔡恒胜、柳怀祖等/著的《中关村回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 陈剑平在本文发表后的 2011 年 12 月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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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虫，观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甚为赞扬。在老师和兄

长的影响下，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 签定了一系列

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了被世界列强所瓜分的

危险。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再也

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父亲

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1920 年中学毕业后，父亲即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

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了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即今鹿儿岛大学

的前身）。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

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 “白蚕（桑蟥）” ，因在国内查

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钻研，就主

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1924 年父亲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聘

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当时他才满 22 岁，成为 20 年代北京农业大学

最年轻的教授○1 。他的学生都和他年龄相仿，有的甚至年龄都比他大，如 1949 

年 12 月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乐天宇，革命烈士杨

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父亲对昆虫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昆虫生态学和病虫害的防

治，蝗害是历史上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虫害，但对其分布状况和发生环境

一直缺少详尽的调查研究。 1927 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

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专家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在论文 “中国

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 中○2 , 记载了当时已知的 52 属 112 种, 其中有他

发现的三个新种。这是 20 世纪在蝗虫研究上中国人发表的最早的论文。 1928 

年，父亲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

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 1930 年，他

被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

昆虫学 ，并在德国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 9 

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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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 1932 年，他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

虫学大会。  

 

父亲和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家父是 1928 年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正式

命名成立的一年。 1930 年，他被浙江大学派送到德国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浙江

大学任教。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家父与梁希、

金善宝等 60 多位农学院教师一起于 1933 年愤然辞职，离开浙大，转入南京中

央农业实验所。这期间，家父主要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曾应用气候图

法对三化螟和飞蝗的发生分布区域进行了预测，发表专著和论文十余篇，其中

《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他于 1937 年

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1938 年，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家父重返浙江大学任教。 1939 年 8 月浙

大西迁到宜山时，由于战局紧张，对于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家父已经

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果断决

定，任命当时年仅 37 岁的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并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竺可桢

校长还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负责人，前往贵州选址，并上重庆将竺校长的西

迁决定告知当时的教育部长以取得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后，提出

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浙大西

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

工学院和农学院三个学院组成的。当时学校的核心领导为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

张绍忠（荩谋）、三院院长——文理学院院长梅光迪（文）、 胡刚复（理），

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劲夫），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及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人组

成的校务委员会。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理学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学院设在遵

义，而农学院和文理学院的理科各系设在湄潭的学校分部。竺校长负责学校在

遵义的大小事务（竺校长有事离开时，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代理）， 家父和胡

刚复则负责学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务。竺校长和家父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和电文来

往，不知现在浙大档案馆中能否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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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欣慰在本书出版前，我收到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馆长雷伟

先生发来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影印件。包括家父蔡邦华和张绍忠、胡刚复三人在

1940 年 4 月 11 日亲笔签名的有关湄潭、永兴考察筹建浙大分部的报告及绘制的

草图，和竺校长、胡刚复和家父等人列席湄中和浙大合并会议记录等资料。引

证了竺可桢校长和当时浙大校级管理层对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决策过程中所做的

贡献。 

我是 1943 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龄的有苏步青之子苏德新、卢鹤绂之子卢永

亮，还有王国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寿恒之子李福遵等。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后二

人是在遵义出生。因当时年幼，对于湄潭的状况已没有多少印象 , 但经常从父

辈们及哥哥姐姐那里听到湄潭的往事 , 特别是阅读到竺可桢日记的片段和浙大

西迁的回忆文章后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家父生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遵义、湄潭的岁月，怀念他于 1939 年 8 月被

竺校长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 13 年之久的这段经历： 

在抗战前后， 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 家父作为

浙大西迁和黔北办学时竺可桢校长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放在忙于搬迁、

建校及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争取一切时机身体力行，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

行了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了《病虫知识》期刊，主持开展了学术交流活

动。在湄潭艰苦条件下，他和唐觉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查明了中国

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产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

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 7 年，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家父与浙大师生同

甘共苦，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人

才，学术上得到蓬勃发展，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浙江

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被来访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

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 。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家父与罗宗洛、陈建功和苏步青伯伯等人一起，

赴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时间应是抗战胜利日本受降时的 1945 年秋天。当时

知名文人江恒源曾写下送行诗：“秋风飒飒天气凉，送客携手上河梁。三子有



188 
 

行忽万里，为歌一曲湄之阳。南雍声华重回浙，三子俱是人中杰。树人已感百

年功，更待琼花海外发。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遗恨满蓬莱。河山还我奇耻雪，

战云消尽祥云开。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学子乐天涯，乘搓使者天边来。” 罗

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 1940 年曾应竺可桢之邀到湄潭任教， 1944 年刚

离开浙大，他和我父亲都是学生物的；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浙大数学系教授 , 

而他们均是留日的。我看过他们在台湾的照片，后来也听家父讲过他们的台湾

之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湄潭到重庆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

台湾又是一个星期，但他们十分兴奋，终于盼来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一

天。他们在台湾工作十分辛忙——罗宗洛负责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台湾大学

的首任校长；陈建功是教务长；苏步青负责理学院，家父负责农学院事宜，他

们分别成为台湾大学首任的理学院和农学院院长。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

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但是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

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

才得以回来。 1980 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第 16 届国际昆

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之事时，

他们都亲切地叫家父为爸爸。当时两岸没有三通，台湾方面曾通过国际粮农

组织索取过家父的照片。2010 年 6 月我有幸访问台大时，赫然发现在台大生

农学院会议室里挂有家父作为首任院长的照片。他们现任和前任院长都出面

接待我这个普通退休人员，令我感动不已。大陆、台湾血浓于水，台大、浙

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6 年 6 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

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 

1948 年 3 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 7

个学院、 25 个系、 9 个研究所、 1 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7 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

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

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于子三被害的惨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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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晕到。醒来后就嘱咐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家父和李医生在现

场查看后都认为于子三不可能自杀，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

而玻璃片也没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被家父

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 1948 年 1 

月 4 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家父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两千多军

警、特务、流氓和打手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学生们进行了反击，

抓获了十几名打手，受到军警围攻。正在讯问时，竺校长约家父谈话。竺校

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让家

父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

而出，连夜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

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 家父说：“可以发

表，但不要署我名字。” 次日（ 1948 年 1 月 5 日）《大公报》将浙大“一

四暴行” 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

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答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

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 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

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

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

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

已来人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 ? ”竺校长回荅说 ：“不

知道 , 但报上所载 , 完全是事实。”以上经过我多次听父亲讲叙过，竺可桢

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

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负责人，代行校长职务。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

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家父为保护浙大 , 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 迎接

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

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 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

谈“ 应变”事宜 , 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 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

务 。 5 月 3 日杭州解放 ，浙江军管会于 6 月 6 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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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 9 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

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

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

力。”○4

1949 年 7 月 27 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浙大新的校、院、处

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 19 人组成，由 7 人组成常务委员

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

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

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

长。 1949 年 8 月 26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家父终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对于浙大接管后停聘 60 

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等在内，以及一些职员，他只能很无奈地

告诉竺可桢先生, 竺感叹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4 。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

决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浙江大学的农学

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 4 个工科系的

工科大学。此时，家父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不得不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

 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1949 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 7 月 13 日在北平举

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到会的除 285 名筹委中的 

205 名外，还有党政领导、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近百人。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

界的 15 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

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 7 月 17 

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家父和

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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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 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 

也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浙大。 

1982 年 4 月 1 日，在离开杭州近三十年，他应母校的邀请参加校庆，刚到

西子湖畔、孤山脚下，触景生情，他突然晕厥。我们陪伴着他，深切地理解他

的感情。最终他还是坚持出席了大会，写下了“巍峨学府，东南之花；工农肇

基，文理增嘉；师医法学，雍容一家。求是为训，桃李天下；东方剑桥，外宾

所夸，民主堡垒，争取进化；美哉浙大，振兴中华。”的校庆题字○5 。在浙江

农业大学朱祖祥校长的陪同下，家父乘车绕行华家池校园一圈。使他回忆起

1946 年抗战胜利后，农学院迁回华家池，当年他作为农学院院长曾领导规划的

“四面楼群，一池碧水”的远景，他亲自督建在池南的品字形的后稷、神农、

嫘祖三馆，及附属的温室、西斋、学生宿舍等建筑，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恢

复教学和科研。之所以名为后稷、神农和嫘祖，是鉴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

农耕文化，绝非任何外力入侵所能摧毁的。后稷和神农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历史

悠久的农耕创始之祖，嫘祖则是传说中神农之妃，教民蚕桑的发明者。农桑代

表衣食之本，所以三馆含有深刻的承先启后、绵绵不绝的农耕文明精神。华家

池东北部有实验农田，包括水稻田、旱地作物、果园、蔬菜圃、桑园，与池周

景物组成一个花园式的校园，鸟语花香，四季异香，是一个难得的生态循环良

好的校园，读书求学的理想环境。曾有教授为华家池的优美环境作对联两则，

其一云：三面楼群一池水；五千桃李满园春。其二云：碧水风光，堪比西子；

读书求学，此是天堂○6 。如今碧波荡漾、草地如茵、花草芳香、树木葱茏、垂

柳依依、新楼矗立、优美典雅的校园，他内心欣慰了。是啊，他比竺校长幸运，

还能在有生之年，踏上养育过他的母校的土地，回母校看一眼，也为自己能在

浙江大学工作过而感到光荣。参加校庆后的第二年，父亲就驾鹤西去了。 

 

—————————— 

注解： 

○1  中国农业大学“百年学人之四十二” 蔡邦华：20 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 2005 年 07 月 28 日 报道）  
○2  Tsai Pang-hwa, 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ds from China 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 to recorded.  Jous. Coll. Agr. Imp.Univ. Tokyo, 1929, X (2): 13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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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   
○4  竺可桢全集 第八、九、十、十一卷 
○5  浙大校史馆 
○6  华家池的园林和农耕文化 - 吴玉卫 
  



193 
 

 
 
 
 
 
 

 

第四部分：著作选 
 

 

 

 

 

 

 

 
  



194 
 

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ids from China,  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 recorded《中国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 

编者按： “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ids from China, 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 recorded《中国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 是蔡邦华于 1929 年发表在东京帝国

大学农学院刊物上的论文。 作者于 1927 年～1928 年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从事研究，

在鏑木外歧雄教授(Prof.T.Kaburaki)指导下，对全世界一万余种的蝗虫进行分类研究，特别

对我国主要的农林害虫飞蝗、稻蝗等 300 余种蝗虫中的竹蝗进行深入的研究，记载了当时

已知的 52 属 112 种, 其中有他发现的三个新种。这是 20 世纪在蝗虫研究上中国人发表的最

早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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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Einfluss der Temperatur und Luftfeuchtigkeit Auf Die 

Eiablage der Calandra Granaria《谷象产卵受温湿度影响之实验》 ※

编者按：这是蔡邦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应用动物研究院进修期间(1931 年-1932 年)，在爱雪

立希教授(Prof.Escherich)指导下，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实验生态学的研究：经

过一年多的细致观察研究，对比分析，最后证明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导因素，

使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得以解决。论文发表后，受到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 

 

 

                                                 
※
此文在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所《中国农业》上又中德文发表（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Bureau, Ministry of Industries）Agr.Sini.Vol.1,No.1, pp.1-34, Nanking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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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h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 Kweichow《贵州湄潭五倍子蚜虫的分类附

三新属和六新种的描述》 

是蔡邦华(P.H. Trai)和唐觉(C. Tang) 在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上发表的论文 

（Vol 97 Part 16 pp.405 – 418, 6 Figs 20th November, 1946, Royal 

Entomological Society, London） 

以下是在 2008年从大英图书馆得到了全文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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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i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 “The World’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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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i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 “The World’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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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取自中国五倍子研究报告选编 -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编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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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有一小圆形原生感觉圈，而第 5 节端部有一大长椭圆形的原生感觉圈，两者均具缘毛。 

量度：体长0.61 -0.70 毫米；宽0.40 -0.52 毫米；触角0.23 毫米（相对长度：I , 

12；Ⅱ, 15; Ⅲ, 16； Ⅳ，12 ；Ⅴ, 26 )；后足：腿节和转节，0.172 毫米；胫节，

0 .172 毫米；跗节，0.069 毫米。  

    新孵化幼蚜（见于虫瘿内）：体长椭圆形，封于树胶后黄色，3 小眼面组成的复

眼红黑色；喙长，远伸后足基节以外，端部暗褐色；触角4 节，第3 节上有一小圆形和第

4 节上有一大长椭圆形的原生感觉圈，均具缘毛。  

    量度：体长 0.396 毫米，触角0.16 毫米（相对长度：I , 9; Ⅱ，12 ; Ⅲ, 16；Ⅳ，21 ) ； 
后足：腿节和转节，0.107 毫米；胫节，0 . 096 毫米；跗节，0 . 054 毫米．     虫瘿：自基

部作不规则分枝，略扁形，玫瑰红色，裂口位于各分枝之基部，或位于虫瘿之侧。大型虫

瘿测得100X100 毫米。虫瘿生于复叶的小叶上．     全模：1942年徐道觉采送作者，用树胶

封固的玻片标本存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昆虫 
实验室。 产地：贵州湄潭 寄主：第一寄主红麩杨。虫瘿结于复叶的小叶上。  

谨以此译文怀念业师蔡邦华教授对我国五倍子事业的关注和开拓。  

唐 觉 
198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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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上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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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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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蔡邦华著作目录 

1. 蔡邦华。我国当设植物检查所之管见。中华农学会报 1923，29。 

2. 蔡邦华。普通昆虫学（讲义）。北京农业大学讲义 1924 

3. 蔡邦华。经济昆虫学（讲义）。北京农业大学讲义 1926 

4. 蔡邦华。昆虫分类学（讲义）。北京农业大学讲义 1926 

5. 蔡邦华。普通动物学（讲义）。北京农业大学讲义 1926 

6. 蔡邦华。螟蛾类概说。中华农学会报，1926(50)：1-11 

7. 蔡邦华。我国产既知螟蛾科目录。中华农学会报 1926, 50：85-92 

8 蔡邦华。鳞翅目幼虫研究纪要。中华农学会报 ,1927, 58：39-52 

9. Tsai, Pang-Hwa .  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ids from China, 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 recorded. Journal College Agriculture, Imp. Univ. Tokyo, 1929,X(2): 139-149 

10.  蔡邦华。病虫害及防治法（讲义）。浙江自治专修学校印刷, 1930 

11. 蔡邦华。十八年度抗螟稻种调查预报。浙大农学院丛刊 1930, 9：1-12 

12.    蔡邦华。螟虫对于气候抵抗之调查并防治法试验。浙大农学院丛刊 1930, 10：1-19 

13. Tsai, Pang-Hwa.  Zwei neue Qxya-Arten aus China (Orth.Acrid.)   Mitt. Zool, Mus.  

Berlin 1931, 17(3):436-440 

14. Pang-hua Tsai.  Das Reisz ünslerproblem in China.   Z.ang.Ent. 1932, 19(4):40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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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蔡邦华。应用昆虫学最近的趋向。昆虫与植病 1933, 1（1）：5-12；1（2）：40-44； 

1（3）58-62, 1（4）87-93 

17. Pang-hua Tsai.  A Note of some Chinese grouse locusts (Sabfam, Tetriginae) in British Museum and 

authors collection Jous.Agr.As,China, 1933, 118:96-103                                 

18. 蔡邦华。浙江蚕桑害虫一般。浙江蚕页指导讲演会讲演录 1933, 202-211  

19. 蔡邦华、杨行良。抗螟稻种调查报告。中华农学会报 1933, 118：33-60 

20. 蔡邦华、汪仲毅。昆虫雌雄性比率之变迁及其在害虫猖獗学上之意义。中华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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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蔡邦华。三化螟猖獗与气候。农报 1934, 1（29）：76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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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蔡邦华先生的遗愿 

编者按：浙江大学程家安教授为编辑蔡邦华院士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之事，曾联络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张雅林副校长，获取有关蔡邦华先生遗愿的有关资料。以下是该校提供的资

料信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王应伦、杨宗武应该校张雅林副校长指示联系了

原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宽胜先生，了解了他与蔡邦华先生交往的情况

并提供一些资料。 

据李宽胜先生回忆，他是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时与在蔡先生访问前苏联时

相识，1978 一 1980 年期间，我们在陕西华山发现油松小卷娥、小蠹蛾危害严

重，曾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陕两省森防站一起研究、防治，得到国家林

业部、陕西省林业厅项目支持。蔡先生曾帮助我们检定昆虫标本，给了我们业

务上不少帮助、指导。我曾多次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或者北京开会时与

他交谈。1978 年我们和陕西省林业厅、森防站在西安筹办了中国昆虫学会学术

会议，蔡先生也来西安参加大会。由于科研上的交流和支持，蔡先生也 2 次来

过杨凌，到西北农学院和陕西省林科所。 

1983 年 8 月 8 日蔡邦华先生不幸逝世。1984 年根据蔡先生遗愿，蔡先生夫

人陈绵祥将蔡先生收藏的昆虫、森保专业的图书 832 册、期刊 163 种、资料

2588 份捐赠给陕西林业科学研究所。这些书一直保存在我所图书馆，1997 年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并时，合并至学校图书馆。当时，蔡先生这种支持西北林业

建设的行动，我们深受感动。为表彰蔡先生和夫人的义举，我们请示陕西省人

民政府有关领导，决定由陕两省林业厅发给奖状和奖金 1 万元。在给蔡夫人转

交奖状和奖金 l 万元时，蔡夫人陈绵祥不接受奖金，表示他是实现蔡先生的遗

愿，希望用这笔奖金作为蔡邦华昆虫学术奖基金，奖励为我国森林昆虫学做出

贡献的人。后来我们请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厅，两个单位都

同意设立蔡邦华昆虫学术奖励基金，成立基金委员会，办理评奖等有关事宜。

蔡邦华昆虫学术奖基金委托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宽胜负责办理。以下

附录是提供的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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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 84 ）陕林科办字第 029 号 

======================= ☆ =================== 

关于组成蔡邦华森林昆虫学术奖基金委员会的协商函 

各有关同志：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蔡邦华先生于一九八

三年不幸逝世。蔡先生的夫人陈绵祥女士根据蔡先生遗嘱，将蔡先生收藏的专

业图书 832 册、期刊 163 种、资料 2588 份捐赠我所，用以支援西北林业建设事

业。为表彰陈绵样女士捐赠图书，支援林业建设的行为，经请示陕西省人民政

府有关领导同意省林业厅发给奖状和适当奖金，但陈绵祥致书陕西省林业厅和

我所（见附件一），表示她此举是为实现蔡先生遗愿，不能接受奖金，希望将

这笔钱做蔡邦华森林昆虫学术奖的基金，用于奖励对我国森林昆虫学做出积极

贡献的同志。并委托我所所长李宽胜同志协助办理。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也来函

表示同意（见附件二）。据此，经请示省林业厅有关领导，同意我所协助办理

有关奖金储蓄、评审等具体事宜。 

为了搞好此项工作，经与陈绵祥女士协商，拟请蔡先生生前好友、学生和

有关同志共十二人组 “蔡邦华森林昆虫学术奖基金委员会”（名单见附件三）。

现来函询您对该委员会的组成、活动办法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您是否同意担任

委员？请即来函告知。 

附件：如文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抄报：省林业厅 

抄送：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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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陕西省林业厅 

    负责同志： 

陕西省林科所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将邦华生前收藏的图书捐赠给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

所，用以支援西北林业建设事业，这是邦华的遗愿，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寄给奖金，我们确实不能接受。邦华去世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我的生活，

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生活得很好，邦华的子女各个都已自立，在党的

培养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希望实现邦华生前的遗嘱，因此我们不需要这

些奖金。希望将这奖金能用于促进我国森林昆虫事业的发展，做为蔡邦华森林

昆虫学术奖的基金，委托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李宽胜同志协助办理，把钱存

放在蔡邦华森林昆虫学术奖基金委员会名义下，凡对于发展我国森林昆虫学做

出积极贡献的同志都可以提出申请，经基金委员会审定后给予奖励，并且希望

不影响得奖的同志在其他方面得到奖励。 

谢谢你们的关怀 

陈绵祥（签章） 

1984 年 1 月 14 日 

附件二： 

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关于筹备“蔡邦华森林昆虫学术奖”一事已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报告，并得

到支援和讚许，同意家属意见委托你单位成立基金委员会，希望得到你们的支

持和帮助，组成评委会，借以促进我国森林昆虫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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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敬礼！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盖章） 

1984 年 2 月 12 日 

 

 

附件三：  

蔡邦华森林昆虫学术奖基金委员会 

拟请以下同志组成委员会 

陈绵祥 女 

周尧 男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教授 

萧刚柔 男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研究员 

唐觉 男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教授 

王平远 男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副研究员 

李兆麟 男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副研究员 

蔡晓明 男 北京大学生物系  副教授 

邱守思 男 林业部森林保护局  处长、工程师 

殷惠芬 女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副研究员 

侯陶谦 男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林虫组长、助研 

黄复生 男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副研究员 

李宽胜 男 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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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迎接浙江大学建校115周年之际，面对学校持续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

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为我校发展做出不懈努力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蔡邦华先生就

是其中一位。今年，正值蔡邦华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我校开展昆虫学研究 100周

年之际，我们缅怀蔡邦华先生一生经历、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在感动之余，

我们决计克服困难编写蔡邦华先生纪念文集。 

实践表明，纪念文集编写的过程是一个史料钓沉、去粗存精的过程，实非

易事。蔡邦华先生的一生正处在我国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在那段时期中，

不仅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而且还受到不同形式的冲击与干扰，以致一些

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也未能妥善保管甚至流失。蔡邦华先生的同事、学生和家属，

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年事已高，只能通过录音提供资料；有的是在眼睛手术治

疗过程中进行写作；有的甚至在写稿中途因病送医院抢救等。所有这些，令编

者十分感动。 

我们在编写文集中，看到蔡邦华先生等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那十分艰难的历

史时期中，仍全身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取得如此杰出成就，该是多么地

不易。所有这些，给身处学习与研究环境十分优越的年轻一代以深刻的教育，

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本纪念文集是由蔡邦华先生生前曾经工作过的主要单位，包括浙江大学，

台湾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等联合组织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方的支

持，浙江大学档案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台湾大学校史馆，中科院动

物所标本室提供了相关照片和信息，尤其是浙江大学档案馆吕慧平老师协助查

阅有关史料；中科院动物所王祖望先生编写了蔡邦华先生在动物所30年间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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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台湾大学校史馆张安明女士协助查找台大有关史料。同时，浙江大学图书

馆郑江平老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雅林副校长、南京农业大学王荫长教授、

南京浙大校友朱锁荣先生、江苏农科院图书馆虞德容女士等协助查找和收集有

关史料。此外，蔡邦华先生生前友好竺可桢、贝时璋、王淦昌、王国松、陈鸿

逵、赵忠尧、童第周、罗宗洛、陈建功、陈世骧、刘崇乐、戴芳澜、俞大绂、

柳大纲等先生的子女提供了各种帮助、建议和鼓励。 
 

本文集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和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院士，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

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为文集题词；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为文集题

写书名；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为文集作序。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在文

集付印前，又收到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前任院长、现任农委会主委陈保

基博士、现任院长徐源泰博士的题词，甚为欣慰和感激。 

鉴于编写时间仓促，很多珍贵的史料未能找到，本文集只能刊出一些留存

的照片、论文、年谱和纪念性文章。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3月 

 


